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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在历史上的地位 

从十五世纪下半叶起，以意大利为发源地，欧洲进入了文艺复 
兴时期。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 
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化，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产生了巨 
人一 "在思 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 
的巨人的时代。尼科洛 • 马基雅维里 （NiccoldMachiavelli 1469— 

152?) 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巨人之一。① 

马基雅维里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外交家；同时是一位 
思想家——政治思想家。马克思曾经肯定马基雅维里及其后一些 
近代思想家在国家观上摆脱神学的束缚说，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 
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 
家的自然规律;”②并且又一次指出马基雅维里及其后的一些近代 
思想家使政治研究独立于道德， 他说： “从近代马基雅维里……以 
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 
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 
他没有别的了。”③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家 
彻底分家的人，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并且是历史家、军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金集力中文版，筹3卷，第筇8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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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著作者、诗人 ® 和剧作家®。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其传世的著作， 
包括《君主论>、《论提图斯 • 李维著〔罗马史〕前十卷 > 三卷（下称 
*李维史论》)、《佛罗伦萨史 > 八卷，兵法》(直華，战争的艺术 >) 七 
卷，曼陀罗华》(喜剧），还有其他剧本、诗、文以及大量的关于出使 
各国的情况报告和通讯等等。 

在作者的几部学术名著中，《君主论》是最小的一册，但是最有 
名。一一作为一部代表作，它使马基雅维里身后获得举世周知的 
名声(也包括恶名和所谓“马基雅维里 主义' “马基雅维里式的人 
物”等称谓)。此书在马基雅维里死后五年即1532年印行，迄今四 
百五十多年，从西方到东方，在宗教界、政界、学术领域和社会上广 
泛地引起各种强烈的反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西方国家一些 
舆论界列为当代最有影响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君主论》和关于 
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研究、，从新译本到专著在东西方各国不断出版。 

马基雅维里其人及其学说， - “千秋功罪凭谁说”——这是 
值得重新探索的一项课题。此处仅就作者的时代、生平、事业， 《 君 
主论 >创作及其他主要著作有关历史情况等方面加以简介，仅供对 
此一著作研究的参考。 


时代、家庭、服官 

一、 当时意大利情况马基雅维里在 H 69 年 5 月 3 日出生 
于佛罗 伦萨， 1527年6 月 22 日去世，享 年五十八岁。 他的故乡佛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中文版，第20卷，第362页。 

② 马基雅维里的喜剧被法国伏尔泰称赞胜过希腊阿 M 斯托芬的喜剧；马基雅维 
黾有意大利的莫里哀之称。英国马考莱亦赞扬备至。 



罗伦萨以及意大利的其他一些城市在十四、十五世纪已早成为资 
本主义生产最初萌芽之地，在文艺复兴时期，她的文化艺术的繁荣 
昌盛吸引了整个欧洲，但是意大利的政治体制仍然没有脱离封建 
分裂状 态:米 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那波利王国 
和教皇辖地等五个主要国家，还有许多小的封建领地，为着疆土扩 
张问题利用雇佣军长期互相征伐，直到1454年缔结洛迪条约为 
止。马基雅维里就在意大利一个比较安宁时期出生、成长，直到他 
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他的前半生处在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文艺复 
兴的全盛时期，①后半生则处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在意大利角逐 
的战争时期。 

二、家庭与教育马基雅維里的袓辈是佛罗伦萨贵族，曾经 
出过十三名政府首长一正义旗手 （ Gonfdonieri ) 和 五十三名执玫 
官 (Priori )。 他的父亲贝尔纳多 （ Bernado) 是一名律师（法学博 
士）， 在桑 • 卡希阿诺村 (San Casciano) 附近薄有他产。母亲能作 
诗。 他有弟妹三人。一家六口，并非富有。据贝尔纳多的曰记 
(1474 — 1487) 记载，贝尔纳多爱好研究古典著作，在马基雅维里成 
长期间，曾偕阅西塞罗的著作;在 1476 年曾设法购到李维著《罗马 
史》。——四十年后马基雅维里的名著 <李维史论》就是以这部名 
著为其基础的。马基雅维里七岁入学，约在十二岁半时已能用拉 
丁文作文。据说曾在佛罗伦萨大学完成他的教育：在那里受到人 
文主义者语言学家马尔切洛 • 阿德里亚尼 （Marcello Adriani 〉 的 

① 从科西莫 * 德. 梅 迪奇于1434年当权，到他的曾孙皮埃罗 • 德.梅 迪奇于 
1494年逃亡，其间六十年是佛罗伦萨的黄佥时代<» H . 辩埽和 P . P ， 韦利编 《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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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的训练。 

马基雅维里熟习拉丁文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史学，尤其是熟 
悉古罗马 ----- 罗马共和国政制以及西塞罗等人的论辩和社会哲 
学。这一切为其投身于政治外交活动准备了充足条件。日后他对 
罗马共和政治的向往和支配他毕生的深厚的爱国思想，不能不与 
此有着密切关系。 

三、服官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生涯大体上可以说是从1494 
年至1512年，即与佛罗伦萨共和国重建和再度覆灭相 始终； 也就 
是说，从原来的统治集团梅迪奇家族被宗教改革家修道士萨沃纳 
罗拉领导人民起义驱逐之后，直到梅迪奇家族卷土重来恢复其统 
治之日。而1494年正是法国査理八世入侵，从此使意大利进入内 
忧外患交并的困难时期。 

约在1495年或1496年，他在共和国政府里开始担任助理员 
(Coadiutore). 1498年5月，萨沃纳罗拉在反对派的策动和教皇 
亚力山大六世的迫害下，作为异端者被绞杀和焚尸。马基雅维里 
对教皇干涉各国政治的悲剧不能不有所感受。@后来他在 <君主 
论》中谈到，统治者建立新的秩序而没有自己的武装作为后盾就不 
免于毁灭，②还提出军队与法律作为立国的两大支柱的国家学说， 
其思想渊源与此不是没有关系的。 

14Q8 年6月19日马基雅维里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第二秘书厅 
秘书长随后于7月14日又被任命为“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 

① 马基雅维里曾在1498年3 月 2日在教堂聆听萨沃 A 罗拉 讲道， 见1498年3 
月 9 日 信稿。 

② 见《君主论 》第七章， 

③ 秘书厅 (Cancdkria) 悬政府工 作 机构； 梭书长 (CancdlkrO 是机关首长！并 
非“法官”或“大法宵％ 



(简称“十人委员会”)秘书，在最高行政机关——执政团 ( Signoria ) 
领导下负责办理外交与军政事务。当时他才二十九岁。任职直到 
1512年佛罗伦萨覆灭，这样就结束了他的十四年的政治生活。 

四、外交实践与认识这十四年的政治工作，特别是外交实 
践，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及其<君主论*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 
历史例证。 

除了负责处理大量的外事文件的日常工作外，他的第一项工 
作是作为共和国的代表临时特派出访外国和意大利各城邦，随时 
向“十人委员会”报告;在战争时期，负责军事组织等工作。他是政 
府首脑索代里尼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人物^从三十岁开始先后出访 
近三十次，到过法国、瑞士、德意志各国和意大利各城邦。他所作 
的《法国情况报告》、<德意志情况报告》以及关于罗马尼阿公爵切 
萨雷 (Ceasare Borgia ) 的报告和其他通讯等文件，现仍保存下来， 
它们表明马基雅维里对欧洲各国和意大利各城邦社会政治现实具 
有敏锐的洞察力，对于统治者的真正面目有了深入了解和缜密的 
分析，并且构成他所阐述的政治思想与军事理论的根据。在这些 
出使访问中使他深感弱国无外交。在1500年秋，就皮萨战争问 
题，他出使求助法王；在拥有强大武力的君主集权的大国面前， 
由于本国武力与财力俱弱，为外国国王蔑视，逗留数月，怏怏而归， 
不能不加深马基雅维里谋求富国强兵、民族独立的渴望。 15 的年 
10月至1503年1月两次出使，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产生重 
大影响。 

由于教皇亚力山大六世的支持，切萨雷 • 博尔贾于1499年开 
始征服罗马尼阿，继而占领伊莫拉、富尔利、里米尼、法恩扎、乌尔 


比诺等地，进而觊觎佛罗伦萨属地阿雷佐。马基雅维里出使，企图 
与博尔贾修好，以求返还占领地。他耳闻目睹博尔贾施展阴谋诡 
计，唾手掠取领土，暗杀敌人，假手法庭斩杀权臣，以及建立国民军 
取代雇佣军，如此等等。不仅由于博尔贾的“能力”，主要的是由于 
他努力创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使马基雅维里惊叹，认为找到 
了可以作为拯救意大利的统治者（但其后不幸失败），①最后成为 
<君主论》中一再奉扬的新君主典范。 

军 制改革 的历程 

一、雇佣军的历史教训创建国民军是马基雅维里毕生努力 
的最大的事业之一。同时也是<君主论》探讨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意大利历史学者费代里科 • 卡博德 （Fedenco Chabod ) 甚至强调 
说，<君主论*的总的特性清楚地表现在论建立国民军的几章里 o ® 
马基雅维里认定雇佣军是意大利一切灾难的原因。他迫切要求把 
国民军建设起来，就是为了用自己的武力取代意大利各国已经长 
期实施的雇佣军制度和外国援军，建设统一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他痛切地感到雇佣军耗费巨大军饷 ，而 作战不力甚至叛变;求助于 
外国（如法国）不仅低首而且还要支付巨款。例如对皮萨作战，请 


① 德国著名学者迈内克 （ Meinecke ) 主张，《君主所推崇的真正英雄是指第 
六章所说的英雄，即摩西、罗慕洛等人，而不是博尔贾。（见 所著: 《在现代史上国家理由 
学说 : KDie Idee der Staats RAson )1924 年，柏林版，第 2” 页)但是马基雅维里在1514 
— 1515年1月31日给韦托里 （ F . Vettori ) 的信中仍然说，“假如我是新君主，我将经 
常仿效瓦伦蒂诺公爵（即博尔贾）的行迹' 可见马崖雅维里自始至终把博尔贾奉为新 
君主典范。迈内克的主张似难成立。 

② F . 卡 博德： 《君主论 》 导论，1924年，都 灵版； ^马基雅维里与文艺复兴 》 (文 
集），1958年，伦敦版，第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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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雇佣军队长保罗 • 维泰利，花了六万四千金币——“十人委员 
会”被人民称为“败家 子”； 而到了胜利在望的时刻，却由于雇佣军 
队长通敌，功败垂成。佛罗伦萨深感意大利的雇佣军不可靠，转而 
求助法国，给法王二万四千金币，雇佣法国人的军队，包括瑞士军 
在内。但是这些军队向皮萨进攻前却掠夺佛罗伦萨人民，索饷要 
粮。这就不能不使马基雅维里又一次痛感意大利的外国雇佣军队 
全不可靠。但是当博尔贾以武力威胁和勒索佛罗伦萨的时候，佛 
罗伦萨由于没有自己的武力还是不得不求助于法国，被迫付给三 
万金币，还答应以后再付给十二万金币。这种悲惨的境遇,同马基 
雅维里出使观察到的拥有自己武力的统一的法国、瑞士，以及博尔 
贾的夺人声势，形成强烈的对照。事实说明，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 
者只是运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而没有自己民族的武力作为后盾， 
是无法同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抗衡的。因此，在 * 君主 
论*里面，马基雅维里引证古今，反复谈论武力和雇佣军问题，要求 
建立由自己臣民、市民或者属民组成的军队;批判雇佣军——在意 
大利各国已经长期采取的制度。同时专章阐述君主关于军事方面 
的责任，甚至强调君主的唯一专业就是军事，除了战争、军事制度 
和训练之外，不应该另有其他目标，其他考虑。除了时代的局限性 
和固有的阶级性之外，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往往趋于极端，带着某种 
片面性1夸张性，受着他个人的主观经验柬缚与强烈的政治激情影 
响。上面说的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他的建设国民军的基本目的， 
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排除外国的干涉与侵略，维护独立。 
这些主张是符合新兴阶级和人民的利益的，因此在历史上具有进 
步意义。在作者去世后四百年，意大利在法西斯统治下，，曾经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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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 < 君主论》，献给墨索里尼，这是对热切谋求国家统一、民族独 
立与自由的佛罗伦萨爱国者的侮辱。 

二、国民军的创建与胜利1505年9月，佛罗伦萨为收复比 
萨而发动进攻，再次失利，使马基雅维里更加坚信军事制度必须彻 
底改革。①1505年，他 写了： <论佛罗伦萨臣民军队组织化》，他的 
主张遭到一些贵族们的反对，但是获得索代里尼的重视。1505年 
12月30日马基雅维里受命亲自招募志愿参军的人。1506年2月 
15 0,新军队由仿照瑞士式训练的约四百名新兵组成，在政府广 
场以分列式行进，引起了人民的欢呼，贵族的非难。最后在1506 
年12月6日最高会议批准马基雅维里拟定的提案,设置一名新官 
员专门负责监管军队重建工作，马基雅维里担任“佛罗伦萨国民军 
军令局”局长。参军的人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土(但已合并而 
尚未正式成为共和国的一部分除外)。每二十名军人设军官一人， 
必须是佛罗伦萨市的市民，而不是农村的人。骑兵必须限于佛罗 
伦萨市 市民； 步兵则来自乡村，给养全部由乡村负担，@在军事组 
织和军需供给上的城乡差别反映了马基雅维里的军事建设的阶 
级性。 

马基雅维里亲自向各地招募志愿参军的人作为常备军（步 
兵)。半年间自动应募请求审査的不下一万二千人，但是只招收了 
五千人，依规定，到1507年步兵至少一万名。马基雅维里选择了曾 
经为博尔贾效劳以凶残著名的西班牙人唐 • 未凯莱托作为首领， 

① 参阅： 日本佐佐 木毅： 《马基 雅维里 >，《人类知识遗产》丛书，第24卷，第 
96页。 

② 参阅 F . 卡 博德: 《马基雅维里载 《 意大利科学文学艺术百科全书》第卷， 
第780页，罗马，1951年版。 




负责训练国民军，这正是马基雅维里强调“能力”，轻视伦理道德的 
反映。他在1506年和1507年大部时间从事新国民军的组织工 
作，并负责监督新军三营围困皮萨。至1509年5月24日皮萨由 
于粮绝遣使求和，5月31日投降，6月8日马基雅维里率佛罗伦萨 
军入城。于是结束了十四、五年的不断纷争，重新拥有皮萨。佛罗 
伦萨举国欢庆，祝贺马基雅维里是胜利的真正组织者。这是共和 
国和马基雅维里政治生涯最辉煌的一刻。 

三、国民军失败与共和国瓦解马基雅维里在1509年胜利 

f 

后又奉派出使，对法、德、瑞士各国政治军事制度的优劣以及意大 
利积弱原因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瑞士尤其赞赏，在日后<君主 
论》中对国民军和雇佣军的评论得力于此甚多。马基雅维里已察 
觉到佛罗伦萨厕身于法国同西班牙、教廷等国结成的神圣联盟的 
尖锐对立之间的危机，于是致力加强防务。在侵略的威胁下， 1512 
年3月23日通过了《骑兵军需条例》。马基雅维里曾巧妙地动员 
了一万二千国民军进行防卫。但是，这些军队于1512年8月在普 
拉托被神圣联盟军击溃。出走在外的梅迪奇家族以一万金币对联 
盟进行贿赂，并且答应对帮助他回国的人以后还要重酬。于是在 
西班牙军威胁下，佛穸伦萨投降。1512年9月1日正义旗手索代 
里尼宣告辞职后出走，共和国由是瓦解，梅迪奇家族的首领朱利亚 
诺及小洛伦佐①回到佛罗 f 仑萨。马基雅维里从此陷入深渊。 


① 1494 年出走的皮埃罗已故，他的二弟朱利亚诺 （ Giuliano )、 三弟焦瓦尼 
( Giuvanni ) 和 皮埃罗之子小洛伦佐 （Lorenzo de’ Medici， 1492 〗 51 9) 成为梅迪奇家 
族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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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官以后 


一、 从冤狱到放逐马基雅维里没有跟随首脑出走，留在佛 

罗伦萨迎接梅迪奇家族归国，并且企求一^至死不渝地企求为祖 
国效命，但是事与愿违。在西班牙武力的支撑下，1512年9月14 
曰枢机主教焦瓦尼•德•梅迪奇进入佛罗伦萨，重新建立委任独 
裁制： 恢复了 年梅迪奇家族统治下的机构和制度。“国民军 

军令局”被解散了，马基雅维里一手创建的国民军当然也解散了。 
11月9日新政府正式罢免他的一切职务，驱逐出佛罗伦萨一年， 
禁止离开国境，并勒令提供巨额保证金。事不止此，随后在1513 
年2月以莫须有的罪名一一参加反梅迪奇家族的阴谋罪嫌把他逮 
捕入狱，刑讯逼供， ® 但马基雅维里不为所屈，力辩无辜。后经多方 
营救 ，于 1513年3月出狱。 © 他写信给他的朋友，驻罗马教廷的大 
使弗朗切斯科 • 韦托里表示，他只是把它归诸命运，相信不幸已成 
过去，他将会更加 审慎； 而且时代比过去宽大，更少猜疑，他要求帮 
助出来工作。这是著名的“佛罗伦萨公民和秘书”在政治生命尽头 
执着的表现。 

二、 村夫生活与学术创建1513年3月出狱后，马基雅维里 

① 据说，有人在索代里尼亲戚家中捡到一名叫做保罗 •博 斯科利 （ P.Paoio 
Boscoli ) 从口袋 里丟下 的一张单子，上面有十多个人名包括马基雅维里的名字 在内， 
于是向公安委员会报告，博斯科利及其亲友（另一青年)被捕人狱，随后多人相继株连。 
参阅 E . 米尔马基雅维里及其时代々第 104 页以下， 1936 年纽约版。佐佐木毅 ，马基 
雅维利& 123页以下,1978 年讲谈社版。 

② 见 1513 年 3 月 13 日马基雅维 里致友 人弗朗切斯科_韦托里信^但是另一种 
说 法是在 1514 年 4 月 4 日在枢机主教焦瓦尼•德 • 梅迪奇升任教皇称为利奥十世时 
宣告 大赦令 获释。见《葱大利科学、 文学与 艺术百 科全书》第 21 卷，第 781 页，罗马 
1951 年版。 


译 


者 


序 


xi 


变成村夫，在乡下过着贫困的农民生活。但是他仍然没有忘记经 
国治世的理想，坚持从实践到理论进行探索，他写出了四部学术名 
著，成为政治学家、史学家、军事著作家 .剧 作家，为人类积累精神 
财富作出贡献，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马基雅维里被罢官后，全家迁到佛罗伦萨城附近的桑 • 卡希 
亚诺小村，住在他父亲遗下的小小农庄里。他和妻子玛丽埃达以 
及四子一女一家七口，生活拮据勉强度日。他曾经因为欠税被传 
讯，又由他的朋友 F . 韦托里证明“确实一贫如洗，并且子女多负担 
过重”以至无力纳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 哀叹： “我不如死了 
好些，我的家庭如果没有我会较好些，因为我只是家庭的一项负 
担”。但是他还是顽强地生活下去，他把生活分为两截 •• 白天在农 
民当中劳动和生活；黑夜单独“与古人晤对”，探索治国之道。《君 
主论》就是这样完成的第一部著作。 

三、<君主论》的诞生《君主论》的思想资料是共和国时代马 
基雅维里在政治、外交、军事实践中早已积累起来的，其创作则在 
放逐后，大约从1513年6、7月开始，在年底以前写出，修改定稿当 
在1515年以后。①关于他在农村的生活与学术探索情况及他的愿 
望 ，在1513年12月10日的一封著名的信中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 
述。他告诉他的朋 友说： “我生活在我的农家里，自从遭遇不幸之 
后，我在佛罗伦萨总共没有呆上二十天，直到现在我一直用我自己 
的双手诱捕画眉鸟，……整个九月份我就这样过去了，这种消遣， 

①见 1513 年 12 月 10 日马基雅维里给 F . 弗朗切斯科信。同时《君主论》第三 
章提到法国路易十二在世时，含有路易十二已故之意> 路易十二是在 151 5年死去的， 
因此《君主论》的最后定稿时期当在1515年以后^有不少的著作把他完成期餓定为 
15 f 3 年似嫌过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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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可怜而且荒唐，现在终止了。 ”1513 年12月以后，他又过着伐 
木卖柴的樵夫生活。 

但是，马基雅维里在晚上却过着一种严肃而愉快的精神生活， 
他写道 :“黄 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 
了沾满尘土的白天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 
往昔的宫廷。.…. * 在四个小时里，我毫不感到疲倦，我忘记了一切 
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古人迷住了。” 

马基雅维里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献给统治者，他说：“正如但 
丁说 过的： ‘如果不把已经见闻的事情记下来，就不成其为知识 
了，。我已经把我同古人谈话所学到的东西记下来，而且写成一本 
小册子，题为 <君主论②，在这部书里，我竭力深入探索这个课题，讨 
论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 
会丧失。……此书一定会获得君主，特别是一位新君主的欢迎。 
因此我要把它献给朱利亚诺殿下。菲利波 • 卡萨韦基亚已经看过 
它;他能够同你谈谈这部书的内容和我同他讨论的情况，虽然我仍 
然在把它扩充和修改中”。 

四、<君主论》与自我鉴定马基雅维里十分重视这本书，他 
写完后继续把它完善。他在信中还说，他考虑是否亲自送给朱利 
亚诺，或者托自己信赖的朋友送去，因为他恐怕朱利亚诺看不到 
它，而他们的朋友阿尔丁杰利 ( Ardi 叩 helli ， 教皇利奥十世的秘书） 
会从这部最近的著作中涝取荣誉。（恐怕他人盗取《君主论》的思 
想作为己有献给统治者）其所以献书，马基雅维里坦白告诉他的朋 
友，这是由于贫困的驱使，害怕由于贫困被人蔑视，而且他希望当 
权的梅迪奇家族会使用他。他自信自己研究经国治世的成就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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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使用。他说 •.“ 假如他们读到这部书，他们会看到，在十五年间 
我一直在研究治国之术，我没有睡大觉也没有玩乐。谁都会乐于 
使用一个从他人的牺牲中获得大量经验的人。”他以忠诚老实自矢 
说： “关于我的忠诚老实，应该没有疑问，因为我一直保持忠诚老 
实，我现在不会改变它。象我这样一个四十三年来一向是忠诚老 
实和善良的人，是不能够改变他的性 质的； 而且我贫穷，就是我为 
人忠诚老实和善良的证据”。 


马基雅维里写信向其倾诉的人是从前在外交活动中曾经共事 
的同僚，当时担任梅迪奇政府驻罗马的大使弗•韦托里。这也是 
马基雅维里关于自己人格的自我鉴定。 

五、<君主论》的沉沦及其他著作的诞生马基雅维里的《君 
主论>事实上并没有献给朱利亚诺，而枭在1515年或其后献给小 
洛伦佐 （1492— 1519)。 ①但是这部著作当年没有获得统治者的垂 
青,如石沉大海。此书在作者生前也没有公开发表，直到作者死后 
五年即1532 年在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 W 80 — 1534) 的赞助下才出 
版。（因为作者已死，此书一直存在版本不同的问题）有充分的证 


据说明，马基雅维里其人及其著作在他同时代的人们中获得高度 
的尊敬。只是到了 1536年才引起一个英国枢机主教对 <君主论》 
的声讨，②从此四百多年来对《君主论> 及其作者议论紛纭，毁多 


① 朱利亚诺即洛伦佐 （Lorenzo de ’ Medici ,1449—1492) 又称豪华者洛伦佐 
(Lorenzo il Magnifico ’) 之子，小洛伦佐 （1492—1519) 是皮埃罗之子，洛伦佐之孙。马 
基雅维里在1512年被放遂后才开始著书立说，其时洛伦佐已死 （1492 年），因此，不可 
能献给洛伦佐。我国七十年代至85年出版的《大百科法学卷法学 辞典、 《马基难 
维里》词条 均作： “献给当时的……洛伦佐 （1449— 1492年 ）” 似误。 

② 麦考莱历史论文集 》 ，第55、57页，1926与纽约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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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君主论》的姊妹篇马基雅维里在失望中仍继续从事研 
究治国之道，谋求国家统一和独立与自由，并且参加知识分子结集 
的学术讨论。他探索的主题始终围绕有关意大利兴亡的国家政 
治、军事、历史和宗教等方面问题。1513年开始执笔，1517年(一 
说1519年)完成了 <李维史论》。此书比 <君主论》大四倍。《君主 
论》是<李维史论》的一个“分支”。它和《君 主论& 是马基雅维里政 
治制度观的两个方面。《君主论》讨论的主题是由于意大利腐败， 
内忧外患混乱状态不得不采取的君主政体制，《李维史论》则着重 
阐扬作者理想的以古罗马共和国制度为楷模的共和制。同时作者 
对意大利衰弱与分裂的祸根在于罗马教会这一点进行了大胆的剖 
析(、<李维史论》第1卷第12章）。要了解 <君主论》在马基雅维里 
政治思想中的地位，就不能不对《李维史论》有所理解。 

2. 对抗侵略的战术论约在1520年马基雅维里完成了 <兵 

法>，当年出版。这是第一部近代军事著作，也是他生前问世的唯 
一主要著作。是他长期从事军事监督工作，目击身受雇佣军之害/ 
的经验结晶。此书以对话的形式，阐述军事与政治的密切 关系； 强 
调必须建设国民军，加强训练，恢复古罗马的军纪，认定保卫意大 
利不能靠城堡化，而必须依靠爱国的训练有素的国民军抗敌，决胜 
于战场。 '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的出发点是适应武器的变化和新兵 
种的出现，改进抗拒外国侵略的战术，扭转意大利的挨打状态。恩 
格斯指出，由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法国人改良了火炮，可以 
由许多马匹拉曳上战场，并且在战斗时变换阵地，比意大利人用犍 




牛驮运的笨重的旧火炮远为方便，这种火炮和新兵种给意大利步 
兵的长纵队造成了极大损失。恩格斯分析说，马基雅维里写他的 
<兵法》—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想出一种队形，巧妙地配置步兵和 
骑兵，以制止这种炮火和新兵种的杀伤 。力 因此 < 兵法》是捍卫意大 
利国家独立与自由的战术论。它反映出炽热的爱国主义指导着作 
者的一切活动。恩格斯曾经称赞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值得一提 
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这不是偶然的。 

3. 意大利衰弱原因的历史探索1520年马基雅维里受朱利 
奥•德 • 梅迪奇 (Giulio de 1 Medici ) 的娄托撰写 <佛罗伦萨史 》 ， 
从北方民族入侵，罗马帝国衰亡到科斯葜•德 • 梅迪奇止 (379— 
1492年)。写作的主导思想仍然是探索“经过了一千年的辛勤劳 
苦之后，佛罗伦萨竟然变得这么衰微孱弱，其原因究竟何在”。马 
基雅维里批评过去的佛罗伦萨历史学者详述对外战争，而忽略内 
争、内乱及其后果，害怕得罪古人的后代。他要使读者获益，详述 
国内治乱，说明内部派别纷争的原因，使公民通过他人的苦难变得 
聪明些，并保持团结。 （《 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里原序）它生动地 
记述了从外国势力——蛮族的入侵开始，意大利半岛的四分五裂， 
人民与贵族之间、派别之间、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内乱继之以外 
患，雇佣军的横行，教皇的邪恶，如此等等。他从政治、军事、宗教、 
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发展中探索意大利统一及复兴的道路。马克 
思曾经确认，“马基雅维里早就在他的4弗罗伦萨史》中指出教皇的 
统治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并且认定这是一部“杰作”。②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14卷，第3〕、196—197 员。 

( 2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箬475页，第29卷，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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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腐朽的社会道德的讽刺在不幸的岁月里，马基雅维 
里乐观地创作了<曼陀罗华 K 1518 年)。演出后获得巨大成功，使 
他蠃得喜剧作家的声誉。在戏剧里，他辛辣地讽刺愚昧无知而良 
善的商人和妻子、岳母求嗣心切，由于狡猾的淫棍与邪恶的教士狼 
狈为奸，上当受骗被奸淫后仍沾沽自喜。它既是对当时社会道德 
的嘲笑，也反映了作者对道德伦理、对教会的态度。因此，阿兰 * 
吉尔伯特这位专门研究马基雅维里的学者甚至有点夸张地说，不 
读《曼陀罗华》就不懂得《君主论0。① 

所有这些主要著作互为补充，构成马基雅维里思想与学说整 
体的基础，充分说明马基雅维里的指导精神和不懈的努力是谋求 
意大利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与自由。 


从起用到消逝 


一、 史官与政制改革建议1519年小洛伦佐死后，枢机主教 
朱利奥代位统治佛罗伦萨。由于形势迫切要求改革，急需人材， 
马基雅维里被 起用： 1520年3月朱利奥接见马基雅维里，11月由 
佛罗伦萨大学 ( Studio ) 选任为历史编纂，授予年薪，委托撰写历史 
(已见前述)。同年受谘询关于最适合佛罗伦萨的政体问题，为教 
皇利奥十世（焦瓦尼•德 • 梅迪奇）撰写《论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 
事务>意见书。他 认为： 在现存条件下君主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根据他的 理论： 在人民习惯于平等的地方宜于建立共和制政府。 
对于佛罗伦萨说来，现在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很难建立梅迪 

① 阿兰， 吉尔伯特 （ AllanGilbert ), 《 马基雅维里文集》，三卷本，第2卷，第775 
页。1965年杜克大学出版。 




奇家族早先的真正的君主政制，最好的政制将是共和制，可以为建 
立真正的共和国作准备。他大胆建议将来可以恢复1512年以前 
共和国时代的“大会议”制，作为集中权力的最高机关(原来小洛伦 
佐是集权于一身），他认为在实现此一最终目的之前，应承认梅迪 
奇家族的领导统治，但是此项统治以梅迪奇家族成员的教皇利奧 
十世和枢机主教朱利奥二人生存期为限:，死后其统治大权移归“大 
会议”。这件事 说明： 马基雅维里同君主专制的统治者妥协的同 
时，并没有放弃自己对共和制的理想。 

二、共和国光复——巨人贫病中死亡这时以神圣罗马帝国 
皇帝西班牙国王査理五世为一方同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进行 
争霸的意大利战争更加激烈。1525年法军战败，査理五世大军不 
可一世^马基雅维里在罗马又提出建立国民军和加强防御以对抗 
帝国人侵的建议。在形势危急中，1526年他被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任命为新设的《城防五人委员会》的首长，负责加强佛罗伦萨城防 
工作。1527年5月8日出现德国和西班牙军队进行的“罗马洗 
劫”——史称文艺复兴时期终结。佛罗伦萨人民乘机起义，再度驱 
逐了梅迪奇家族，恢复共和国 。 马基雅维里赶回佛罗伦萨。原来 
的“十人委员会”也恢复了，他希望复官，但是没有如愿。这个巨人 
在文艺复兴时期终结后一个多月，遗下贫困无依的妻儿悄然病逝。 

他的国民军理想仍然活在人民心中。他去世后不到五个月 
-—1527年11月6日“十人委员会”新任秘书姜诺蒂草拟关于征 
募兵役的法令通过了。这位立法者和执行者正是前任秘书马基雅 
维里的朋友和《兵法》的信徒。 

1530年神圣罗马帝国再度入侵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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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多维科作为国民军应征，把他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共和国又被 
推翻了，梅迪奇家族又回来了。 

马基雅维里已经绝后，葬地无可考。现在在佛罗伦萨桑达 • 
克罗切教堂放着刻有碑铭的石椁，是1787年后人为纪念他而制 
造的。 


潘汉典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1985年4月1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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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洛 • 马基雅维里上洛伦佐 • 
梅迪奇殿下书 

凡是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们，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 
的东西或者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 9 因_我们常常看 
见人们把骏马呵、武器呵、锦绣呵、宝玉呵以及同君主的伟大相称 
的一类装饰品献给君主们。现在我想向殿下献呈本人对你一片忠 
诚的证据,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东西里面，我认为最宝贵和最有价值 
的莫过于我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了。这是我依靠对现代大事的 
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不断钻研而获得的。对于这种知识，我曾 
经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现在我把它写成小小的 
一卷书献给殿下。 

虽然我自己认为这部著作不值得你垂青，但是考虑到除了使 
你能够在最短促的时间内了解我多年来历尽困苦艰危所学到的一 
切之外，我再没有力量献给你更好的礼物了。因此我深信，仰赖你 
的仁爱，这部著作一定会蒙你嘉纳的。 

对于这部著作，我没有象许多人在叙述他们的主题并加以润 
饰时惯常那样使用铿锵的章句、夸张而瑰丽的语言、在外表上炫人 
耳 R 的东西或者装饰品。因为我希望我的著作如果不嬴得称誉则 
已，否则只应是由于其内容新颖和主题的重要性而受到欢迎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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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一个身居卑位的人，敢于探讨和指点君主的政务，不应 
当被看作僭妄，因为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 
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一样，同理， 
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 
质的人应属于人民。 

因此，殿下，请你体谅我敬献这个小小的扎品的心意而接受它 
吧1如果你认真地考虑和诵读它，你就会从中了解到我的热切的 
愿望： 祈望你达到命运之神和你的其他条件使你有希望达到的伟 
大地位。同时，如果殿下有朝一日，从你所在的巍巍的顶峰俯瞰这 
块卑下的地方，你就会察觉我是多么无辜地受着命运之神的巨大 
的不断的恶毒折 磨呵！ 



第一章君主国有多少种类？ 

是用什么方法获得的？ 

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 
君主国。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新的。在世袭君主国里，长期以 
来君主的后裔就是那里的君主。新的君主国或者是全新的，如弗 
朗切斯科 • 斯福尔扎®的米兰公国；或者是世袭君主国占领的附 
庸，如西班牙王合并的那波利王国。②这样获得的领土，或者原来 
习惯在一个君主统治下生活，或者向来是自由的国家；而其获得， 
或者是依靠他人的武力或君主自己的武力，否则就是由于幸运或 
者由于能力。 ® 


① 弗朗切斯科 * 斯福尔扎 (Francesco Sforza, 1401—1466 )，其父为有名的 
佣军队长=>弗朗切斯科十六岁即从军,1424年父死即继承其父的军队指挥扠，为米兰作 
战。其后娶米兰公爵菲利普*马利亚 • 维斯孔蒂 （Filippo Maria Visconti) 的私生女 
比昂卡 (Bionca)。 1447年维斯孔蒂死后米兰宣布为共和国，弗朗切斯科 • 斯福尔扎担 
任雇佣军队长； 1450 年倒戈，迫使共和国最髙会议拥立为维斯高蒂的继任者一米兰 
公爵。马基雅维里在本书第七章及所著《佛罗伦 萨史” 第七卷和《兵法》中一再引述弗 
朗切斯科为例，说明雇佣军的危险性。 

② 那波利王国，十五世纪意大利半岛的五个主要国家之一，于1500年由西班牙 
国王费尔迪南多二世 （Ferdinando II， 1452—1515i 同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缔结条约 
予以瓜分。1504年西班牙将法国势力从所占领的部分领土赶走，并将西西里兼并。 

③ 幸运” (fortuna), —译“命运”（如在献词中，见前第2黄）。“能力” ( virtiO , 同前 
者相对待 ，是马 基雅维里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的用语一样， 
通常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力置，包栝才能智栽，只是在极少数场合特指美德善行。 


第二章世袭君主国 

这里，我想撇开共和国不予讨论，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详尽 
地论述过了。①無打算单独地转到君主国这方面来，并且按照前述 
的顺序，探讨这些君主国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下去。 

我认为，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君主后裔统治下生活的世袭国 
里保持政权，比在新的国家里困难小得多。因为君主只要不触犯 
他的皇宗皇袓的制度，如遇有意外事件，则随机应变，这就足够了。 
因此，一位君主如果具有通常的能力，依此方法，总是能够维持他 
的地位的，除非遇有某种异乎寻常的格外强大的力量，才可能被篡 
位。但是即使他被夺权了，当篡夺者一旦发生祸患的时候，他就能 
够光复旧物。 

例如，在意大利我们就有费拉拉公爵。②其所以能够抵御〔14) 
84年威尼斯人的侵袭和 C 15〕10 年教皇朱利奥③的侵袭，就是因为 

① 参阅马基雅 维里： 《论提图斯_李维〔罗马史〕前十卷》（以下简称:«李维史 
论》)，特别是第一卷。该卷第二章的题目就是《共和国有多少类，罗马共和国是属于哪 
一类的 

② 费拉拉公爵 (duca di Ferrara ), 指在教皇辖地费拉拉执政的埃斯特家族的 
埃尔科莱一世 （Ercole I d ’ Este ， 在位： 1471—1505) 和阿尔方索一世 （Alfonso I 
d ’ Este ， 在位： 1505-1534) ^这个家族从 1208 年起訧同萨林圭拉家族 ( Salinguerra ) 
抡流统治费拉拉。1332年教皇承认埃斯特家族三兄弟为其在费拉拉的代理人，由是埃 
斯特家族统治者的势力日益强大。 

③ 朱利奧二世 (Iulio II 1413-1513) 原名朱利亚诺 • 德拉 • 罗韦雷 （Iuliano 
della Rovelle )， 1503年起任教皇至1513年，决心收复全部教皇辖地，除费拉拉公爵 
抵御了他的攻击外，一些处于教皇宗主权之下的小国的繁荣时代由此告终。 



第二章世袭君主国 


在这个领地的统治已经历史悠久了，此外更无其他原因。①因为世 
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 
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 
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革新的记忆与原因，由于统治 
已经年代久远并且连绵不断而消 失了； 因为一次变革总是为另一 
次变革留下可以继续进行的条件的。 


①根据意大利学者的分析，事实上埃尔科莱和阿尔封索这两名费拉拉公爵在政 
治和军事上都愚具有伟大才能的首钡，马棊雅维里在这 m 的提法，看来是有*强调世 
袭的 作用， 


第三章混合君主国 

但是在新君主国里，就出现重重困难。首先，如果它不是全部 
是新的，而只是一部分是新的（从整个来说，它可以称为混合国）， 
那里的变动主要是来源于一切新君主国所固有的困难。这就是， 
人们因为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换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这种 
希望促使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可是在这件事情 
上，他们上当受骗了，因为后来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境遇比以前 
更恶劣了。这种情况是由于另一种自然的、通常是必然的情况造 
成的。这就是，因为新的君主由于他的军队和新占领之后带来的 
无数的其他损害，常常不可避免地开罪于新的属民。 

这样一来，当你占领这个国家领土的时候，所有受到你损害的 
人们都变成你的敌人了；而且你又不能够继续保持那些帮助你取 
得那里统治权的朋友们，因为你既不能够依照他们的期望给以满 
足；你又不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付他们，因为你感到对他们负 
有 恩义; 还因为一个人纵使在武力上十分强大，可是在进入一个地 
方的时候，总是需要获得那个地方的人民的好感的。由于这些理 
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占领米兰甚速，而丧失米兰亦甚速，而且 

头一次把路易十二世攆走，只需要洛多维科①自己的军队就足够 

①洛多维科 （Lodovico Sforza , 1476—1500), 米兰公爵；1499年2月法国国 
王路易十二世(在 位： 1498—1515) 同威尼斯人结盟，9月11日法军攻占米兰，洛多维 
科逃亡德国。威尼斯人亦分占米 S 公国的5分之一 ◊ 次年2月在反法国军队的米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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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为原先给法国国王打开城门的人民，后来察觉到他们的见解 
和他们曾经期待将来获得的利益都是上当受骗的，他们不能够忍 
受新君主的折磨了。 

的确，凡是一度叛变的地方再度被征服之后就不会那样容易 
丧失，因为统治者会利用叛乱提供的机会毫不犹_地惩办罪犯，把 
可疑分子搞清楚，并且在薄弱的地方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头一 
次使法国失掉所占领的米兰，只要一位洛多维科公爵在边 境揭竿 
而起就成了，但是要使法国国王再一次失去米兰，那就必须使全世 
界都反对他，①必须把他的军队打败并将其驱逐出意大利，其原因 
有如上述。 

可是，米兰毕竟一而再地两度从法国人手里夺取过来。关于 
头一次丧失的一般原因已经讨论过了，现在还要谈谈第二次丧失 
的原因，并且看一下法国国王当时有什么办法，以及任何一个人如 
果身临其境要比法国国王更牢固地保有他征服的领土能够有什么 
办法。 

让我说，那些被胜利者合并到自己的古老国家的国家，或者与 
征服的国家属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或者并非如此，二者必 
居其一。如果是同一地区的话，特别是如果那些国家的人们不是 

起义帮助下，洛多维科归国迅速光复米兰。但其后又被法军挫败，死于监狱。 

①1511年教皇朱利奥二世和西班牙、威尼斯结成神圣联盟以驱逐在惫大利的法 
军。1512年4月11日在拉文纳 ( Ravenna ) 的决定性胜利的故役中，尽管法军是胜利 
者，伹由于主帅加斯通•德 • 富瓦 (Gaston de Fois ) 之死和瑞士人为支持神圣同盟而 
突袭米兰，使胜利者受到挫折。瑞士人在教皇朱利奧二世的怂恿下征服了米兰 * 立洛 
多维科的儿子马西米利亚诺 (Massimiliano Sforza ) 为其傀儡公爵。在朱利奥二世干 
1513年2月去世后，法国人再度被驱遂出意大利，斯福尔扎家族的一个成员回到了 
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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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惯了自由生活的话，那末保有这些国家是最容 易的; 而且只要灭 
绝过去统治他们的君主的血统，就能够牢固地保有这些国家了。 
由于在其他的事情上维持着他们的古老状态，而且在风俗习惯上 
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人们就会安然地生活下去。正如人们在布列 
塔尼、布尔戈尼、加斯科涅和诺曼底所看到的，这些地方已经长时 
期地归属于法国了；①而且尽管语言有某些差异，可是习惯是相同 
的，因此它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征服这些地方的人如果想要保 
有它们，就必须注意两个方面 •. 一方面就是，要把它们的旧君的血 
统灭绝；另一方面就是既不荽改变它们的法律，也不要改变它们的 
赋税。这样一来，在一个极短的期间内，它们就会同古老的王国变 
成混然一体了。 

但是，如果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 
服国不同，那末就会发生种种困难了。要保有那些被征服的国家， 
就需要非常的好运并作出巨大的努力。而最好和最有力的办法之 
一，也许是征服者亲自前往，驻节在那里。这就会使得他的占领地 
更加稳固，更加持久，例如土耳其人在希腊就是这样作的。②假使 
土耳其国王不移跸希腊，那么，即使他为着保有希腊而采取其他一 
切办法，他还是不能够保有那个国家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当地 
的话，骚乱一露头他就能够察觉了，从而他就能够迅速地加以消 


① 以上各地归并于法国的时期 ：布尔 戈尼为1477年(珞易十一世）、布列塔尼为 
1491年(査理八世）..加斯科涅为 U 53 年（査理七世）、诺曼底为1204年(菲利普二世）。 

② 此处所称希腊，实指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纪征服巴尔干半岛。先是穆拉德二世 
(Murad II , 1421—1451) 开始远征匈牙利、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其后 移罕默 德二世 
(1451—1481) 继续扩张，于1453年灭拜占庭帝国，并将奥斯暈帝国的首都移至君士堪 
了 S, 珙名伊斯坻布尔，从两 确立了 土耳其在欧洲的势力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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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但是如果他不在跟前，那么，只有在大乱的时候他才能够察 
觉，那时他已经不再能够消除骚乱了。除此之外，那个地方不受他 
的官吏 掠夺; 臣民由于能够立即求助于君主而感到满意。因此，那 
些愿意做良民的人势必更加爱戴君主，而那些别有怀抱的人则势 
必更加害怕他。至于那些想从外部进攻这个国家的人，就必须非 
常谨慎，因为当君主驻节其地之日，想把它从君主手里夺取过来是 


极困难的。 

另一个更好的对策，就是在一两处可以说是那个国家要害® 
之地派遣殖民，因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否则就有必要在那里驻扎 
大批步兵和骑兵，二者必择其一。而君主在殖民这件事情上不用 
花费许多 钱财； 他无需花费，或者只要支出很少费用就能够移送殖 
民，并且使他们驻屯在那里。而君主所触犯的人们只是因为他们 
的田地房舍被拿去给新来的殖民的一些人，而这些人只是那个国 
家的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同时被触犯的这些人仍然散居各方并且 
仍然是贫困的，因此是永远不能够对君主为害的；而且，所有其余 
的人都没有受到侵害，因此对他们加以安抚是容易不过的。同时， 
由于他们害怕自己遭遇将如同那些被掠夺的人们一样，他们就战 
战兢兢不敢犯错误。 

我的结 论是: 这种殖民并不靡费，而且比较忠实可靠，触犯的 
人也 较少； 而被触犯的人，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既贫困而且散居 
各方，是不能为害的。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对人们应当加 
以爱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掉；因为人们受到了轻微的侵 
害，能够进行报复，但是对于沉重的损害，他们就无能为力进行报 

①“要害”原文为拉丁文 “ compedes ”， 意即关键或重要据点 ( cepp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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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所以，我们对一个人加以侵害，应当是我们无需害怕他们会 
报复的一种侵害。 

但是如果在那里以驻屯军队来代替殖民的话，由于维持驻屯 
军不得不把那个国家获得的全部收入耗费掉，这样耗费就更多了； 
结果所得反而变成损失，而且得罪的人就更多了，因为由于他的军 
队从这里到那里辗转调动，那个国家全部受到损害，对此每一个人 
都感到痛苦，于是一个个都变成他的仇敌了。他们虽然被打败了， 
可是仍然在他们自己的老家里，是能够为害的敌人。因此，无论从 
哪方面说来，驻屯军队是不中用的，而殖民却是有益的 a 

再说，一个君主如果占有上面所说的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 
上同本国不同的地区，他就应当使自己成为那些较弱小的邻近国 
家的首领和保护者，并且设法削弱它们当中较强大的势力，同时要 
注意不让任何一个同自己一般强大的外国人①利用任何意外事件 
插足那里。而且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 
由于分外野心或者由于恐惧，把外国人引进来了。正如大家所知 
道的，罗马人就是由埃托利亚人给引入希腊的;②而且罗马人过去 
侵入的任何地方都是由那个地方的人给引入的。事情的经过常常 
是这 样的： 当一个强大的外国人一旦侵入一个地区的时候，在这个 
地区里所有那些较弱小的势力，由于对那个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强 
大势力的嫉妒作祟，就会立即侬附这个入侵的外国人。因此把这 
些弱小的势力笼络过来并不需要什么气力 ； 因为他们全体会立即 

① 强大的外国人 ( um > forestiere potente )， 意指强大的外国君主。 

② 公元前的二世纪，希腊的埃托利亚人及其他希腊城邦，为了反对与加太基结 
盟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 ，因 此与罗马人结盟，让罗马人进入希腊。其直接目的是 
为了打敗菲利普五世对希腊备城邦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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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心情愿同他所已经征服的国家联结成为一体。他只要注意不要 
让他们取得太大的力量和太大的 权威； 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在 
他们的帮助下，是能够很容易迫使那些较强大的势力屈服的，从 
而能够继续成为这个地区的完全的主宰。但是如果他没有把这件 
事情处理好，他就会很快地把已经赢得的一切丧失掉，而且当他拥 
有这个地区的时候，他会感到无限的困难与烦恼。 

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 
殖民，安抚弱国，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 增长； 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 
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 
地方为例就足够了。 ® 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 
人修好，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②；然而从来没有 
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 
增长。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 
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奧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 
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为在这些倩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 
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 做的： 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 
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 
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 


① 此处指公元前二世纪前后罗马人介入希腊各城邦与马其顿王国斗争的史实。 

② 公元前214年马其顿国主菲利普五世 (Philipo V ，公元前 231—179) 与迦太 
基汉尼拔结盟，对付罗^马与希腊各城邦结盟。公元前197年 
罗马人打败菲利普。由遽梦每 X 控制了马萁_齡腊。在希腊中部的埃托利亚联盟 
的请求下，公元前192单叙利細主安蒂龙 科芒 E ： (Antioco III , 公元前 223-187) 
出兵支援希腊，小亚细薤瓱#腊城邦则像求罗塌人帮助。公元前190年，安蒂奥科被 
罗马人打畋，于是年媾和被迫故弃全級小亚细涵比地。其后马其顿复苏，但在公元前 
;86年再度被罗马人消 I 糖帮 典马其顧的希腊办亦受到镇压》 


12 


君 


主 


论 


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 
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 困难; 但是 
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査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 
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 
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 
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郝能够 
看见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 

所以，罗马人预先看到麻烦就立即加以补救，而且从来不曾为 
了避免战争而让它发展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逃避战争，宕延 
时日只是有利他人。因此，他们要同菲利普和安蒂奥科在希腊作 
争，以免将来不得不在意大利作战。虽然他们当时本来能够避免 
这两场战争，但是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决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 
的聪明人口中常常念叨的“享受时间的恩惠吧”①这句话，而宁愿 
享受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审慎的恩惠。因为时间把一切东西都推到 
跟前: 它可能带来好事，同时也可能带来坏事;而带来坏事,同时也 
带来好事。 

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法国，并且考査一下它是否做过上 
述任何一件事情。我想谈谈路易 © 而不谈査理®，因为前者占据意 
大利时期较长④，他的发展更便于观察。你会察觉，他的所作所为， 

① 原文 ： “di godere el benefizio del tempo ”， 是当时意大利和法国流行的 
谚语。 

② 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 (1 M 2— 1515)，下同。 

③ 指法国国王査理八世 （1470— 1498)，下同。 

④ 査理八世于1494年9月2日侵入意大利，相当迅速地占据那波利王国，但千 
1495年10月随即丧失。其后路易十二世攻占意大利北部，自 1499— 1512年，时期 
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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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想要在一个大不相同的地区保有一个国家所应当作的事情，正 
是南辕北辙。 

法国国王路易是由于威尼斯人的野心而被引入意大利的，因 
为威尼斯人想通过他的干涉获得半个伦巴第。我不想责难法国国 
王所采取的这个决策，因为他想在意大利获得一个立足点，而他在 
那个地方又没有朋友，不但如此，还由于过去国王査理的行动 ® 使 
路易十二世尝尽闭门羹，于是他不得不接受自己能够得到的那些 
友谊。而且假如他在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没有犯错误的话，‘这 
个意图是会很快地实现的。这位国王(路易十二世）由于占领伦巴 
第，立即重新获得了査理所早已丧失的 威名： 热那亚投降了； @ 佛 
罗伦萨人成了他的朋友；曼托瓦侯爵③、费拉拉公爵④、本蒂沃利 
奧⑤、富尔利夫人⑥、法恩扎⑦、佩萨罗⑧、里米尼、卡梅里诺®、皮奥 
姆比诺⑩等地的统治者，还有卢卡人、皮萨人、锡耶纳人，全都逢迎 

① 査理八世于1494年进攻意大利 ，一 度成为那波利的主宰 3 至1496年完全失 
败；但査理的远征已成为外族入侵惫大利时期的开始。 

@热那亚 （ Genova)， 脱离米兰的支配，接受法国的保护。 

③ 曼托瓦侯爵 （Marchese di Mantova ) 即詹弗朗切斯科 •贡扎 加 （ Gianf- 
rancescu Gonzaga,14S4 —1519 )。 

④ 费拉泣公爵 （Duca di Ferrara) 是埃斯特家族的埃科莱一肚，已见前注 0 

⑤ 本蒂沃利奧 （Giovanni Bentivoglio) 是博洛尼亚的统治者 (Signore di 
Bologna) 0 

⑥ 富尔利夫人 （Madonna di FurU) 是富尔利的女统治者 （Signora di Fuxii) 
卡德林娜.斯福尔扎 （Caterina Sforza , 1463—1509 ) 0 

⑦ 法恩扎的统治者 (Signore di Faerza) 是阿斯托雷•曼弗雷迪 (Astorre 
Manfredi )。 

⑧ 佩萨罗 （ Pesaro) 的统治名是潘多尔科 * 马拉泰斯塔 ( Pand 61 qoMalatesta )。 

⑨ 里米尼和卡梅里诺 (Rimini e Camerino ) 的统治者是米利奥 • 切萨雷•瓦 
泣诺 （Giulio Cesare Varnno )。 

⑩ 皮奥姆比诺 ( Piombino ) 的统治者悬贾科萬•傅■阿與茈诺 ( CJi^omQ 
d’Appi 抑 0) ,雇佣军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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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成为他的朋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威尼斯人才能够察觉自 
己所采取的办法是多么卤莽 I 他们为了获得伦巴第的两个城镇， 
却使法国国王变成意大利三分之二的土地的统治者^ 

试细想 一下: 如果法国国王遵守我在上面所说的规则,牢牢地 
维系着他所有的朋友并且给以保护的话，那么，他要保持自己在意 
大利的威望又有什么困难呢1因为他们虽然为数众多，可是既弱 
小又胆怯，有的害怕教廷，有的害怕威尼斯人，①因此他们总是不 
得不紧跟法国国王，从而他只要借助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使自 
己稳如泰山对抗那些仍然是强大的势力。可是他一进入米兰却反 
其道而 行之; 他反而援助教皇亚历山大占据罗马尼阿， @ 他永远没 
有想到，由于此项决策使他失去了朋友和那些原来投靠他保护的 
人们，他削弱了自己的 势力； 而另一方面，教廷由于宗敎权力本身 
就获得很大的权威，现在法国国王又给他增加了巨大的世俗权力， 
于是势力大增。法国国王犯了头一个错误之后，不得不继续错下 
去，直到最后为了抑制亚历山大的野心，以及为了阻止他成为托斯 
卡纳的统治者，他甚至不得不亲自跑到意大利去。③他使教廷的势 
力大增并且失去了一些朋友却好象还不够似的，他一心垂涎那波 


①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在十四世纪末叶，通过势力扩张，变成意大利的两个最大 


的强国。 

② 教皇亚历山大，原名罗德里戈.博尔贾 (Rodrigo Borgia , 1431— 1503)， 通 
过贿略当选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 A 〖 esandro VI 在位：1492— 1503) ,使教皇 政权日 
益世俗化；他还通过其私生子切 萨雷. 博尔贾（即著名的瓦伦蒂诺公爵）以教廷保护人 
的资格，把意大利的罗马尼阿 ( R 0013 ^ 1 ^) 置于教廷的直接统治之下。但事实上，瓦伦 
蒂诺公爵企图将它变为@己的国家》 

③ 路易十二世于1502年7月回到寫大利，一部分原固愚制止瓦伦蒂漭公爵锻 
纊向抟斯卞納 f 张，同时也为 了准备 征腮那 波利志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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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王国，便同西班牙国王分割这个王国。 © 他原先是意大利的主 
宰，可是现在他带来一个伙伴，于是那个地方的野心家和心怀不满 
的人们在那里有申诉的地方了。而且他本来可以让一个向他纳贡 
的人 © 留在那个王国为王，可是他却把他撵走，而带来另一个人 
一——'个能够把自己赶走的人。 

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 
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 
但是，如果他们的能力有所不及，却千方百计硬是要这样干的话. 
那么，这就是错误而且要受到非难。因此，如果法国能够依靠自己 
的军队进攻那波利的话，它就不应该把那波利瓜分。如果说，法国 
所以同威尼斯人分割伦巴第，是因为法国借此在意大利贏得插足 
之地，因而做得对，那么，另一次的瓜分就应该受到非难，因为后一 
次瓜分并没有那种必要性为其辩解。 

因此，路易十二世犯有这样五个 错误： 他灭掉弱小的国家；扩 
大了在意大利的一个强国的势力；把最强有力的外 国人③ 引入意 
大利； 他既不驻节那里；又不遣送殖民到那里去。 

假使路易十二世不是由于夺取威尼斯人的领土从而犯了第六 
个错误的话，那么当他在世的时候，那些错误是不足以损害他的威 
望的。因为假如他不曾使教廷的势力扩大，不曾把西班牙人引入 

① 1500年11月路易十二世同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多二世” （ Ferdi - 
nando II ii 03«0^0，1452—1516)缔结格拉纳达 （ Granata ) 条约，商定把那波利夺取 
过来，法国和西班牙瓜分了那波利 ，但是 后来两个国王分裂，路易十二世战敗，法国人 
于1504年从所占领的那波利部分领土上被赶走。 

② 纳责的人 ( pensionario ) 或作“臣服的人”解，此指那波利的阿拉闵国王费代里 
科一世 (Federico I )。 

③ 指号称“天主教铯寶尔迪南多”的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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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那么他使威尼斯人屈服是理所当然和势所必然的。可是 
由于他已经采取了那些办法，他就决不应该同意让威尼斯灭 亡：因 
为如果威尼斯人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让他人对伦巴第打 主意； 因 
为威尼斯人除非使自己成为那里的主宰之外决不会同意这种企图 
的; 还因为，別国绝不会愿意从法国手中夺取伦巴第以便把它送给 
威尼斯人，而且不会有同两者为敌的勇气。 

如果有人说，法国国王路易是为了避免战争才把罗马尼阿让 
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那波利王国让给西班牙的。根据上述的 
理由，我回答说：人们决不应当为了逃避一场战争而听任发生混 
乱，因为战争不是这样逃避得了的，延宕时曰只是对自己不利而 
已，如果又有人引 证说: 法国国王答应了教皇，他援助教皇的事业 
就是以 C 教皇同意〕解除他的婚姻关系和让罗阿诺担任枢机主教作 
为交换条件。①关于这一点，以后论述君主的信义和应该怎样守 
信时，我将给以回答。 

因此，法国国王路易丧失了伦巴第就是由于没有遵守那些占 
有领土并且保持领土的人们所应当遵守的条件。这不是什么稀奇 
的事情，而只是理所当然和势所必至的。关于这件事情，当瓦作蒂 
诺 C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切萨雷•博尔贾②在老百姓中的通 

① 路易 十二世取得教皇亚历山大的认可，同其妻焦万娜 (路易 十一世之女、 査理 
八世的姊妹）离婚，以便于1499年同査理八世的遗孀（布列塔尼的安妮皇后）结婚，从 
而取得布列塔尼亚公国的统治扠，并由教皇同意罗阿诺 （ Roano , 1460—1510)，即 
“国王顾问” 乔治 • 达布瓦斯 （Giorgi d ' Amboise ) 由鲁恩总主教升任枢机主教◊另 
一方面，路易十二世则支持教皇对罗马尼阿的攻取。 

© 切 萨雷. 博尔贾 （Cesare Borgia , 1475或 1476— 1507)， 是罗德里戈 • 博尔 
贾(后 任教皇，称亚历山大六世）和罗马妇女万诺扎•代 •卡 塔内 （Vannozza dei 
Cattanei) 的私生子，后在亚历山大六世的支持下，1493年任西班牙瓦伦 西茈的 枢机主 
敎，1499年由法国闺王技予瓦伦蒂诺公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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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占领罗岛尼阿的时候，我在南特 (Nant 幻曾经 同罗阿诺枢机主 
教谈及。®他对我 说:意 大利人不懂得 战争； 我就回答他说，法国人 
不懂得政治，因为如果他们懂得政治的话，就不会让教廷的势力这 
样扩大。经验 表明： 教廷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强大势力是由法国 
造成的，而法国的崩溃是由它们造成的。由此可以得出一条永远 
没错或者罕有错误的一般 规律: 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 
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是由于他用尽心机否则就是使用武力促成 
的，而那个变成强大的人对于这两者都是猜疑的。 


①1500年马基雅维里第一次出使法国宫廷，有机会同罗阿诺枢机主教 （ cardi - 
Dale 4i Roano) 晤谈。 



第四章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所征 
服的大流士王国在亚历山大 
死后没有背叛其后继者 

有些人在考虑保有一个新获得的国家而存在的困难时，可能 
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①在几年间变成了亚洲的主宰， 
而且在他还没有完全征服亚洲的时候就死了，这样一来，全国发生 
叛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却继续保住 
江山，而且除了由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在他们当中出现困难之外，③ 
他们并没有遭遇到其他困难。对此，我回答说 :有史 以来的君主国 
都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统 治的： 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 
统治一一后者是承蒙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 
王国； 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后者拥有那种地位并不是 
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得来的。这种诸侯拥有他们 
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臣民。这些臣民把诸侯奉为主子，而且对他 
们有着自然的爱戴。至于那些由一位君主及其臣仆统治的国家， 
对他们的君主就更加尊敬了，因为人们认为在全国只有他是至尊 

① 亚历山大大帝 (Alessandro Magno ) ,指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位是公元 
前336—323)，通过战争控制 整个希 腊后;于公元前335年东征波斯，战败大流士三世 t 
南侵诶及，建亚历山大城；远征北印度，公元前325年从印度败退；死于巴比伦。 

②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其继承人为瓜分帝国内讧，经常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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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上的。如果他们服从其他任何人，他们只是把此人看作是代理 
人和官员，对他并不特别爱戴。 

在我们的时代里，关于这两种不同政体的例子就是土耳其皇 
帝和法兰西国王。土耳其皇帝的君主国是由一位主子统治的，其 
余的人都是他的臣仆。土耳其皇帝把他的王国划分为若干“州”®， 
他派遣各种行政官员到那里去，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或者撤 
换他们。但是法兰西国王却处在古来就有的一大群贵族当中，这 
些贵族又为他们的臣民所公认和爱戴，这些贵族又都拥有各自的 
特权。国王除非自己冒险行事，否则是不能够剥夺这些特权的。 
因此，一个人如果考察这两个国家，就会认识到要占领土耳其皇帝 
的国家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一旦予以征服，保有这个国家却是很容 
易的。反之，事实 证明： 从某些方面来说，占领法兰西这个国家是 
比较容易的，而要保有它却是困难的。 

占领土耳其皇帝的王国之所以困难，其原因在干入侵者不可 
能由王国的王侯们招唤进来，也不能够指望倚靠皇帝周围的人们 
叛变使其谋划获得便利。这是基于上述的理由，因为他们全是君 
主的奴隶和奴才，要收买他们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使把他们收买 
了，也不能够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大好处，因为他们不能够牵着 
人民跟随他们，其理由已如上述。因此，向土耳其进攻的人必须想 
到: 他将会遇到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 
是依靠別人的叛乱。但是如果一旦征服了土耳其皇帝，并且把他 
打傳一败涂地以致不能够重振旗鼓，那么除了君主的家族之外便 

© ‘‘ 州 ’’ 〈 “sangiaccati ”） 来自土耳其语“旗” （ “sangiaq ”）， 是土耳其行政区域 ，类 

似现代的省分，此名称沿用至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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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 


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君主的家族被灭绝之后，由于其他的人 
们原来都没有得到人民的信赖，因此再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了； 而且 
因为征服者在自己取得胜利之前并不曾依靠他们，从而其后也不 
需要害怕他们。 

在那些象法国那样统治的王国里，情况就恰好相反:因为在那 
里常常有不满份子和希望变革的人，如果你把这个王国的某些贵 
族争取过来，就很容易侵入那里。由于上述理由，这些人会为你的 
入侵开路，使你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如果以后想要保有这 
个国家，你就会遇到无限的困难，它来自那些曾经帮助你的人们和 
你已经打败的人们。你只是消灭了君主的家族，那是不够的，因为 
残存的贵族将成为新变革的首领。而且，由于你既不能使他们心 
满意足，又不能灭绝他们，因此，当他们的时机一旦到来的时候，你 
就会失去这个国家。 

现在，如果你考察一下大流士政府的性质，你就会察觉它同 
土耳其皇帝的王国相似;因此，亚历山大大帝首先必须把大流士完 
全打垮，并且从他手中把土地夺取过来。在赢得这样的胜利之后， 
大流士死了①，亚历山大大帝终于牢固地占有这个国家就是由于 
上述的理由。而且，假如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团结一致的话，他们 
本 来能够牢牢地并且安逸地享有这个国家，如果不是由于他们自 
己引起骚乱，那个王国是不会发生其他骚乱的。 

但是，那些象法国这样组织的国家，可就不能这样平稳地被占 


①大流士 ( Dario ) 指波斯国王大流士三肚 (Dario III , 在位是公元前337— 
330) ， 又名科多曼诺 ( Codomanno ) ，一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战败，公充前 
331年全军覆没，大流士逃脱，后被自己的州长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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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在西班乐、法国和希腊之所以屡次发生反罗马人的叛乱，就 
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面有无数的小王国。当他们的记忆尚未消失 
的时候，罗马人总是不能够稳然占有其地的。但是，一旦由于罗马 
帝国的权力和统治的长久性使他们的记忆烟消云散的时候，罗马 
人就成为这些地区牢固的占有者。后来，当罗马人之间发生内战 
的时候，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由于各自在这个国家的某一部分已 
经树立了权威，他就能够使那里的人们追随自己。而且由于以前 
的主子的家族已经灭绝，除了罗马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获得承 
认了。 

因此，当我们考虑到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对于下述情况便不会 
感到 惊讶： 亚历山大保持亚洲的领土颇为容易；而別的人，象皮尔 
罗①以及许多人，保全所获得的地方却有困难，这并不是由于胜利 
者的能力有大有小，而是由于被征服者的情况有所不同 使然。 


①皮尔罗 ( Pirro ，公元前 3 18 ( ? )-272 年），古希腊埃皮罗国王 (re deU ’ Epiro ) ， 
以军亊天才见称，在公元前279年曾以沉 S 损失为代价打败罗马军队，侵占西西里和 
南意。公元前275年终被罗马人战畋，公元前272年在希腊作战阵亡。 




第五章对于占领前在各自的 
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 
应当怎样统治 

如果被征服的国家，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向来习惯子在它们自 
己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的话，那么想要保有这种国家有三种办 
法: 其一是，把它们毁 灭掉; 其二是，亲自前往驻在 那里； 其三是，允 
许它们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同时要它们进贡并且在那个 
国家里面建立一个对你友好的寡头政府①。因为这样的一个政府 
是由君主建立的，它知道如果不倚靠他的友谊和力量，它就不能够 
继续存在，于是竭其全力拥护君主。而且如果君主想要保有一个 
向来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那么借助于这个城市的市民比依靠 
任何其他方法容易得多。 

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就是两个例子②。斯巴达人依靠在当地建 
立一个寡头政府来控制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结果仍然失掉雅典和 


① “寡头政府 ” （uno stato di pochi ) 意谓由被征服 的国家 的少数公民组成对征 
服者 效忠的 政府。 

② 此处指公元前斯巴达在战胜雅典的伯罗奔尼橄战争后的各国历史情况 o 当 
肘雅典建立了所谓“三十专制者”的政府，这些专制者很快躭被特拉西布洛 ( Trasibul0 ) 
在公元前403年搞掉。斯巴达人在公元前382年占领底比斯之后又采取同样方法，但 
是在公元前379年回到底比斯故国的贝洛皮达斯 ( Pelopidas ) 把十名专制者搞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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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比斯。罗马人为着保有卡普阿①、迦太基②和努曼齐阿③，把它 
们毁灭了，就没有失去它们。可是罗马人想同斯巴达人那样保有 
希腊，让它享有自由并且允许它的法律存在，他们却没有获得成 
功。因此，他们为着保有希腊，不得不把那个地区的许多城市加以 
破坏。因为要稳固地占有它们，除了毁灭它们之外，确实没有别的 
办法。从而任何人一旦成为一个城市的主子，如果这个城市原来 
习惯于自由的生活，而他不把这个城市消灭，他就是坐待它把自己 
消灭。因为这个城市在叛乱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的名义和它的 
古老的秩序作为借口。而这两者尽管经过悠久的岁月或者施恩授 
惠都不能够使人们忘怀。除非将那里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或者东 
离西散，否则无论你怎么办或者怎样预防，他们还是永远不会忘掉 
那个名义和那种秩序的，正如在佛罗伦萨人羁绊下百年后的皮萨 
一样，人们遇有任何不测之事就立即想起它们。 

但是如果一些城市或者地区在君主统治下生活惯了，而现在， 
君主的家族已经被消灭，那么，一方面由于它们现已习惯于服从， 
另一方面由于旧日的君主没有了，它们跋不能够意见一致地在它 
们当中另立一个君主，同时它们又不懂得怎样自由地生活。因此， 
它们掲竿而起是来得很慢的，从而使一位君主能够轻而易举地获 
得它们。但是在共和国里，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 
较切的复仇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 
平静下来。因此，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消灭掉，或者驻在 
那里 。 _ 


① 卡普阿 ( Capua ) 于公元前221年被毁灭。 

② 迦太基 ( Cartagine ) 于公元前146年被毁灭。 

③ 努曼齐亚 （ Numai ^ ia ) 于公元前133年被毁灭 0 



第六章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 
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 

当论述君主和国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国的时候，我援引最重大 
的事例，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异。因为人们几乎常在他人走过 
的道路上走，并且效法他人的事迹，虽然他们并不能够完完全全 
地沿着别人的道路或者不能够取得他们所效法的人的功效。然而 
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并且效法 
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 
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他要象那些聪明的射手 
那样行事，当他们察觉想要射击的目标看来距离太远，同时知道自 
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们瞄准时就比目标抬高一些，这并不是 
想把自己的箭头射到那样髙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于瞄准得那样 
高，就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 

因此我断言，在一个全新的君主国里——那儿是新君主的时 
候，为了保有这种国家而遇到的困难有大有小，这是按照获得这 
种国家的人的能力之大小而异的。由布衣一跃而为君主，就是以 
能力或者幸运为其前提条件，从而在这两者当中任何一者都会使 
得许多困难减轻几分，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最不倚靠幸运的人 
却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稳固的人。再说，如果君主没有其他领土 



__ 笫六章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 25 

而不得不亲身到那里驻扎下来的话，那就更为有利了。 

但是，淡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运嘛起成为君 
主的人们，我说最出类拔萃的范例是摩西①、居鲁士②、罗慕洛、提 
修斯以及如此之类的人们③。虽然关于摩西，因为他只是上帝托付 
给他的事务的执行者，我们不应该予以讨论，可是仅仅从那些优美 
的品质使他有资格同上帝谈话这一点说，他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赞 
叹。但当我们考察一下居鲁士以及其他获得了或者创建了王国的 
人们，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全都是值得钦佩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 
他们各自的行迹和作法，我们就会察觉这同摩西的行迩和作法并 
没有什么出入，虽然摩西有那样伟大的一位老师。当我们研究他 
们的行迹和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 :除了 获有机会之外，他们并没有 
依靠什么幸运，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 
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 
virtu dello animo ) 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 

会也会白白地放过。 

因此，对摩西说来，必须在埃及找到被埃及人奴役与压迫的以 
色列民族，他们为了从这种奴隶状态中摆脱出来，厫意追随他。而 


① 摩西 （ Moise ) 基督教圣经中的希伯来先知和立法者。 

② 居鲁士 (Salvo Ciro , 公元前 558 r —528) 波斯国王、波斯帝国奠基人。领导波 
期人出征，俘考梅迪国王，自公元前550年成为梅迪人和波斯人的国王，公元前539年 
征服巴比伦，成为巴比伦人的国王。 

③ 乌基雅维里在此处引用的人物，除居鲁士一人外,其他都是传说中的人物。 
西方学者对此有各种评论。但是这些传说中的某些人物及其事迹并不能肯定全部是 
没有历史根据的。特别是从西欧文化的历史背景与传说中和宗教上的人物在人们精 
神生活中占有的地位，马基雅维里的例示与分析显.然会产生吸引人的效果和特殊的说 
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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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慕洛则必须不再留在阿尔巴，并且必须在他出生的时候就被遗 
弃，日后他才能够成为罗马的国王和袓国的奠基者①。居鲁士则 
必须察觉波斯人对梅迪人的统治不满，同时梅迪人由于长时期处 
于和平状态从而变成柔顺软弱的人。至干提修斯②，如果不曾遇 
到涣散的雅典人，他就不能够发痒他的能力。因此这些机会使得 
这些人走了运，同时由于他们具有卓越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洞察这 
种机会，从而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的祖国增光并且为国造福。 

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 
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 
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 
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 
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这 
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 
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 
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 一 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 
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 
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 

① 罗篡洛 （ Romukr , 公元前735—716)，传说中罗马的莫基者和第一位国王。 
相传罗慕洛及瑞穆斯是阿尔巴-陸伽城風王的女儿和战神所生的双生子。因王弟篡位 
受到迫害，被投河中，为母狼所救在山洞哺育，并由牧羊人抚养成人。罗慕洛恢复统治 
权后在母狼晡育地，以本人名字创建罗马城并成为该城的第—个国王；并且“相传罗慕 
洛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给个人，每人大约一公琐（二罗马亩）”。罗马土地私有由此起海。 
(参看思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第 U 9 页^ 

② 提修斯 ( Teseo , 即 Thesus ) 是古希腊著名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和雅典 
国家的奥基者。他把原来分散的部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机关管理共 
同事务，产生了雅典民族的法律，从而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参看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第107页、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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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 
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 起来； 而另一方面，其他的 
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 
重重的。 

如果我们想透彻地探讨这件事情，那就必须研究这些革新者 
是依靠自己还是倚靠他人；换句话说，为着实现其鸿图大略，他们 
必须恳求人们，抑或是使用强迫的 方法； 在第一种场合，结果总 
是恶劣的，并且永远不会取得什么成就。但是如果他们依靠自己 
并且能够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就罕有危险。所以，所有武装的先 
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为，除了上述理由之 
外，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 化的； 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 
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事情必 
须这样安排：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 
假使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和罗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 

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季罗拉 
莫 • 萨沃纳罗拉修道士①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他的 
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 

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 
仰。所以，象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有着巨大的困难。他们的一 

①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 （ Fra ’ 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 , 
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1475年为多米尼加会修道士。五年后进佛罗伦萨圣马尔科修 
道院传教，抨击当时教会和教士腐化堕落 ，主 张改革和复兴宗教，并建立一个有效的共 
和政府。1491年萨沃纳罗拉成为圣马尔科院长，对佛罗伦萨政治影响曰增 3 1494年， 
自梅迪奇家族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后，萨沃纳罗拉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支配权，主持制定 
1494年 宪法； 至1497年为其全盛时期。但为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敌视，其勢力骒然削 
H 498 年作为异端者被捕，并被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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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艰险就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必须运用力量加以克服，而一旦 
克服了困难，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们消灭了那些对 
他们的髙位嫉妒的人们之后，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势、安全、尊 
荣和幸福了。 

在这些重要的例证之外，我想增添一个较小的例证。它同它 
们有某些共通之处。而且我认为这个例证可以作为所有其他这样 
一 类事例的代表，这就是锡拉库萨的耶罗内。①他从平民一跃而为 
锡拉库萨的 君主； 他除了抓着时机之外并没有依靠其他什么幸运。 
因为锡拉库萨人当时遭受压迫，于是选择他作为他们的军事首领， 
后来由于崇德报功便把他拥立为王。他甚至在身为平民的时候就 
有巨大的能力，以至一个论述他的人说道 :“他 做国王，除需要有领 
土之外，本身无所不备”。 © 他解散了旧的军队，组织新的军队，抛 
弃了旧的友谊，另缔新交。由于他有了自己的盟友和军队，他就能 
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任何一座大廈。因此，虽然他在取得王 
国的时候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是他在保持王国的时候，就很少 
困难了。 


①耶罗内 (lerone Siracusano, 公元前 308?— 215) ， 此处指锡拉库萨的暴君耶 
罗内二世（在位：公元前 269—215)。 

@ 原文： “quod nihil ill i dee rat ad regnandum praeter regnum w 0 此语引 
自第三&纪罗马史学家査斯丁尼 （M. J. Jusdnus) 所著《历史 》(«Historiarum Philip- 
picaruai»)。 正确的原文应该是： “ut nihil ei regium deesse praeter regnum vide- 
retur，” 见 该书第 23 章第 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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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光靠幸运，从平民掘起成为君主的人们，在发迹时并不很 
辛苦劳痒，但是保持其地位时就很辛苦劳痒了。当他们在途中的 
时候并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们是在那里飞翔。可是等到他们落 
脚之后，一切困难就应运而生了。那些依靠金钱或者由于他人的 
恩惠賜与而获得某一国家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人。在希腊的伊奧尼 
亚和赫莱斯蓬等城市，就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在这些城市里，他们 
是由大流士立为君主的，为的是使他们为着大流士的安全和荣誉 
而保有这些城市。还有那些依靠收买军队，从平民跃登宝座的皇 
帝们亦复如此。 

这些统治者都是单纯依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 
而这两者都是变化无常、毫不稳定的。这类人既不懂得怎样去保 
持而且也不可能保持他们的地位。他们之所以不懂得，因为除非 
他们是具有卓越才智和能力的人，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那些先前常 
常过着平民生活的人们懂得怎样发号施令；他们之所以不能够保 
有国家，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对自己友好的和忠诚的武力。再说，遽 
然勃兴的国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长大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不 
能够根深蒂固、枝桠交错，一旦遇到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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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象刚才说过的，那些突然之间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是很有能 
力的人，他们知道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保持由幸运投到他们怀中之 
物，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奠定基础——这些基础在他人说来是在 
作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的。 

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幸运而成为君主这两种方法， 
我想提出尚在我们脑海中的两个例子。这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 
尔扎和切萨雷 •溥尔 贾这两个人。弗朗切斯科运用适当的手段， 
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公爵。他取得其地位 
时备极辛苦，事后保持其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了。另方面，那位被 
老百姓称为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却是依靠他父亲的好运而取得 
那个国家的。可是后来由于这种好运消失，他也就亡国了，尽管他 
在这个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国家里，为着使自己 
能够在那里扎根，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并且凡是一个明智能干的 
人应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因为，正如以上所述，一个人如果在 
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 
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是很危险的。 
所以如果考察一下公爵的全部进展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为 
着他的未来的杈力奠定牟固的基础。我认为讨论这件事并不是多 
余的。因为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 
新君主还有什么更好的教训。再说，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 
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①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了提高他的儿子瓦伦蒂诺公爵的权力地 

①此处指切萨雷•博尔贾当其父數皇亚历山大六世死时，本人正患病 
(15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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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遭遇到当时的和后来的重重困难。第一，他想不出什么法子能 
够使他的儿子成为不是教皇辖地的任何一个国家的 君主； 他知道， 
如果他要夺取本来属于教皇辖地的地域，米兰公爵和威尼斯人是 
不会同意的，因为法恩扎①和里米诺②都已经在威尼斯人的保护之 
下。除此之外，他知道意大利的军队，特别是本来可能帮助他的军 
队，全部掌握在那些可能害怕教皇势力扩大的人们手里，这些人是 
奥尔西尼家族 ® 和科隆内家族@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因此他不能够 
侬靠他们。所以，为了成为这些国家的一部分地区的主宰，他有必 
要打乱这种秩序，并且使他们的国家混乱不堪。对他来说，这是容 
易不过的，因为他察觉到威尼斯人由于其他理由所驱使，愿意再度 
把法国人招回意大利。他不但不反对这样作，而且还帮助法国国 
王路易解除了以前的婚姻关系，使事情更好办。于是法国国王在 
威尼斯人的帮助和亚历山大教皇的同意之下，长驱直入意大利。 
路易刚刚到达米兰•教皇为了夺取罗马尼阿便向他借兵，而罗马尼 
阿慑于法国国王的威名，便向教皇屈服了。 

因此，瓦伦蒂诺公爵在夺取罗马尼阿，打败科伦内家族之后， 
想要保有获得的地方并且继续前进，就遇到两重 障碍： 其一是，他 
自己的军队看来并不忠诚；其次是，法国的意愿，这就是说，他恐怕 
自己迄今利用的奥尔西尼家族的军队背弃他，这支军队不但可能 


① 法恩扎 （Faen za ) 意大利北部古城市。 

② 里米诺 （ Rimino ) 意大利古城市，今称里米尼。 

③ 奥尔西尼 （ Orsinc ) 家族，在十三世纪在罗马兴起，投身于军职，很多人任雇诩 
军的首领，受雇于切萨雷_博尔贾。 

④ 科隆内 （ Colonnesi ) 家族，中 it 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居统治地位的家族，在 
军界占有重要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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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他更有所获，甚至可能搂取他已经赢得的一切，他恐怕法国 
国王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丘之貉。当他夺得了法恩扎之后进攻波洛 
尼亚的时候,他发现奥尔西尼家族对这次进攻的态度冷冰冰的，他 
对奥尔西尼就有了一个答案。当他拿下乌尔比诺公国之后进攻托 
斯卡纳的时候，法国国王阻止他的这项事业，于是瓦伦蒂诺公爵就 
看透国王的肺腑了。公爵决定再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运了。 

公爵所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削弱奥尔西尼和科隆内这两个 
家族在罗马的党羽。为此目的，他笼络所有属于他们党羽的贵族 
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贵族，给予重重的赏賜，并且按照他们的等 
级地位使他们荣任文官武尉。这样一来，他们原来对那些党派的 
感情，几个月间在他们心中烟消云散，而完全转过来向着公爵了。 
其后，当他把科隆内家族的人们解散之佘，便等待时机以便消灭奧 
尔西尼家族。这个机会果然不久就到来了。他很好地利用了它。 
因为奥尔西尼（虽然为时已晚)终于察 觉到： 公爵和教廷的势力扩 
大，就意味着自己的灭亡，于是在佩鲁贾的马焦内村举行了一次会 
议①。结果，在乌尔比诺的叛乱和罗马尼阿的骚动爆发了，它们给 
公爵带来无限的危险。然而所有这一切危险在法国的帮助下他都 
克服了。公爵在恢复了他的声威之后，因为不愿由于依赖法国或 
其他外力而陷入危险之中，他便诉诸诡计。他深深懂得怎样掩饰 
自己的心意，他不惜献尽殷勤，笼络保罗 • 奧尔西尼②，奉送金钱、 


① 1502年】0月9日在意大利佩鲁贾附近的小村庄马焦内那里举行会议。由奥 
尔西尼家族、波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族以及其他受到切萨雷 • 博尔贾的野心威胁的 
势力，结成了反博尔贾联盟。 

② 保罗. 奥尔西尼 (Signor Paolo 〔 Orsine 〕 是奥尔西尼家族的头头之一，拥有 
军事力量，于1502年被切萨雷 • 博尔贾杀害于西尼加利亚 ( Sinigaglia )。 



笟七章论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 


33 


服饰和骏马，从而通过保罗的斡旋，使奧尔西尼的人同自己和好， 
而且由于他们的单纯使他们在西尼加利亚落入公爵的掌中。公爵 
消灭了这些首领并且使他们的党羽变成自己的朋友之后，他据有 
罗马尼阿全境和乌尔比诺公国，这就给自己的权力打下很好的基 
础。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贏得罗马尼阿人的友谊，并且贏得所 
有这些人民的支持，因为人们现在已开始尝到他们幸福生活的 
甜头。 

因为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而且值得他人效法，所以我想不应该 
把它略而不谈。当公爵占领罗马尼阿的时候，他察觉罗马尼阿过 
去是在一些孱弱的首领们统治之下，他们与其说是 统治池 们的属 
民，倒不如说是掠夺属民，给他们制造种种事端，使他们分崩离析 
而不是团结一致，以致地方上充满了盗贼、纷争和各式各样横行霸 
道的事情。他想使当地恢复安宁并服从王权，认为必需给他们建立 
一个好的政府，于是他选拔了一个冷酷而机敏的人物雷米罗•德 • 
奥尔科①，并授予全权。这个人在短时期内恢复了地方的安宁与 
统一，因此获得极大的声誉。可是公爵后来因为害怕引起仇恨，认 
定再没有必要给他这样过分大的权力。于是他在这个地区的中心 
设立了一个人民法庭③，委派了一名最优秀的庭长，在那里每一个 
城市都设有他们自己的辩护人。因为他知道，过去的严酷已经弓1 
起人们对他怀有某些仇恨。为此，他要涤荡人民心中的块垒，把他 
们全部争取过来。他想要表明:如果过去发生任何残忍行为，那并 

① 雷米罗 •德. 奥尔科 (Remirro de Oreo ) 原为切萨雷 • 博尔贾的军官，彳501 
年被派住罗钚尼阿代理博尔贾统治。1502年12月22日被投狱，26日被处决。 

② 人民法庭 (iudicio civile ) 建立于1502年月至11月之间，由平民的法律家 
组成 ，与军事法庭相对待，而不是与刑事法庭相对待的民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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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由他发动的，而是来自他的大臣刻薄的天性。他抓着上述时 
机，在一个早晨使雷米罗被斫为两段，曝尸在切塞纳的广场上，① 
在他身旁放着一块木头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这种凶残的景象使 
得人民既感到痛快淋漓，同时又惊讶恐惧。 

但是，让我们回到我们扯开的地方来吧！我说，这时公爵觉得 
自己十分强有力了，而且有几分把握，能够免于当前的危险，因为 
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方法武装 起来; 加之，他已经把邻近可能侵犯自 
己的武力大部分消灭了。如果他想继续进行征服的话，他就必须 
考虑法国国王问题。因为他知道，法国国王察觉自己犯了错误为 
时已晚，再不会支援他了。因此，公爵开始寻求新的盟友。当法国 
向那波利王国进军反对正在围攻加埃塔的西班牙人的时候，公爵 
敷衍法国，他的意图就是保住自己的安全以免法国为患。关于这 
一点，如果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世的话，公爵本来会迅速地获得成 
功的。 

对当前的事件，公爵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这些。但是对于将来， 
他不能不忧惧重重。第一件事是，教廷的新继承人可能对他不友 
好，而且可能企图夺回亚历山大教皇已经给他的东西。因此，他考 
虑采取四条办法。其一,把那些他已经废黜的统治者的家族灭绝, 
使教皇无可乘之机。其二，正如上面所述，把罗马的贵族全部争取 
到自己一边，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抑制教皇。其三,尽可能使枢机 
主教团②更加倒向自己。其四，趁着教皇未死的时候取得更大的统 

①当时马基雅维里正在作为佛罗伦萨的使者在切塞纳的切萨雷•博尔贾的宫 
廷^在1502年12月23日、26日向佛罗伦萨所作的书面拫告中，他谈及雷米罗被囚和 
民众对雷米罗的反感，以及目击曝尸实况 3 马基雅维里对处决的作法没有任何反患。 

③教皇是由枢机主教团选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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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权，以便能够依靠自己抵御最初的进攻。在这四件事情当中，当 
亚历山大教皇去世时，公爵已经完成了三件事;第四件事也差不多 
完成了，因为对于那些被废黜的统治者，只要他能够杀多少就已经 
杀多少了，只有极少数幸免 于难； 同时罗马的贵族也已经被他争取 
过来，而且在枢机主教团里面极大部分人是他的同党。至于进行 
新的征服问题，他决计成为托斯卡纳的主宰。他已经占领了佩鲁 
贾和皮奥姆比诺，并且已经把皮萨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他一旦 
不再需要顾虑法国（他实在无需继续顾虑，因为法国人已经被西班 
牙人驱逐出那波利王国，这就使得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不 
向他买好），他就立即攫取皮萨。继此之后，卢卡和锡耶纳一来由 
于对佛罗伦萨人的妒忌，二来出于恐惧，都会立即投降。对此，佛 
罗伦萨人不会有什么补救办法。如果他的这些计划实现了（他在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那一年是获得成功的），他就会取得巨大的 
权力和声望，他可以自立，不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运，而是依靠 
自己的力量和能力。 

但是在公爵开始拔剑之后的第五年，亚历山大教皇就死了。他 
给公爵留下了罗马尼阿这个国家，在两个强大的敌军之间，只有它 
是巩固的，其佘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而且公爵自己病人膏肓。① 
可是公爵既勇猛又有能力，并且深知:怎样能够把人们争取过 
来、或者怎样就会丧失人们，而且他在短促的时期内所建立的基础 
又是那样巩固，假使他没有那些敌军在他背后，②或者他身体健 

①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498年已任命其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神圣教会保护 
人 ，， (Gonfaloniere di Santa Chiesa )。 其后博尔贾在酒中放毒拟毒死某些敌人，但 
亚历山大和博尔贾自己误饮，亚历山大致死于1503年，博尔贾亦得重病。 

② 指法国和西班牙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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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那么他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而且，我们从罗马尼阿人继续 
等候他等了一个多月这件事看来，他的基础是牢固的。在罗马，他 
虽然只是半生半死，可是他的地位仍然是稳固的。虽然巴利奧 
尼①人、维泰利②人和奥尔西尼人进入罗马，可是他们找不到追随 
者反对公爵。如果说公爵没有能够使他属意的人成为教皇，但他 
至少能够阻止他不喜欢的人被选为教皇。可是假使在亚历山大教 
皇死时公爵身体康健，那么，一切事情都好办。在朱利奥二世当选 
教皇④的一天，公爵告诉我说，他事先已经预感到他的父亲死时可 
能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事前已经找到了万全的对策，唯独从没有 
料想到他父亲死时他自己也会瀕临死亡。 

当我回顾公爵的一切行动之后，我认为他没有可以非难之处。 
恰好相反，我觉得应当象我在上面提出的把公爵提出来，让那些由 
于幸运或者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取得统治权的一切人效法。因为他 
具有至大至刚的勇气和崇高的目的，他只能采取这种行动，舍此别 
无他途。只是由于亚历山大短命和他本人患病，才使他的鸿图终 
成画饼。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 
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 
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够或者 
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采用新的办法把旧制度加以革新，既 
有严峻一面又能使人感恩，要宽宏大量且慷慨好施,要摧毁不忠诚 
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要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 

① 巴利奥尼 ( Baglioni ) 十五世纪佩鲁贾的统治家族的姓。 

② 维泰利 (Niccolo Vitelli ), —个雇佣兵队长的家族的姓。 

③ 1503年亚历山大六世死后，选出庇护三坻继位，未就任即去世，另选朱利奥二 
世继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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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殷勤地帮助自己，或者诚惶诚恐不敢得罪自己，那么，他苒 
找不到比公爵这个人的行动更生动活泼的范例了。 

我们可以用来责难公爵的，唯有选举朱利奥当教皇这一件事 
情。在这次选举中他选择错了，因为，正如我已经谈到的，他本来 
能够胆止任何人当选为教皇，他如果不能够选举一个使自己称心 
满意的教皇，他也绝不应该同意选举任何一个自己已经得罪的枢 
机主教或者一个当上教皇就会害怕自己的枢机主教来担任教皇， 
因为人们出于恐惧或者出干仇恨都会损害你的。在公爵所曾经开 
罪的人们当中，有圣 • 皮耶罗_阿德 • 温库拉①、科隆纳②、圣 •乔 
治③和阿斯卡尼奧④等人。除了罗阿诺和西班牙人⑤之外，其余 
的人一旦当上教皇，势必害怕公爵。——至于西班牙人则由于他 
们的同盟关系和对他负有义务，罗阿诺则由于自己同法兰西王国 
的关系，才享有权力，所以是个例外。因此，公爵本来应该选择一 
个西班牙人当教皇⑥。如果这一点办不到，他就应该赞同选立罗 
阿诺，而不是选举圣 • 皮耶罗 • 阿德‘温库拉。如果任何人相信 
给以新的恩惠就会使一个大人物忘却旧日的损害，他就是欺骗自 


① 圣.皮耶罗.阿德 • 温库拉 (San Piero ad Vincula ) , 枢机主教，即朱利阿 
诺.德拉.罗韦雷，按习惯以其任职的教会堂区的名字命名；1503年当选教皇后，称朱 

利奥二世，参见前第2章注及本章前注。 

② 科隆纳 (Colonna) 即焦 万尼. 科隆纳 (Giovanni Colonna) 枢机主教。 

③ 圣•乔治 （San Giorgio ) ,枢机主教，即拉斐勒•里亚里奥 （Raffaelle 
Riario)， 其命名同前。 

④ 阿斯卡尼奥 ( Ascanio ) 即阿尔卡尼奧 _斯福尔扎 （Ascanio Sforza ) 枢机 
主教。 

⑤ 西班牙人特指 西班牙 的枢机 主教。 

⑥ 教皇是由枢机主教团选举的，博尔贾当然无扠选举，伹在枢机主教团选择上， 
他可以施加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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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因此，公爵在这次教皇的选举中犯了错误，这就是他终于灭亡 
的原因。① 


①关于此一结论，一些现 代意大 利史学者认为不符合事实。博尔贾的宍败六邵 
分由于道傳 上的反 动以及他的行动所引起的仇恨和恐惧的浪潮。 




第八章论以邪恶之道 
获得君权的人们 

但是，从平民的地位掘起，成为君主的方法还有其他两个—— 
这两个方法都不能够完全归诸幸运或者能力之属，因此我觉得对 
于这两者不应该略而不谈，虽然其中一个方法，当我论述共和国的 
时候还可以更详尽地加以讨论。$这两个方法 就是： 一个人依靠 
某种邪恶而卑鄙的方法登上统治 地位； 或者一个平民依靠他的同 
胞们的帮助，一跃而为祖国的君主。在讨论第一个方法的时候，我 
将举两个例子作为 说明： 一个是古代的，另一个是现代的。我认 
为，对于那些必须效法他们的人来说，这两个例子就足够了，而无 
需更进一步探讨这种方法的功罪 3 

西西里人阿加托克雷@不仅是从平民的地位，而且是从下等 
而卑贱的地位崛起，成为锡拉库萨国王的。这个人是一个陶工的 
儿子，在他一生的各 个时期 都过着邪恶的生活。可是他的邪恶行 
径同时在身心两方面具有巨大的力量，因此，他投身军界之后，经 

① 关于共和国的问題， 马基雅 维里在<李维史论》中有所论述，但该书不是专论 
共和国的，因此马基雅维里是杏另有关于此一问题的专著，迄今存疑。 

② 阿加托克雷 ( Agatode ， 公元前361 — 289) ，西西里人，锡拉库萨 ( Siracusa 〉 的 
暴君（公元前 316— 304)，后成为希腊西西里国王（公元前 304—289), 支配西西里岛的 
大部分^公元前310年出征非洲 获胜； 后回归西西里，完成其专制的统治(钤元前305 
年)> 以后入 ft * 大利本 土和科 尔西拉公元前 30 Q -29 ?) t 



过各个级别，擢升为锡拉库萨地方执政官。当他取得这个职位的 
时候,他就决心要当上国王，并且打算依靠暴力而不依靠他人的帮 
助，保有大家同意给他的一切为此，他使迦太基人阿米尔卡雷 ® 
对他这个计划有所理解，——当时阿米尔卡雷率领他的军队正在 
西西里作战。他在一个早上召集了锡拉库萨的人民和元老院，似 
乎要同他们商讨关于共和国国事似的，可是在发出一个约定的信 
号的时候，就让他的士兵把元老院全体元老和最富豪的人们统统 
杀掉。这些人死了，他没有遇到市民的任何反抗，就夺得了并且继 
续保有这个城市的统治权。而且，虽然他被迦太基人打败了两次， 
该城市最后被围攻，可是他不但能够保卫他的城市，而且除了留下 
一部分人马从事抵御围城之外，以其余兵力进攻非洲。这样一来， 
他在短期内就解除了锡拉库萨之围，并且使迦太基人陷入极端窘 
境，被迫同阿加托克雷讲和，迦太基人占有非洲就满足了，而把西 
西里让给阿加托克雷。 

因此，任何人考察阿加托克雷这个人的行动与生涯，③就会察 
觉到他毫无或者很少可以归功于幸运之处。因为，正如上面所说 
的，他取得了君权并不是依靠他人的好意，而是经历无数的艰难险 
咀，在军队中逐级提升得 来的； 其后他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则是有 
赖于许多勇敢的冒着风险的决策。但是，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 
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够称作有能力 ® 的。 

① 取得完老院和人民€同意他就能够成为 君主， 但是他不愿对他们承担义务3 

② 阿米尔卡雷 ( Amilcare ， 即 Hamilcar ), 公元前五世纪迦太基将领，远征西西 
里，战败于杰隆 ( Gdon )。 

③ 此处 4 * 生涯” （vita)， 系从 马里奥_ 本凡蒂尼校订本及奎 多 * 马佐尼校订本 P 
有的版本作“能力” ( virtii ) # 

④ 此处“能力” (“virtCt”) 的涵义包括遵义上的优越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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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赢得统治扠，但是不能赢得光荣。不过，如 
果考虑到阿加托克雷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难、克服困难 
的大勇，我们就觉得没有理由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最卓越的将领逊 
色。然而他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胜数的恶劣行为，不允 
许他跻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因此，我们就不能够 
把他不是依靠幸运或能力而得的成就归功于幸运或者才能。 

在我们的时代里，当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期间，费尔莫市民奧利 
韦罗托①幼年时是一个无父的孤儿，由他的叫作焦万尼 * 福利亚 
尼的舅父抚养。在他童年的时代，他的舅父就把他送到保罗•维 
泰利@部下当兵，希望他在保罗 * 维泰利的训练下，能够在军界里 
取得显赫的地位。保罗死后，他在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⑧部下从 
军。由于他的机智和身强胆壮，他在极短的期间内就成为维泰洛佐 
军队中的第一号人物。但是他觉得在他人底下服役是卑贱的事情， 
于是下定决心，在费尔莫某些市民的援助下(这些人认为奴役胜过 
他们国家的自由），并且在维泰洛佐的赞助下，要占领费尔莫。因 
此他写信给焦万尼 * 福利亚尼说，因为离乡背井已经多年，自己希 
望回去探望他和故乡，并且稍为看看自己的袓产;他又说，他汲汲 
以求的，除了荣誉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为着使他的市民同胞 
知道他并没有虚度光阴，他希望由他的朋友和侍从组成一百名骑 


①奧利韦罗托 (Oliverotto da Fermo) ， 姓欧弗雷杜奇 ( Euffreducd )。 马基雅 
维里论述的事件发生于1501年12月。其后在1502年12月31日，奥利韦罗托在西 
尼加利亚被切萨雷 * 博尔贾杀害。 

@保罗 * 维泰利 (Paolo Vitelli )， 在对皮萨的战争中任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将领， 

后因涉有背叛嫌疑被捕，年10月在佛罗伦萨处决。 

③维泰洛佐.维泰利 (Vittellozo ViUelii )， 1502年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 • 

博尔贾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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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伴送荣归故里，他请求他的與父从事安排，使他受到费尔莫市民 
荣誉的接待，而这一切不仅是他的荣誉，同时也是焦万尼本人的荣 
誉，因为他是焦万尼养育的孩子。 

因此，焦万尼分毫不差地尽了对于他的外甥应尽的责任，使他 
受到费尔莫市的人们荣耀的接待，请他住到他自己的家里。奥利韦 
罗托在那里过了几天，为自己将来的阴谋诡计作好了必要的秘密 
安排之后，他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了焦万尼 • 福利亚尼和费 
尔莫市的一些首要人物出席。 © 当吃过酒肴以及这种宴会所常有 
的其他余兴完毕之后，奧利韦罗托装模作样地开始发表某种重要 
讲话，大说特说教皇亚历山大和他的儿子切萨雷的伟大，以及他们 
的鸿图伟业。当焦万尼和其他的人们对于他这个讲话作答之后，奥 
利韦罗托立刻站起来说，这些事情应当在较为秘密的地方进行讨 
论。于是他自己退入一个房间里去，焦万尼和所有其他的人也都 
跟随他进去了。可是他们刚要坐下来，士兵们就从密藏的地方涌 
上来，把焦万尼和所有其佘的人统统杀了。在这次谋杀之后，奧利 
韦罗托就跨上马背，在市里往来驰骋，把宫廷中的最高长官 围困起 
来，使他们惊骇恐惧，不得不唯命是从，并且确认由他本人当君主 
的政府。他把所有那些心怀不满可能加害于他的人们全部杀掉， 
同时颁布关于民政和军政的新的规章制度，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这 
样一来，他在保有这个王国的一年中，不但在费尔莫这个城市之内 
安全不过，而且使所有的邻国都害怕他。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提过 
的，当切萨雷 • 博尔贾在西尼加利亚征服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 
人们的时候，如果奥利韦罗托没有上博尔贾的当，他的灭亡就会象 

①这是在耶稣诞辰的第二天，即1501年12月26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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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托克雷的灭亡一样困难了。因此，在奥利韦罗托杀亲以后一 
年，他本人以及他在善恶方面拜作老师的维泰洛佐一道被绞死了。 
有些人可能感到 奇怪： 为什么阿加托克雷和某些象他一类的 


人们，为人无限奸诈1残暴，后来却能够长时期地在他们本国安全 
地生活下去，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的侵害，而且他本国的公民也 
从没有阴谋反对他们；而与此相反，其他许多人，依靠残暴的方法， 


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够保有他们的国家。至于在胜败未卜的战 
争时期内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恶劣 
地使用残暴手段使然。如果可以把坏事称为好事的话，妥善使用 
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而使用残暴手段，除 
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恶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 
说，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倶增，而 
不是日渐减少。采取上述第一种办法的人们，如同阿加托克雷那 
样 9 由于神与人的帮助，对于他们的地位会获得某种补益，而采取 
另一种办法的人们却不可能自保。 

由此可见，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 
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 
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这样一来，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 
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 
取 过来; 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怯懦或者听从坏的建议不这样做， 
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而且他永远不能够信赖他的 
老百姓，而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因为 
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 
些； 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賜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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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惠的滋味。总之，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在人民当中生 
活，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不论是好的或者坏的，迫使自己改 
弦易辙 ®， 因为如果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是在不利时期发生的，这时 
你采取严酷手段就太晚了，而你作好事也帮助不了你自己，因为人 
们认为你是被迫如此，你是不会因此得到任何的感谢的。 


①指改变上述关干从事损害行为和布惠施恩的政策。 



第九章论市民的君主国 

现在谈另一种 情况： 如果一个平民的市民，不是依靠罪恶之道 
或者其他难堪的凶暴行为，而是由于获得本土其他市民的赞助而 
成为本国的君主，这种国家可以称之为市民的君主国。要取得这 
种地位，一个人既不完全依靠能力，也不完全依靠幸运，需要的倒 
是一种幸运的机灵 (una astuzia fortunata )。 我认为，取得这种君 

权，不是由于获得人民的赞助就是由于获得贵族的赞助，因为在 
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两个互相对立的党派；这是由于人民不 
愿意被贵族统治与压迫，而贵族 则要 求统治与压迫人民。由于这 
两种相反的愿望，于是在城市里就产生下述三种结果之一，不是 
君主权 ( P r i nci P ato )， 就是自主权 ( l ibert &)， 否则就是无政府状态 
( licenzia )。 君主政体，不是由人民建立，就是由贵族建立，这要看 
在这两方当中哪一方获有机会。当贵族看见自己不能够抗拒人民 
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抬髙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使他当 
上君主，以便他们在他的庇荫下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 
当人民察觉自己不能够抵抗贵族的时候，也抬髙他们当中某一个 
人的声望，并且抉他做君主，以便能够依靠他的权力保卫他们。一 
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获得君权 
更难于继续保持其地位。因为君主发觉自己周围有许多人自以为 
同他是平等的，因此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指摔他们或者 


管理他们。 

但是如果一个人是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 
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在自己周围并没有-个人不准备服从自己或 
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的。除此之外，一个君主如果公 
平处理事情而不损害他人，就不能够满足贵族的欲望，但是却能够 
使人民感到满足。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前者 
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而后者却希望进行压迫。再说，如果人民 
满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因为人民为数众多；另一方 
面，君主能够使自己安全地对付贵族，因为贵族人数甚少。君主 
能够预料到那些敌对的人民干出最坏的事情，就是他们将来把自 
己拋弃了。但是，对于那些敌对的贵族，君主不仅害怕他们抛弃自 
己，还害怕他们会起来反对自己。因为贵族在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 
得更深远而且更敏锐，常常能够及时使自己得救，而且从他们所预 
期的将会赢得胜利的一方取得帮助。此外，君主总是不得不和上 
述的平民在一起生活，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贵族，君主也能够过得很 
好，因为他能够随时设立或者废黜贵族，并且能够随心所欲给予 
或者抹掉他们的名声。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件事情，我认为对于贵族应该主要地从 
下述两种方式着眼进行考察：他们支配自己行动的方式使他们自 
己完全依靠你的运气，抑或不是这样。对于那些这样约束自己而 
不是贪婪的人们，你应该给以光荣并加以爱护；而对于不是这样约 
束自己的人们，你可以从下述两种方式着眼进行检验。这就是说， 
池们这样做可能是由于胆怯或者天生缺乏勇气使然。在这种情况 
F ， 你应该利用他们，特别是利用那些能够给你提出有益意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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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因为，这样一来，当你隆盛的时候，他们会尊敬你，而当你处在 
逆境的时候，你也无需畏惧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是为了野心勃勃 
的目的，故意不依靠你，这是一个征象，表明他们为自己着想比替 
你着想得更多。君主就应该防范这类人，并且把他们当作公开的 
敌人那样加以警惕，因为在君主不利时期，他们总是出来帮助把君 
主灭掉。 

因此，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 
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压迫，君主是能 
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 
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他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 
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他就轻而易举地做到 
这一点。因为人们原来预料要受到他的损害而现在从他那里得到 
了好处，他们对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 接近; 人民立即对他充满了好 
感，胜过那些赞助他登上王位的人们。而且君主要贏得人民的好 
感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根据各种情况而互不相同，我们不能够 
制作出一定之规,因此现在就不谈了。我只是 断言: 君主必须同人 
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 

斯巴达国王纳比德①，抵御了全希腊人和一支罗马常胜军的 
围攻，保卫了他的国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们侵害;当危难降临他 
头上的时候，他需要做的不过是使少数人无能为害;但是假使人民 
已经同他敌对的话，这就不够了。对于我的这条见解，谁都不要 
拿一句陈腐的 谚语： “以人民为基础，譬如筑室于泥沙”来进行反 

①纳比德 ( Nabide ) ，斯巴达国王(在 位: 公元前206或207— 192) ，以贪婪、酷虐 
著名。后被罗马军暗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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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因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深信当 
自己受敌人或者官吏压迫的时候人民将会解救自己，那末这句谚 
语是中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同罗马的格拉奇 ® 和佛罗伦萨的 
乔治•斯卡利②的遭遇一样，他往往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如 
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 
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其精神 
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 
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 

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 Coniine civile ) 转向专制政治 
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 
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 
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侬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 
的意志；而后者 ，特 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 
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 
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 
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 
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 
情 况作为根据。 因 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 
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 


①格拉奇 ( Gracchi ) 指由平民选出的有名的古罗马护民官格拉古兄弟蒂 贝里奥 
和卡伊奧 ( Tiberio 和 Caio Graeco , 公元前 163—133, 153—121〉。二人分别于公元 
前133年和121年，在罗马贵族所挑起的反对他们的骚乱中被杀害；他们曾经采取一 
些有利于平民的措施，但似乎未获得人民的坚决支持。 

③乔治 • 斯卡利 (Giorgio Scaii )， 十四世纪，佛罗伦萨下层民众领袖之-，与汤 
姆马索 • 斯托齐 （Tommaso Storzzi ) 结党 4 于 13 S 2 年1月17日被捕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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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 
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 
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 
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子国家和 
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 




第十章应该怎样衡量一切 
君主国的力量 

在研究这些君主国性质的时候，必须考虑另一点，也就是说, 
一个君主在困难的时候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抑或 
是常常需要他人的援助。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要说 ：我认 
为如舉由于人口众多或者财力充裕能够募集足够的军队，同任何 
入寇者决战于疆场，他们就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的人。 
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不能够同敌人决战于疆场，而只是被迫躲 
在城墙后面进行防御，他们就是常常需要他人援助的人。关于第 
一种情况，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以后遇有机会，我们还需要再谈一 
谈。关于第二种情况，我只有鼓励这种君主为自己的城市森严壁 
垒 、备足 粮草，对于乡村则不要有任何顾虑，除此以外，我再没有什 
么话可说的了。任何人如果给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至于同 
臣民的关系则依照上面指出的、以后还要谈到的方法进行处理，那 
么人们向他进攻总得慎重考虑一番，因为人们对于一项计划如杲 
预见其中有困难总是不喜欢的，而且君主已经给他的城市作好了 
城防工事，同时他的人民又不仇恨他，如要对这样一位君主进攻， 
可以预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德国的各个城市是享有完全自由的，它们的农地很少，它们认 





第十章应该怎样衡量一切君主国的力量 

为合适的时候就服从皇帝。但是它们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在它 
们邻近的其他任何统治者，因为他们已经作好了城防工事，以致谁 
都知道要攻陷这种城市定将旷日持久，困难重重。因为所有这些 
城市都筑有适当的壕沟与城垣，配备足够的大炮，在公家仓库里经 
常储备足供一年之需的粮食和燃料，除此之外，为着使老百姓得到 
温饱同时公家也没有损失，它们总是有办法在一年中让老百姓可 
以在关系该城市命脉的劳动中和供给老百姓衣食的行业中工作。 
加之，它们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而且制定许多关于保持军事训练 
的规章制度。 

因此，君主如果拥有强固的城市，又没有积怨结恨于人民，他 
就不会受到攻击。假如任何人进行攻击的话，定将狼狈不堪地被 
驱逐 出去。 因为这个世界的事情是如此的千变万化的，要使军队 
无所事事地围城扎营整整一年，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许要 
说，如果人民在城市外边有财产，现在眼看着它被焚烧了，他们 
将忍耐不住，而且长期的包围和利己心将使他们忘记了君主。对 
此，我回 答说: 一个强有力的果敢的君主，此时一方面要使臣民感 
到有希望，相信祸患不会长久下去，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对于敌人 
的残酷感到恐惧，同时把自己认为过于莽撞的人们巧妙地控制起 
来; 这样一来，君主总是能够克服上述一切困难的。更进一步说， 
当敌人到来的时候，如果士气依然旺盛如故，并且决心进行抵抗， 
敌人定会立即焚烧破坏城市周围的地方。因此，君主更不应该犹 
豫不决，因为不久之后，当士气已经消沉,损失已经产生，灾害已经 
临头5就再没有什么挽救之道了。所以现在人民会更加下定决心 
同君主团结起来，因为在他进行抵抗的时候他们的房屋被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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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财产被毁灭了，他显然不能不对人民负有责任。原来，施恩 
正如受恩一样都使人们产生义务感，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如果认 
真考虑了全部情况，只要不缺乏粮食和防卫手段，一位英明的君 
主在敌人包围的时候自始至终使他的公民意志坚定，这是没有困 
难的。 



第十一章论教会的君主国 

现在只剩下教会的君主国有待探讨。关于这种国家，其全部 
困难来自取得这种国家之前。取得这种国家或者是依靠能力，或 
者是依靠幸运，而保有它却不是倚靠能力或幸运，这种国家是依靠 
宗教上的古老的制度维持的。这种制度是十分强有力的，而且具 
有这样一种特 性:它 们使它们的君主当权，而不问他们是怎样行事 
和生活的。这些君主自己拥有国家而不加以防卫，他们拥有臣民 
而不加以 治理； 但是，其国家虽然没有防卫却没有被夺取，其臣民 
虽然没有受到治理却毫不介意，并且既没有意思也没有能力背弃 
君主。只有这样的君主国才是安全和幸福的。 

但是，由于这种国家是依靠人类智力所不能达到的更高的力 
量支持的，我就不再谈论它了;因为这种国家显然是由上帝所树立 

与维护的，如果议论它，就是僭妄的冒失鬼的行为。 • 

可是人们会 问我： 罗马教会现在取得了这样大的世俗权力是 

何 因缘？ 从教皇亚历山大时代上溯，意大利的主权者①,——不仅 
被称为主权者的人们，甚至虽然是小小的男爵和主子 ®， 向来都轻 
视教会在世俗事务上的权力，而现今法国的一个国王对它却怕得 

① 主权者 ( potentati ) 或译“当权者”、“统治者”等等。此处指佛罗伦萨、威尼斯、 
米兰、那波利、锡耶纳等国的主权者。 

② 男爵 ( barone )、 主子 ( signore )， 指小的统治者。 



54 


君主论 


发抖.，因为教会能够把一个法国国王驱逐出意大利，并且使威尼斯 
人毁灭。虽然这件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觉得唤起人们回1乙 
一下并不是多余的。 

在法国国王査理侵入意大利①以前，这个地区是在教皇、威尼 
斯人、那波利国王、米兰公爵和佛罗伦萨人的统治之下的。这些主 
权者操心不过的主要是两 件事： 一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外国人武装 
侵入意大利；另一件是，在他们当中谁都不得夺取比现有的更多的 
领土。这些主权者最注意教皇和威尼斯人。为了抑制威尼斯人， 
正如为了保卫费拉拉一样，其他各国必须联合起来 ®。 为着遏制 
教皇，他们就利用罗马的贵族们，使后者分裂成为奧尔西尼和科隆 
尼斯两派，使彼此之间经常发生龃龉，而且手里拿着武器站在教 
皇跟前，使得教皇感到软弱、六神无主。虽然有时也可能出现一 
个象西克斯图斯®那样英勇的教皇，可是无论幸运或卓识都不能 
够使他摆脱这种烦恼。他们的生命短促®是一个原因。因为一个 

①1494年法王査理八世的进攻，在意大^历史上开始了外敌入侵时期。 

( D 此处指1508年成立的康布雷联盟。 d 于成尼斯的扩张而失去领土的强国都 
联合起来剥夺威尼斯的大陆领地。联盟的成员包括法国、西班牙、教廷（朱利奥二世） 
和费拉拉等。 

③ 西克斯图斯 ( Sisto ,1417— 1484)，即西克斯图斯四世 （Sisto IV •在 位： 1471 
一 1484)，原名弗朗切斯科 • 德拉 • 罗韦雷。在位时，竭力使教皇辖地成为一个武装的 
强大领地，并为此目的任命他的许多“侄儿”(私生子)为代 理人。 

④ “他们的宇命短促 ” brevity della vita loro )。 事实上，教皇西克斯图斯 
四世活了六十七岁\左位十三年 (1471—1484); 英诺森八世活了六十岁 （1432 —1492)， 
在位八年 （1484—1492); 亚历山大六世活了七十二岁 (1431-1503), 在位十一年 
(1492—1503); 朱利奥二世活了七十岁 （1443—1513), 在位十年 （1503 —1513)。据此，此 
处所称“生命 短促” 当指教皇字宇而言。在年莱此锡版 《 君主论 Blaschke 
的德译本 •)！ 1965年美国杜盖笑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集》中的 《 君主论 》 ( A _ Gil ¬ 
bert 的英译本)均改译作“统治期间”（德文： “ Herrschaftsdauer ” 和 英文： “ reign ”) 可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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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在位期间平均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他好不容易才能够把这些 
党派当中的一派压下去。比如说，一个教皇差不多把科隆尼斯这 
一派整垮，而另一个教皇继位却与奧尔西尼这一派为敌，他为使科 
隆尼斯派复兴，而没有时间搞垮奥尔西尼这一派。这就使得教皇 
的世俗权力在意大利不为人所重视。 

后来亚历山大六世做了教皇，在历代教皇当中，他最充分地说 
明一个教皇使用金钱与武力两者能够 得势： 他利用瓦伦蒂诺公爵 
作为工具，并且利用法国入侵意大利的机会，实现了各项事情，这 
些事情我在上面论述公爵行动的时候已经谈论过了。虽然他的意 
图本来不是为着壮大教廷的势力，而是为着壮大公爵的势力，但是 
他这样作，其结果是壮大了教廷的势力，因为在他去世和公爵灭亡 
之后，教廷就成为他的劳动成果的继承者。 

其后,朱利奥继位。他察觉教廷是强有力的，因为它已占领罗 
马尼阿全境，罗马的公侯被镇压了，那些党派在亚历山大的打击下 
被消灭了，他还发现亚历山大时期以前从来未曾使用过的积累财 
富的方法①。朱利奥不仅继续把这些事情进行下去，而且加以改 
进。他决心夺取波洛尼阿，消灭威尼斯人，并且把法国人驱逐出意 
大利。他的这些事业全部成功了②。因为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着 
提高教廷的地位而不是提高任何私人的地位,因此使他更加光荣。 
他还把奧尔西尼和科隆尼斯这两派约束在他所认定的范围之内。 
虽然在他们当中有些能够改变局势的头头，可是有两件事牢固地 


① 即以犯有国事罪为理由惩罚富人,由此可以没收他们的財产。 

② 朱利奥二世于1506年征服了波洛尼亚；战胜了威尼斯，然后解散康布雷联 
盟；另外于1511年成立反对法国路易十二世的神圣联盟，由教廷、威尼斯、西班牙联合 
起来枢 逐法国人。1513年2月朱利奥去世后，法国人再次被驱遂出意大利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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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着 他们： 一件是教廷的强大，使他们有所畏惧，另一件是不让 
他们的人担任枢机主教，因为这种主教是党派之间发生纷争的根 
源。如果这些党派有他们自己的枢机主教，他们就绝不能够保持 
安静，因为这些主教将在罗马内外培植党派，而公侯们不得不卫 
护他们;于是由于僧侣的野心导致各个公侯之间发生骚乱与纷争。 
因此，当今圣父教皇利奥$察觉这个教宗的职位非常强大有力。 
我们希望，如果先前的一些教皇已经依靠坚甲利兵使教宗的职位 
强大起来了，那么当今教皇将依靠善行和无限的其他美德使它更 
加强大,并且更加获得人们的崇敬。 


①圣父教皇利奧 （Sanitd di papa Leone) 指马基雅维里作此书时在位的教皇 
利奥十世 （ 1513—1521), 即乔万尼 •德. 梅迪奇 (Giovanni de’ Medici,.1475—1521), 
是著名的大洛伦佐之一员。马基雅维里在被罢官后有意同教皇利奥结交，在1519 
年(小)洛伦佐•德 • 梅迪奇死后，曾向教皇利奥建议在佛罗伦萨恢复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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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幵头提出要论述的这些君主国的特性，我已经详细地 
讨论过，并且多多少少已经考虑了这些君主国盛衰的原因，还指出 
了许多人努力夺取并保持这些国家曾经采取的方法。现在尚待我 
概括地讨论一下在这些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可能使用的进攻与防 
守之道。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君主必须把自己建立在稳固的基础 
之上，否则必然地招致灭亡。而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 
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因 
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 
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现在我不讨论法 
律问题而只谈军队问题。 

依我说，君主用来保卫本国的军队，或者是他自己的军队，或 
者是雇佣军、援军，或者是混合的军队。而雇佣军和援军是无益 
的，并且是危险的，一个人如果以这种雇佣军队作为基础来确保他 
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因为这些雇佣军队是不团 
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在朋友当中则耀武扬威， 
在敌人面前则表现怯懦。他们既不敬畏上帝，待人亦不讲信义:毁 
灭之所以迟迟出现只是由；敌人的进攻推迟罢了。因此你在和平 
时期受到这些雇佣军掠夺，而在战争中则受你的敌人掠夺。这是 
因为，除了一点军饷之外，他们既没有忠义之忱，也没有其他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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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使他们走上战场，而这点军饷并不足以使他们愿意为你牺牲性 
命。当你不打仗的时候，他们情愿给你当兵，但是如果发生战争， 
他们就逃避或者一走了事。 

要我证明这一点是毫不费力的，因为现在意大利崩溃不是由 
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她许多年来依赖雇佣军，虽然他们先前曾经 
帮助某些人取得进展，并且在彼此之间显得勇猛不过，可是当外敌 
压境的时候，他们就原形毕露。因此，法国国王査理〔八世拿着 
粉笔”①就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而占据意大利。有人说，其原因是由 
于我们的罪过，他说的确是真实情况，②可是这并不是他所想象的 
那些罪过，而是我已经论述的那些罪过。因为那是君主们的罪过， 
所以他们也受到了惩罚。 

我想进一步论证这种军队的不可靠。雇佣军的首领们或者是 
能干的人，或者是不能干的人，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他们是能干 
的，你可不能够信赖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渴求自我扩张；因此不是 
压迫自己的主人——你，就是违反你的意思压迫他人。反之，如果 
首领是无能的人，他往往使你毁灭。如果有人回答说，不论是否雇 
佣军，只要手中掌握了武器，都是一样行动的。对此，我回答说，当 
君主或共和国必须用兵时，君主必须身临前敌，并且亲自挂帅。 
共和国则必须委派自己的公民前往，如果被派的人结果力不胜任， 

① 原文“拿着粉笔(石眘 ）” (col gesso )， 是引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形容法琴査理 
八坻征服意大利轻而易举所说的俏皮话。 据说， 在 W 94 年査理穿过意大利时没有遭 
到抵抗，因此教皇亚历山大常说法国人侵入意大利，手里拿着粉笔(石裔），只要在那里 
画上标记就能够在那里安营扎寨，而无需拿着剑进行战斗。 

② 萨沃那罗拉在1494年11月1曰早就预言法国査理八世将要人侵。后来他 
指出其原因在于意大利、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渎神、残暴和作恶多端。但马基雅维里则 
把此种不幸归罪于放弃军事训练，使佛罗伦萨无能力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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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予以撤换；如果其人胜任其事，则必须用法律加以约束， 
不要让他越出指示范围。经验已经证明，只有君主自己和武装起 
来的共和国才能够取得巨大的进展，而雇佣军只能造成损失。而 
且要使一个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服从它的某一个 
公民的支配，比一个靠外国武力武装起来的国家远为困难。 

罗马和斯巴达许多世纪都是整军经武，从而享有自由。瑞士 
人则是彻底武裝起来，从而享有完全的自由。关于古代使用雇佣 
军的事情，可以举迦太基人为例。虽然迦太基人派了自己的公民 
们担任雇佣军的头头，可是在他们同罗马人进行第一次战争之后 
就几乎被雇佣兵所压倒。在埃帕米农达 ® 死后，底比斯就请马其 
顿的菲利普®当他们军队的将领;胜利后，菲利普就把底比斯人的 
自由剥夺了。菲利普公爵一死，米兰人便招罗弗朗切斯科•斯福 
尔扎③讨伐威尼斯人。等到在卡拉瓦焦④战胜敌人之后，斯福尔 
扎却同威尼斯人联盟，来压迫他自己的主人——米兰人。斯福尔 
扎的父亲，曾经应募在那波利王国的焦万娜女王⑤底下从军，后来 
突然间离开女王使她的军队解体;为着挽救她的王国，女王被迫投 
到阿拉冈国王的怀抱里。 


① 埃柏米农达 ( Epaminunda ) 公元前四世纪底比斯的将领和政治家。 

② 菲利普 (Filippo Maria Visconti) 米兰的公爵（ 1412—1447 )。其女比安卡 v ‘ 
马里阿嫁弗朗切斯科 • 斯福尔扎。菲利普死，斯福尔扎夺取公国领地。 

③ 弗朗切斯科 • 斯福尔扎 (Francesco Sforza 1401— 1466) ，穆奇奧之子，雇佣 
军队长；在米兰的公爵菲利普的军队中任职。 

④ 卡拉瓦焦 (Caravaggio) 之战，在1448年9月15日结束，一月后， （10 月出 
日）斯福尔扎即背叛米兰人，自己与威尼斯人结盟，于1450年2月26日攻克米兰。 

⑤ 焦万娜二世 （Giovanna 11,1371-1435), 那波利女王(那波利国王拉地斯拉 
奥的遗孀>，其王国为阿拉冈国王费尔迪南多所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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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先前都曾经利用雇佣军扩张自 
己的版图，而这种军队的将领们并没有自立为王，却保卫了他们， 
这又怎么理 解呢？ 我回答说，在这种场合佛罗伦萨人是托福于侥 
幸的，因为在那些本来可能使他们感到可怕的能干的将领当中，有 
些人没有打胜仗，有些人遇到了对立的力量，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 
野心用于别的地方了。没有克敌取胜的那一个人就是焦万尼•奥 
库特①，因为他没有打胜仗，他的忠义就不能够获得证明。但是任 
何人都 承认： 假如他得胜了，佛罗伦萨人就得由他主宰了，而斯福 
尔扎则是始终同布拉奇奥家族②对立的，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掣肘。 
再说，弗朗切斯科则把他的野心转到伦巴第去了。而布拉奇奥则 
反对教廷和那波利王国。然而，还是让我们看一下不久以前发生 
的事情吧。佛罗伦萨人委派了保罗 • 维泰利担任他们的将领。这 
是一个非常深谋远虑的人。他以平民的身份崛起，在军队中早获 
得极大的名声。如果这个人攻占了皮萨，佛罗伦萨人当然要同他 
保持密切的关系，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因为如果他一且变成他们 
的敌人的战士，他们就束手无策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雇佣他，他 
扪就必须服从他。 

至干威尼斯人，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他们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就 
看到，当他们派遣自己人作战的时候，他们做得既稳当又光荣（这 
是在他们转向大陆方面攻打之前的事情)，他们利用他们的贵族和 

①焦万尼 • 奧库特 (Giovanni Aucut , L 320—1394) 是英国武士约翰 • 笛克伍 
德在佛罗伦萨用的名字。此人曾参加英法战争，由英王受勋，后纠集队伍到意大利备 
国作为雇佣军，成为著名的‘‘白衣连队”，参加多次战役，死于佛罗伦萨。 

© 布拉奇奥家族 ( Braeceschi ) —个雇佣军首领的家族，其中最有名的一人是安 
德雷亚 <1368—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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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的平民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当他们开始在大陆作战的 
时候，他们抛弃了这种美德，而仿效意大利作战的习惯。威尼斯人 
在扩张大陆领土的初期，一来由于领土还不很多，二来由于名声赫 
赫，他们没有必要害怕他们的将领。但是其后，当他们在卡尔米纽 
奥拉①的指挥下，把他们的领土大肆扩张的时候，他们就吃了这个 
错误的苦头。因为他们在卡尔米纽奥拉的指挥下打败了米兰的公 
爵，于是察觉到卡尔米纽奧拉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可是，另一方 
面，他们了解到他在战争中变得很冷淡，他们认定在他的指挥下不 
再能够获胜了。为着免得失去他们已经夺得的一切，他们又不愿 
意也不能够把他解雇。他们为着确保自己的安全，不得不把他杀 
了。后来他们先后招请巴尔托洛梅奥•达 • 贝尔加莫②、鲁贝托 • 
达•桑 • 塞韦里诺③、皮蒂利亚诺伯爵④以及如此之类的人担任 
他们的将领。使用这些将领，他们不得不害怕打败仗，从而一无所 
得。例如后来在维拉战役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在一日之间把 
八百年来历尽困苦所取得的一切都丧失了。因为靠这种雇佣军要 
有所获也只能慢慢来，既迁延时日又渺乎其小，但是损失则是突然 


① 卡尔米纽奧拉 ( Carmignuola , 1390—1432) ，名弗朗切斯科 • 布索内 （ France ¬ 
sco Bussone ) ,后来成为卡尔马尼约拉的伯爵 (Conte di Carmagnola ) ,起初为米兰 
服务，后转而为威尼斯服务《是马克洛迪：奥战役的胜利者 （1427), 1432年以背叛罪被 
处决于威尼斯。 

② 巴尔托洛梅奥•达 • 贝尔加莫 （Bartolomeo da Bergamr , 1400—1475) , 
自1424年在威尼斯当雇佣军，后任将领，战败死亡^ 

③ 鲁贝托 * 达 * 桑 * 塞韦里诺 (Ruberto da San Severino ,】419— 1487)，为威 

尼斯作战而死。 

④ 皮蒂利亚诺伯爵 （Conte di Pitigliano )， 名尼科洛•奥尔西尼 （ Nicol 6 
Orsini > !442-1510>, 鹿佣军将领.为威尼斯作战.1509在维拉 ( Vai 〗 a ) 之役惨败，后 
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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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由于上面的例子，我想到多年来直到 
现在被雇佣军统治着的意大利，所以我想要深入地谈谈雇佣军的 
问题，以便了解雇佣军的起源及其发展，就能够更好地加以改正。 

你一定了解，晚近在意大利，皇权开始受到排斥，而教皇在世 
俗事务方面却取得了更大的声勢，意大利已分裂成为更多的国家； 
因为在大城市当中有许多城市武装起来反对那些先前受皇帝宠 
爱、压迫自己的贵族，同时教会也赞助他们，以便扩大自己在世俗 
方面的声势。而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他们的市民也变成了君主。这 
样一来，意大利就几乎全部落在教廷和一些共和国手里，而组成教 
廷的神父们和支配共和国的市民们由于不谙军事，两者都开始招 
募外国人当兵。使这类军队赫赫有名的头一个人，就是罗马尼阿 
人阿尔贝里戈•达 • 科尼奧①。布拉奇奥和斯福尔扎——还有其 
他的人——就是由这个人训练出来的。这两个人就是当时意大利 
的 主宰。 继他们之后，又来了其他雇佣军将领，他们指挥意大利的 
军队以迄今日。然而他们的勇武带来的结果，却是使意大利遭受査 
理 C 八世〕的蹂躏②、路易 C 十二世〕的掠夺③、费尔迪南多的摧残④ 

① 阿尔贝里戈 •达* 科尼奧 (Alberigo da Conio ) 即阿尔贝里戈•达 • 巴尔比 
亚诺 （Alberigo da Barbiano , 1344—1409) ,罗马尼阿的库尼奥的伯爵 （conte di 
Cunio )， 是纯粹意大利式雇佣军连队的创始人。曾组成著名的“圣乔治兵团”，并任该 

团首领。 - 

② 査理八世，法国国王 （1470 —1498)， 1494—1496 年曾侵入意大利佛罗伦萨、 

那波利，后 被逐。 

③ 路易十二世，法国国王 （149 S — 1515)，曾占领米兰，同西班牙瓜分那波利 
(1500)，后被逐。 

④ 费尔 迪南多 （Ferdinamio 1452—1516) ， 西班牙国王，曾出兵援助郎波利驱逐 
法国査理八世入侵，作为侵略意大利的 手段； 后于1500年与法国路易十二世瓜分那波 
利 ： 1508 年与德、法、西进牙及教皇合谋瓜分威尼斯，其后为了争夺意大利同法国作战 

(151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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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瑞士人的 凌辱® *。 

他们过去所采取的政策，首先是贬低步兵的声势，借以抬高自 
己的声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土，而 
是依靠受雇佣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然而为数区区的步兵是不能 
够使他们赢得声势的，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供养许多步兵；因此， 
他们改为依靠骑兵，他们使相当数量的骑兵获得供养并且受到尊 
崇。结 果是： 在-支两万人的军队中，步兵不及两千人。除此之 
外，这些将领们还采取各种方法来减轻自己和士兵们的劳苦和危 
险，在战斗中不进行屠杀而是活捉俘虏，而且不要求_金即予以释 
放。他们并不夜袭城市，城市的防军亦不夜袭野营。他们在军营 
的周围既不树立栏栅，或者挖掘壕沟，在冬季也不出征。所有这些 
事情是他们的兵法所允许的，并且，正如我已经讲过的，这是他们 
为着避免疲劳和危险这两者而想出来的办法。这样一来，他们就 
使 意大利 陷入奴隶状态和屈辱之中。 


①法国路易十二世征服米兰，曾得璀士人帮助。其后瑞士人在教皇朱利奥怂恿 
下又独自征服 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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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另一种 无益的 军队是外国的援军。这是请求一个强国进行援 
助和保卫自己的时候派来的军队，如近年教皇朱利奥二世就是这 
样做的。当他对费拉拉用兵的时候吃了他的雇佣军的苦头，于是 
转而求助于外国援军。他同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约定由后者用 
他的人员和部队援助①。这些军队本身可能是有用的、良好的，可 
是对于招请这些军队的人来说却几乎经常是有害的，因为如果他 
们打败了，你就完蛋了，反之如果他们赢得胜利，你就要成为他们 
的俘虏。 

虽然在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但是我不想离开教 
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 ：他因 
为想占领费拉拉，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只是由于 
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 
苦果。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 


①教皇朱利奥二世力图使意大利&他的领导下统一，曾进攻费拉拉，但由于费 
拉拉同法国联盟获得支援，因此失敗。教皇千是同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以及威尼 
斯等）结成反法国的“神圣联盟 ”（1511 年 K ) 月5日）。其后教廷和西班牙的军队同法 
军作战，在拉文纳 ( Raveima ) 惨败^只是由于法军主将加斯通•德 • 富瓦死亡，并且 
璀士出兵二万人支援“神圣联盟”，法军被迫退却，意大利才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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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出去——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这样一来， 
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同时 
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 
军的俘虏。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却派遣一万名法 
国兵去进攻皮萨①，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 
更加危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②为了反对他的邻国，派遣上万名 
土耳其军队到希腊，战事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肯离境，这就是希腊 
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 

因此，谁不想胜利，就利用这种援 军吧！ 他们带来的危险比雇 
佣军多得多，因为援军到来也就造成了毁灭的条件，他们全体团结 
一致，而且完全听从外国人的命令。可是，就雇佣军而论，如果他 
们获得胜利，他们要加害于你，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较好的机会。 
雇佣军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由你找来并发给军饷的，而且由你 
委派第三者担任他们的头头，这个第三者是不能够立即取得足够 
的权威来加害于你的。总之，就雇佣军而论，其懒散怯懦是最危险 
的；若就援军而论，其英勇慄焊却是最可怕的。 

因此,英明的君主总是谢绝使用这种军队，转而依靠自己的军 
队 . 他宁可依靠自己的军队打败，而不愿依靠他人的武力制胜，因 
为他并不认为用他人的军队赢得的胜利是真正的胜利。 

我毫不踌躇地援引切萨雷 • 博尔贾及其行迹为例。这位公爵 

① 1500 年佛罗 伦萨人 从法王 路易十二那里 获得了 八千瓜斯科人 （ Guasconi) 和 
瑞士人以便夺回皮萨，但进攻失败2由千这些军队难带，以至人们宁愿把它解散。 

② 即乔万尼，坎达库泽诺 （Giovanni Cantacuzcno , 1300— 1383 J ,同柏莱奥洛 
吉 ( Paleologhi ) 因拜占庭王权内讧 〔1341 —1347)，十1346年同土耳其苏丹结盟，苏丹 
派了自 己的儿子去帮助他并出兵希腊，这就成为土耳其人在欧洲扩张的第一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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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援军侵入罗马尼阿，他们全部是法国的军队并且依靠他们占 
领了伊莫拉和富利。但是后来，他觉得这种军队靠不住，于是转 
而侬靠雇佣军。因为他认为雇佣军的危险较小，他雇佣了奥尔西 
尼和维泰利的兵，可是，后来在管理中觉察他们可疑、不忠实，并且 
有危险的时候，他立即消灭他们，回过头来依靠他自己的人。我们 
注意了 一下： 当这位公爵只是依靠法国人，当他依靠奥尔西尼和维 
泰利的雇佣军，以及当他依靠自己的军队和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名 
气互有不同，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些军队之间的差别了。 
我们发现，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他的军队的完全的主人的时候，他 
的名声总是愈来愈大，他受到人们的敬佩，是任何时候都比不 
上的。 

虽然我不打算离开意大利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例，但是我不想 
忽视我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锡拉库萨的耶罗 
内。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个人被锡拉库萨人推举为军队的长官， 
他随即发觉那些象我们意大利雇佣军那样组成的雇佣军是无益 
的，并且觉得自己既不能够保有他们又不能够将他们解散，他不得 
不把他们全部斩杀。以后，他就率领自己的军队而不是外国的军 
队作战。 

现在我还想回顾一下旧约圣经里面有关这个问題的一个譬 
喻。大卫请求扫罗王让自己同非利士人的挑战者歌利亚战斗。于 
是扫罗为着使他壮胆，把自己的铠甲给他佩戴，可是当大卫试了一 
下之后就立即谢绝了。他说，戴这个铠甲就不能够很好地发挥自 
己的力量，他宁愿使用自己的投石器和自己的刀子同敌人周旋。 
总而言之，他人的铠甲不是从你的身上落下来就是把你压倒，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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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束缚得紧紧的。 

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父亲査理七世由于自己的幸运和能力， 
把法国从英国人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他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军队 
武装自己的必要性，于是在他的王国里制定了关于步兵和骑兵的 
规章制度。但是后来他的儿子路易国王废除了本国的步兵，而开 
始招募瑞士士兵。正如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这种错误以及随之 
而来的其他错误就是这个王国危难的原因。因为路易国王使瑞士 
兵享有盛名，于是使自己的士兵灰心丧气，因为他已经把整个步兵 
废除，同时他的骑兵又仰赖于外国军队，因为法国骑兵和瑞士兵协 
同作战已成习惯。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瑞士兵就不能够战胜。 
这样一来，法国人就没有能力对抗瑞士人，而且没有瑞士人就不敢 
对抗别人。法国的军队于是成为混合的军队，一部分是雇佣军，另 
一部分是本国的军队。这种军队整个地说来比单纯是雇佣军或者 
单纯是外国援军好得多。可是比全部是本国的军队毕竟差得远 
了。上述的例子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如果査理七世的制度得到发 
展或者坚持下去，法兰西主国将是不可战胜的。可是人们没有能 
够慎思明辨，就开始从事某一件起先看来认为不错的事情,而没有 
能够察觉其中的隐患，正如我在上面谈到的消耗热病一样。 

因此，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够在他的国家里看出滋生的忧患，他 
就不是真正英明的君主。而能够有这种先见之明的人只是少数。 
同时，人们如果研究一下罗马帝国覆灭的头一个原因，就会察觉， 
这是从雇佣哥特人当兵才开始的。因为罗马帝国的势力就是从那 
个时候开始衰微的，而以前曾经使罗马帝国勃兴的一切力量都转 
移到哥特人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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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我的结 论是： 任 何一个 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 ，它 
是不稳固的。反之，一个君主国在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实力带 
着信心防卫自己，它就不得不完全依靠侥幸了。明智的人们常常 
提出这样的意见和论 断:“ 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 
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①。 

所谓自己的军队就是由臣民、市民或者你的属民组成的军队。 
所谓其他一切军队就是雇佣军或者援军。如果你考虑一下我在上 
面已经提到的四个人②的办法，并且观察一下亚历山大大帝之父 
菲利普以及许多共和国和君主怎样整军经武把自己组织起来，那 
么很容易找到组织自己军队的办法。而对于这种办法我是完全信 
赖的。 


① 原文是 “quod nihil sit tam infirmum aut in stabile quam fama potcn- 
tiae non sua vixa ”， 引自塔西佗 《 历史纪年》 XIII, 19 。 

③即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 • 博尔贾、锡拉库萨的耶洛内、大卫和法国査理七坦:。 



第十四章君主关于军 
事方面的责任 

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 
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进行 
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 ® 。它的效力@不仅能够使那些生下来 
就当君主的人保持地位，而且有许多次使人们从老百姓的地位一 
跃而髙踞王位。反之，大家都知道，君主沉醉于安逸比对关心军事 
想得更多便亡国。亡国的头一个原因就是忽视这种专业，而使你 
贏得一个国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精通这门专业。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由于讲求军事，于是由平民一跃而为米 
兰的 公爵； 而他的孩子们 ® 由于躲避军事的困苦，于是由公爵降为 
平民。因为不整军经武，就使得人们蔑视你，这是君主必须提防的 
奇耻大辱之一。这一点容后说明，因为武装起来的人同没有武装 
起来的人是无法比较的。指望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人心甘情愿服 
从那个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或者没有武装的人厕身干已经武装起 

① 这是有意夸张的表达，但是它符合马基雅维里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君 
主可以（甚至应该）将民事管理工作交给自己 选择的 地方官，而自己绝对地掌握战争 
事务。 

② 此处“效力”原文为 “ virtCT ， 但是在这里的意义与场棊雅维異華作中通常使用 
的“能力”的意义不同，而是具有中世纪使用的意义， 

@此戏原文宍指“ 后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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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臣仆之中能够安安稳稳，这是不符合情理的。因为一方抱着 
蔑枧的态度，他方抱着猜疑，这两者是不可能好好地相处共事的。 
所以，一个君主如果不懂军事，除了已经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他 
既不能获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而自己也不能够信赖他们。 

因此，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而且他 
应该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他要做到这一 
点，可以有两个方法 :其一 是采取行动，其二是靠 思考。 关于行动 
方面，君主除了必须把他的人妥善地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之外，自己 
必须不断地从事狩猎，借以锻炼身体，习惯于艰苦生活，并且认识 
各处地理状态，了解山豚是怎样起伏的，峡谷是怎样凹陷的，平原 
是怎样展开的 ，还要 明了河流沼泽的特性，而且对于这一切必须予 
以最大的注意。 

这种知识有两种 用处: 首先是他学会怎样了解自己的国土，就 
能够更好地懂得怎样保 卫它； 其次，如果此后他有必要了解任何其 
他地方时，由于他对那个地方的知识与经验，他就能够很容易了解 
那个地方。因为，举个例子说，在托斯卡纳的丘陵、山谷、平原、河 
流和沼泽同其他地区这些地方有某种相似之处，从而一个人由于 
了解一个地区的地势，就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其他地区的地势。君 
主如果缺乏这种 专长， 也就是缺乏了一个首领应该具备的头一个 
条件，因为这种专长告诉他怎样发现敌人，选择根据地，率领军队 
安排作战阵地，以及利用有利条件围攻目的地。 

阿凯亚人的君主菲利波门 （ Filipoxnene )® 曾经受到史学家的 

①菲利波门 （ Filipomene ， 即 Filopemen ， 公元前 253—183), 在 同马其頓的菲 
利普五世的战争中 ，他是阿凯亚同盟的首领；先后战胜斯巴达，打败其暴君納比斯，最 
堉辨俘处邦;被帘腸传记窣普箐塔芜(丹饥狀冰)称为“ 希腊的 最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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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赞&，其中有一条就是，因为他在和平时期还是思考着战争的 
方法； 当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乡村的时候，他常常停下来同他们讨 
论： 如果敌人在这个山丘出现，而我们和我们的军队却在这_里，谥 
享有地利呢?我们怎样才能够保持队形稳妥地打击敌人呢?如果我 
们想退却，应该怎样采取行动呢？如果敌人退却了，我们应该怎样 
追 击呢？ 当他和他们一起走着的时候，他会向他们提出一支军队可 
能遇到的一切倩况，他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说明自己的意见，同 
时提出理由加以论证。这样一来，由于这样经常不断地深谋远虑， 
他在率领军队时就不可能发生他不能够应付的任何意外事件。 

但是，为着训练脑筋，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且研究历史上 
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检査他们胜利与 
战败的原因，以便避免后者而步武前者。最重要的是他应当象过 
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他们要选择某一个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前 
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举措和行动铭记心头，据说①，亚 
历山大大帝就是效法阿基里斯，恺撒②效法亚历山大，西奇比奥③ 
效法居鲁士。谁读色诺芬④所写的居鲁士王的生平，谁就会从西 
奇比奥的生平看到他效仿居鲁士给自己带来多大光荣，同时在纯 
洁、和蔼、仁慈、宽宏大量方面，西奇比奧同色诺芬所描述的关干居 

① 乌基雅维里此说，殆采自古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所著：《传记集——此书 
将希腊罗马的伟人并列对比，并加评论， 

② 惜擻 （ Ceasare，Gaius Julius ,公元前100—44)，罗马名将及政治家。 

③ 西奇比奥 （ Scipione，Publius Cornelius ,公元前237?—183)，掉号大阿 
非利加 ( l’Africano Maggiore )， 罗马将领，因征西班牙有功，当选为执政，并战胜迦 
太基人，大败汉尼拔于扎马之役。 

④ 色诺芬 （ Senofonte ， 公兀前434?— 351) 希腊史学家。苏格拉底弟子。曾从斯 
巴达军队，助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坷争位，战敗率兵涉险返国、著《远征记》述丼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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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的特性多么吻合。 

这样一类的方法，贤明的君主必须遵守;而且在和平时期绝不 
能够无所事事，相反，应该努力地利用这些时间，以便在命运逆转 
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第十五章论世人特别是君主受到 
赞扬或者受到责难的原因 


现在尚待考察的是，君主对待臣下和朋友应该采取的方法和 
行动。关于这一点，我知道有许多人已经写过文章，现在我也写起 
文章来，特别是当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观点与别人的不 
同，因此，我恐怕会被人认为倨傲自大①。 

可是，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 
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 
是论述事物的想象 方面。 许多人②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 
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 
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 
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 
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 


① 自本章开始，马基雅维里摆脱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伦理学和神学传统的 
束缚，从历史与生活实践的经验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掲示“典范的君主”（即一切剥削 
阶级统治者）所必需有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作者预见自己大胆提出创新的政治理论将 
引起强烈的反对。 

② 这里“许多人”，在古代，包括以《理想国》著名的柏拉图、以《政治论》著名的亚 
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 等人； 在中世纪，包括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奧古斯丁 (354 —430)、托 
马斯*阿奎那等人。马基雅维里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在国家论方面，恃别 
是在&李维史论 々中 ，又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 
遭到毁灭。所以 ，一 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 
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 
者不使用这一手。 

为此，我想把关于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而只是讨论 
确实存在的事情。我认为被人们评论的一切人——特别是君主， 
因为他的地位更高——都突出地具有某些引起赞扬或者招致责难 
的品质。这就是说有人被誉为慷慨，有人被贬为吝啬（这是使用托 
斯卡诺的用语，因为在我们的方言里面，贪婪的人还包括那些想靠 
掠夺取得财物的人，而我们称为吝啬的人是指那种不愿多使用自 
己东西的人)。有人被认为乐善好施，有人则被视为贪得无厌；有 
人被认为残忍成性，有人被认为慈悲为怀；有人被认为食言而肥， 
有人被认为言而 有信； 有人被认为软弱怯懦，有人则被认为勇猛 
强悍； 有人被认为和蔼可亲，有人则被认为矜傲 不逊； 有人被认为 
淫荡好色，有人被认为纯洁自持；有人被认为诚恳，有人则被认为 
狡猾，有人被认为脾气僵硬，有人则被认为容易相与，有人被认为 
稳重，有人被认为轻浮，有人被认为是虔诚之士，有人则被认为无 
信仰之徒，如此等等。 

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同意：君主如果表现出上述那些被认为优 
良的品质，就是值得褒扬的。但是由于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君 
主既不能全部有这些优良的品质，也不能够完全地保持它们，因此 
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 
行 ( vizii )， 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 
行,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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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 
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 
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好象是好事，可是如 
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 
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 



第十六章论慷慨与吝啬 

现在从上述的头一种品质开始谈起。我说，被人们称为慷慨 
可能是 好的； 可是，如果慷慨在作法上使你不获称誉，它就损害你 
了； 因为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你就 
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所以，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 
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以致一个君主常 
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到了最后，如果他们想 
保持住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 
敛，只要能够获得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使得他的臣民 
开始仇恨他，而且当他变得拮据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敬重他。结 
果是，因为他这样的慷慨损害了许多人，而受惠者只是很少数人， 
所以他是第一个遭遇困难的人，不论发生什么危险，他将先受其 
害。而等到他认识到这一切想要缩手的时候，他将立即获得吝嗇 
的恶名。 

因为君主除非使自己负担损失，否则就不能够运用这种慷慨 
的德性扬名于世，所以，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 
应该有所介意。因为当人们看见由于节约的缘故，他的收入丰盈， 
能够防御对他发动战争的任何人，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 
负担； 因此随着时刻的流转，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愈来愈慷慨 
了。这样一来，他对于一切人说来就是慷慨的，因为他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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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负担，他们人数又 很多； 反之，他对于没有施与的人说来是 
吝啬的，但这些人毕竟为数甚少。 

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看见只有那些曾经被称为吝啬的人们 
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至于别的人全都失败了。教皇朱利奥二世 
就是借助慷慨之名使自己登上教皇的宝 座的； 可是，为着能够进行 
战争，后来他就不考虑保持慷慨的名声了。当今的法国国王 C 路易 
十二〕进行了许多场战争，而没有向属民征收特别的赋税，就是因 
为他依靠长时期节约之所得，供他的额外支出。当代的西班牙国 
王〔费尔迪南多〕假如享有慷慨之名，就不可能从事并且完成这样 
多的鸿图伟业了。 

所以，为了不去掠夺老百姓，为了能够保卫自己，为了不陷于 
穷困以至为人们所轻蔑，为了不至变成勒索强夺之徒，君主对于招 
来吝啬之名亦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这是他能够统治下去的恶德 
之一。如果有 人说： “恺撒也曾由于慷慨取得统治权，而且其他许 
多人也曾由于慷慨或者被称赞为慷慨而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的。” 
我回答 他说： 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位君主，否则就是正在争取君主 
的地位。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这种慷慨是有 害的; 如果是第二种情 
况，被人们誉为慷慨却是十分必要的。恺撒是那些渴望取得罗马 
君权的人们当中的 一个; 但是，如果他在取得罗马君权之后仍然统 
治下去而不节约他的支出的话，他就会毁灭帝国。假如有什么人 
反 驳说： 世界上曾经有过许多君主，他们依靠军队建立了伟大的 
事业，同时也曾经被称誉为最慷慨不过。对此我要回答你 说：君 
主所花费的钱财，或者是他自己的和他的老百姓的钱财，否则就是 
别人的钱财。在头一种场合，他必须节约；如果在第二种场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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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忽略表示慷慨的任何机会。 

—位君主如果带军队出征，侬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别人 
的财物，这个时候慷慨是必 要的； 否则士兵就不追随他了。正如居 
鲁士、恺撒、亚历山大一样，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的 
老百姓的财产，你尽可以作为一个很阔绰的施主，因为你慷他人之 
慨淋漓痛快，不但无损于你的名声，倒是使你的声誉雀起。只有把 
你自己的财产挥霍了，才损害你自己。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 
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 
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陷 
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因此，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 
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因此，明智之 
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为它虽然带来醜名但是不引起憎恨，追求 
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醜名与憎恨两者 
俱来。 



第十七章论残酷与仁慈，被人 
爱戴是否比被人畏惧来得好些 

现在谈谈前面 ® 列举的另一种品质。我认为，每一位君主都一 
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 
滥用这种仁慈。切萨雷•博尔贾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尽管如此， 
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恢复和平 
与忠诚。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博尔贾比佛 
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 
斯托亚②被毁灭了。所以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 
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 
之外，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 
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 
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 
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着危险，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维 
琪尔借迪多 ( Dido ) 的口说道： 

“严峻的形势、崭新的邦家， 

~ 5^" 第15章列举关于引起赞扬或者责难的第二对品质，见第74 页。 

②皮斯托亚 ( Pistoia) 在 1501— 1502年间由于坎切列里 (C.CancelHeri) 和潘恰 
蒂基 (Pandatichi) 两派之争，佛罗沦萨的统治者采取容忍态度，最后酿成流血、掠夺与 
破坏的悲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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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我森严壁垒，警戒着海角天涯。” ® 

但是，君主对于信任他人或者采取行动则务须慎重；不过，也 
不要杯弓蛇影，妄自惊慌。他应当慎思明辨，人道为怀，有节制地 
行事，以免由于过分自信而使自己流于轻率鲁莽，或者由于过分猜 
疑而使自己偏狭不能容人。 

关于这一点，发生这样一个争论.•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 
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 答说： 最好 
是两者 兼备； 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 
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 
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 说:他 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 
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 
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当需要还很遥 
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 、性命 和自己 
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因 
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的说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 
亡。因为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髙的精神取得的友谊，是买 
来的，但不是牢靠的。在需要的时刻，它是不能够倚靠的。而且人们 
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 
爱戴是靠恩义 (di obligo ) 这条纽带维 系的； 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 
的 ( tmti )， 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 
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 

①维琪尔 ( Virgilio , 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此句引自所作被称为罗马的国 
民史诗 《 Aeneid » ，原文为拉 丁文： 

“Res dura, et regni novitas me talia cogunt moliri, et late fines custode 
tu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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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君主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这 样做： 即使自己不 
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 憎恨； 因为一个人被人 
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这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只要 
他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那就 
办得到了。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必须有适当 
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这样做。但是头一件是，他务必不要碰他 
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 (perdita del 
patrimonio ) 还来得快些 ®。 再说，夺取他人财产的口实是永远好找 
的； 一个人 一旦开 始以掠夺为生，他就常常找到侵占他人财产的口 
实。但是，与此相反，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更加难找了，而且很 
快就消失了。 

可是，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指挥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 
全有必要置残酷之名于度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残酷之名，他就决 
不能够使自己的军队保持团结和踊跃执行任何任务。下面这件事 
情可以列为汉尼拔②的惊人的行动之一。他率领一支由无数民族 
混合组成的大军，在外国的土地上作战，无论在恶运或者在好运的 
时候，也无论在军队当中或者对待君主，都不曾发生任何龃齬。这 
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残酷无情，同时他具有无 
限的能力，这就使他在士兵的心目中感到既可敬又可畏。但是假 
使他不是残酷无情的话，光靠他的其他能力是不能够产生这样的 
效果的。然而对此事缺乏深思熟虑的史学家们，一方面赞赏汉尼 


①这是东西方学者经常摘弓 U 用以指责马基雅维里的一句话。 

( 2 ) 汉尼拔 (Annibale ， 公元前247— 183), 迦太基军队统帅，曾越过阿尔卑斯山 
入侵意大利，后失敗逃亡（公元前196)，联合叙利亚国王对罗马人作战，失敗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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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取得这样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却非难他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 
原因。 

假如汉尼拔只有其他的能力，那确是不够的，关于这一点可以 
从西奇比奥①的事例中看到。西奇比奥不仅在他那个时代而且在 
全部史纪上都是一位罕有的人物;可是他的军队在西班牙背叛他， 
其原因不是别的，而只是由于他太仁慈了。他让自己的士兵享有 
同军纪不相容的更大的自由。为此，他在元老院受到法比奥•马 
西莫的弹劾;被称作罗马军队的败坏者。 

洛克伦斯居民曾经遭受西奇比奥的一名使者的摧残，可是西 
奇比奥既没有替他们报仇雪耻，对于使者的横行霸道也没有加以 
惩罚。这完全是由于西奇比奥性情和易使然。因此，在元老院里 
想替他辩解的人就说，许多人懂得怎样不犯错误，比懂得怎样矫 
正别人的错误来得清楚。如果西奇比奥这样继续保持他的统帅地 
位，这种性情早晚要把他的名声和荣誉葬送掉。但是，由于他是在 
元老院的监督之下，他这种有害的品性不仅被掩盖起来，而且还使 
他获得荣誉。 

现在我们回到关干被人畏惧或者被人爱戴这个问题上来。我 
的结 论是: 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 
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 
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他只是必须努力避免招仇 
惹恨，有如前述。 


①西奇比奥 (P. Cornelius Scipione ， 公元前 234—183) 罗马军队统帅，曾在西 
班牙战胜汉尼拔。 




第十八章论君主应当怎样守信 @ 

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 
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呵 I 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 表明: 那些曾 
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 
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 

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 方法： 一种方法是运用 
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 
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 
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 
特有的斗争方法。关于这一点，古代的作家们早已谲秘地教给君 
主了。他们描写阿基里斯②和古代许多其他君主怎样被交给半人 
半马的怪物基罗尼③喂养，并且在它的训练下管教成人。这不外 
乎说，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他就必须 知道： 怎样运用 
人性和兽性，并且必须 知道: 如果只具有一种性质而缺乏另一种性 
质，不论哪一种性质都是不经用的。 

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 
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 


① 此章是在马基雅维里的名著中受到后世许多评论家最严厉非议的 —葷。 

② 阿基里斯 ( AchiUe , 即 Achilles )， 传说是希腊英雄，从小躭由半人半马的基罗 

尼教养，学会狩猎和作战的本领。 

③ 原文 (Chirone centauro ) ，事见希腊神话。 



够抵御射狼 。 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捏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 
须是一头_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鄉子①的人 
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 
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 
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 
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 
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一位君主总是不 
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 
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 ：许多 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 
没有信义而作废和 无效； 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 
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 
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 
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 
人们。 

在新近的那些事例当中有一件事，我不想保持沉 默:亚 历山大 
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作过任何其他事情，也从来不曾梦 
想过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总是找到上当受骗的货色。因为世界 
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比他更加有力地作出保证，比他更加信誓 
且旦地肯定某一件事情，而同时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加随便地食言 
而肥的了。可是，他的欺骗总是称心如意地获得成功，因为他深刻 
地认识到人世的这一方面。 

因此，对于一位君主说来，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 

① 原文 “...in su ] ldne ”， 意谓“总是象狮子般行动，使用公开的 暴力' 

② 此处马基雅维里改用“一位明智的统治者 ” (uno signore prudente )。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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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品质①，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我甚至敢 
说：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 
的； 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你要显得慈悲 
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 
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 安排： 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 
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必须 理解： 一位 
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 
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 ( stato ), 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 
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 
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然而，正如我 
在前面说过的©，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 
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 3 

因此 ，一 位君主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 
言半语不是洋溢着上述五种美德的说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 
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 
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君主显得具有上述最后一种品质，尤其 
必要。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睛更甚于依靠双手，因为每一个 
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 
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 
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因为后者受到国家最髙权威的保护。对于 
不能够向法院提出控诉的一切人的行动，特别是君主的行动，人们 
就注意其结果。所以，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 

① 指第15章所称的良好品质。 

② 指本书第15章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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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 
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 
世界里尽是群氓。当多数人能够站得住脚的时候，少数人是没有 
活动的余地的。当代的某一位君主 ® ——我现在不便点名，—— 
除了和平与信义之外，从来不宣扬其他事倩，但是他对这两者的任 
何一者都是极端仇视的。然而假使他曾经遵守其中任何一者，那 
么，他的名望或者他的权力就不免三番五次被人擭取了。 


①指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多》他死于1516年1月23日，如果马基雅 
维里写怍时点名，对于马基雅维里显然是不利的。 



见第 15 章。 

见第15、16、17章 0 
见第 1*? 章费 


第十九章论应该避免受到 
蔑视与憎恨 

关于前面提到的君主的品质 ®， 我已经论述其中最重要的一 
些品质，现在我想根据下述总纲扼要地讨论其佘的品质。这条总 
纲就是正如前面已经稍微提到的②，君主必须考虑怎样避免那些 
可能使自己受到憎恨或者轻视的事情。如果他能够避免这些事情， 
他就尽到自己的本份了，即使有其他丑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 ® ，贪婺，霸占臣民的财产及其妇女，特别 
使君主被人衔恨；因此，他必须避免这两件事情。当大多数人的财 
产和体面都没有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就安居乐业，君主只需要同 
很少数人的野心进行斗争，他可以有许多方法并且轻而易举地把 
这些人控制住。 

君主如果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 
就会受到轻视。因此，他必须象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这一切。他应 
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关于臣民 
的私事问题，他所作的决断应该是不可更改的。而且，他应该支持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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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人们对他抱有这样一种 见解: 谁都不要指望欺骟他或者瞒过他。 

君主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这种见解，就会深受敬重，而阴谋反对 
一个受到敬重的人是困难的。如果大家都认为他卓越非凡而且受 
到他的臣民尊敬，要攻击他也是困难的。因此，君主必须注意两件 
事： 其一是内部的，它来自臣民 方面; 其二是外部的，它来自外国势 
力。对于后一种情况，依靠坚甲利兵和依靠亲密的盟友就能够御 
防了。而且，如果他拥有坚甲利兵，他们总会有亲密的盟友。除非 
国内已经受到阴谋的捣乱，否则在对外泰然无事的时候，国内也是 
泰然无事的。即使遇有外患，如果君主已经如我所说的安排和立 
身行事，只要他不是自暴自弃，他就能够如同我所说的斯巴达的纳 
比德 ® 那样抵抗一切攻击。 

但是，关于臣民的问题，当没有外患的时候，君主不得不害怕 
的只是他们秘密地搞阴谋。关于这一点，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 
的憎恨和轻视，使人民对他感到满意，他就能够坐稳江山了。正如 
我上面已经详细申述的②，这是君主必需做到的一件事情。一位君 
主要能够对抗一切阴谋，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受到广大人 
民憎恨，因为搞阴谋的人总是指望把君主置诸死地来取悦于人民； 
但是，如果阴谋者认为那样做只能激怒人民的话，他就不会有勇气 
实现这样一类的意图了。因为，阴谋者将要遭遇到无限的困难。经 
验证明 .•自 古以来，阴谋为数很多，而曾经成功者甚少，因为搞阴谋 
的人都不能够单枪匹马地干。而且，除了那些他认为是心怀不满 
的人们之外，不能够找到别的人合伙同谋。但是，一旦你向一个不 

© 纳比德，见第9章第47页注①。 

②见第9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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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之徒吐露你的意图，你就给他一个使他可以获得满足的方法，因 
为他显然可以期待从这里取得各种好处， ® 当他看到 :站在 这一方 
面利益是确定的，而站在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的并且充满着危险， 
如果他笃守信义，他就是你的罕有的朋友，否则就是君主的非常顽 
固不化的敌人。 

现在把这件事扼要地说一下。我认为，在阴谋者这方面，除了 
怀着恐惧、妒忌、担心受到令人丧胆的刑罚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了,•但是在君主这方面，有的是一国之君的威严、法律，他的盟友和 
国家对他的保护，除此之外，还有人民的好感。因此，任何人都不 
可能那样轻举妄动地搞阴谋。同时，一般阴谋者，在为非作恶之前 
都不得不有所畏惧；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阴谋者是人民的敌人， 
他在为非作恶之后，也一定是害怕的，并且因此决不能够指望获得 
任何藏身之所。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就 
够了，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父亲这一辈人当中还记得它是怎样发生 
的。先前波洛尼亚的君主梅塞尔 • 安尼巴莱 • 本蒂沃利②，即当 
今的梅塞尔 * 安尼巴莱的祖父，是被坎尼斯基家族搞阴谋杀害的， 
当时除尚在幼龄的梅塞尔 • 焦万尼③外，安尼巴莱 • 本蒂沃利家 
族没有一个人幸存。可是在他被杀死之后，人民立即起来把坎尼 

① 意谓将阴谋向君主告发的人可以指望获得重赏。 

② 梅塞尔 • 安尼巴莱 • 本蒂沃利 （Messer Annibale BentivogU ) 于 1445 年被 
波洛尼亚另一个大家族首领巴蒂斯塔 • 坎尼斯基 （Battista Canneschi ) 杀害，但遭到 

群众反对，巴蒂斯塔 * 坎尼斯基亦被杀死。 

③ 梅塞尔 • 焦万尼 ■ 本蒂沃利 （Messer Giovanni Bentivogli, 1438—1508) , 

安尼巴茱•本蒂沃利之子。其父被杀时，他才七岁。长大后在波洛尼亚执政（I妨 2 -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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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家族全部杀死了。这是由于当时本蒂沃利家族在波洛尼亚获 
得人民的好感是非常有力的。虽然在安尼巴莱死后能够统治这个 
国家的人一个也没有残存下来，可是当波洛尼亚的人们听谠，在佛 
罗伦萨有一个过去一直被人当作铁匠的儿子，其实是本蒂沃利家 
族的后裔，他们就到佛罗伦萨迎接他，并且把这个城市的政府交给 
他。这个城市就由这个人统治，直到梅塞尔•焦万尼长大能够亲 
政为止。 

因此，我的结论是 ：当人 民对君主心悦诚服的时候，君主对于 
那些阴谋无需忧心忡忡;但是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怀着怨恨的 
话，他对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就必然提心吊胆。 

因此，妥善组织的国家和英明的君主都非常注意不要逼使贵 
族背城借一，同时要使人民获得满足，心情舒畅。因为这是君主所 
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法国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组织得最好、统治得最好的王国之一。 
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看到法国国王的自由与安全赖以维持的优越 
的制度无数之多^其中主要的一个制度就是“议会$①及其权力。因 
为建立这个王国的人知道权力者②的野心和他们的傲慢，认定有 
必要在他们的嘴上套上制动机来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因为君主知 
道人民由于惧怕贵族从而怨恨贵族，君主便设法使他们感到安全, 
但是，他又不想把这种事情作为君主特别照料的事情，于是，为着 

①“议会” （“ parlamento” 即法语的“口肛卜01€加”)这个机构在法国大革命前的职 
能与 现代“议会” 不同， 它在路易九世的 n54 年，以“法国议会 v 或者 “巴黎 议会” 之名， 
开始作为中枣苓李枣竽苧建立起来；其后菲利普四世于I 302 年召开第一次“三级会 
议”，使这+4备枭丄立。 

( D 权力者 ( potenti )、 此 处实指 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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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自己由于袒护人民而受到贵族非难，同时为了避免由于袓护 


贵族而受到人民的物议，国王就设立作为第三者的裁判机关®，这 
个裁判机关可以弹劾贵族，维护平民，而用不着国王担负责任。对 
于国王和王国说来，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制度更好、更审慎，再没 
有比这个方法更安全的了。由此，我们又可以获得另一个值得注 
意的 结论: 君主务必把担带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 
恩的事情自己掌管。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说 ： 君主因此必须看重 
贵族，但是不应该因此使自己为人民所恨。 

有些人研究了罗马皇帝的生平与死亡，也许会觉得，实例同我 
的见解相反，因为他们察觉在罗马皇帝当中有些人立身行事一向 
卓尔不凡，而且表现出精神伟大的品质，然而，这些皇帝都丧失了 
自己的帝国，并且被那些谋反的臣民杀害了。 

为着回答这类反对意见，我想讨论一下某些皇帝的品质，并且 
证明他们灭亡的原因同我所指出的那些原因并无不同之处。同时 
我想把研究那个时代的行动值得注意的一些事情提出来讨论 
一下。 

我觉得，列举那些继承罗马帝国帝位的皇帝们，上起 
哲学家马尔科②下至马西米诺③为例就足够了。这些皇 
帝包括马尔科、他的儿子科姆莫多④、佩尔蒂纳 切⑤. 尤利亚 

① 第三者的裁判机关 (uno iudice terzo ) 指上述“议会”。 

② 马尔科.奥雷利奥 (Marco Aurelio , 121一180)，罗马皇帝 （160—180) ，以斯 

多噶 派哲学家出名，著有《沉思录>。 

③ 朱利奧.韦罗 • 马西米诺 （Giulio Vero Massimino , 173—238)，罗马皇帝 
(235 —238)，被自己的军队杀害。 

④ 科姆莫多 （Commodo Marco Aurelio , 169— 192) ，罗马皇帝 （180 —192)。 

⑤ 普布利奥•埃尔维奥.佩尔蒂纳切 （Publio Blvio Pertinace ), 罗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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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塞韦罗©、其子安托尼诺 • 卡拉卡拉③、马克里诺④、埃利奥 
加巴洛⑤、亚历山大©和马西米诺。 

首先应该注意 的是： 在别的国家里，君主只需要同贵族的野 
心、同人民的傲慢不逊进行斗争就行了，可是罗马的皇帝们却有第 
三种 困难： 必须容忍他们的军队的残暴与贪婪，而这是一件很困难 
的事情。它曾经是很多皇帝灭亡的原因，因为要同时满足军队和 
人民这两方面是困难的。这是因为人民酷爱和平，所以总是喜爱 
温和谦逊的君主;而另一方面，军队却喜欢具有尚武精神的、残暴 
贪婪的君主。 

军队希望君主用后一种品性对待人民，使自己能够获得加倍 
的军饷，让自己的贪心和残酷性得逞。因此，那些皇帝或者由于上 
代没有遗下伟大的声誊，或者由于自己没有本领获得伟大的声誉 
足以驾御军队与人民双方，他们总是被灭亡的。而且他们当中大 
多数人，特别是那些新登帝位的人们面对这两种对立的脾气所做 
成的难局，于是自己光顾得满足军队，而对于损害人民则很少介 

(193 年），在位仅八十七日被治军杀喾。 

① 马尔科_迪迪奥 • 尤利亚诺 (Marco Didio luliano ), 193年佩尔蒂纳切被 

杀后立为罗马皇帝 > 在位六十六日被元老院所杀。 

② 塞蒂米奥 • 塞韦罗 （ L . Settimio Severn , M 6—211) ，罗马皇帝 (193— 211)。 

③ 安托尼诺 • 卡拉卡拉 （Antonino Caracalla ，188—217), 罗马皇帝 (211 — 
217)。 

④ 马尔科 • 奥佩 利奥. 马克里诺 （Marco Opelio Macrino , 164—218), 217 

年谋杀卡拉卡拉成功后，为罗马皇帝,218年被杀死。 

⑤ 埃利奥加巴洛 ( Eliogabalo ) 即瓦里奥.阿维托 • 巴西亚诺 （Vario Avito 
Ba S siano ,204 — 222)，以卑劣的怪癣出名，马克里诺被杀后，为罗马皇帝 （21 8— 222), 
222年，时十八岁，被杀死。 

⑥ 亚历山大 * 塞韦罗 （Alessandro Severo , 208—235), 罗马皇帝 (222— 235)， 
在一次军事暴动中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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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这种作法是势有不得不然的，因为君主不可能不受到某些人 
仇恨，他首先必须避免受到广大人民的 怨恨； 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 
点，那末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受到最有势力的人们的怨恨。 

所以，那些新登帝位的皇帝们因为需要特别的帮助，就依靠军 
队更甚于依靠人民。这种作法对君主是否有益处，那就要看君主 
是否知道在军队当中怎样保持自己的声威而定了。 

由于上述原因，结果马尔科、佩尔蒂纳切和亚历山大这些全是 
温和谦让的人、正义的热爱者,残暴的敌人、既人道又善良的人却 
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唯独马尔科例外。 

马尔科是生与死都很荣耀的唯一的一个人。这是因为他根据 
世袭权利继承王位，既不依靠军队也不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且后 
来，由于他具有许多美德使他受到人们尊敬。当他在世的时候，他 
•直使军队和人民各安本份，他既没有招人怨恨，亦未引起人们 
轻视。 

但是佩尔蒂纳切被选立为皇帝却是违反军队的意愿的。那些 
军队在先皇科姆莫多皇帝时代就过惯了放纵的生活。现在佩尔蒂 
纳切想要约束他们老老实实地生活，他们就受不了，于是怨恨由此 
而生。加之由于佩尔蒂纳切垂垂老矣，为人所轻视，因此当他执政 
之始就被消灭掉了。 

在这里必须 注意: 善行如同恶行一样可以招致憎恨。所以，正 
如我上面说过的，一位君主为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往往被迫做不好 
的事情•，因为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 
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 
使他们髙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聛胃。从而善行将与你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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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亚历山 大吧！ 这是一位非常备良的人，在 
他受到赞扬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 就是: 在他统治的十四年中，不 
曾有一个人未经审判而被他处死。然而，由于他被人们认为懦弱 
无能，是一个听任自己的母亲支配的人，于是，他为人所轻视，军队 


谋反了并且把他杀死了。 

现在，谈谈同他们相反的科姆莫多、塞韦罗、安托尼奥 • 卡拉 
卡拉、马西米诺等人的性格。你会发觉，他们全是最残酷、最贪婪的 
人物。为着使军人得到满足，他们不惜给予人民以任何的危害。而 
所有这些人都落得了可悲的下场，只有塞韦罗除外，因为塞韦罗非 
常能干，他虽然 ffi 迫人民，可是能够使军队对自己一直很好，因此, 
他始终是称心如意地统治着。因为他的才能使他在军队和人民的 
眼中都显得十分神奇，人民对他惊讶恐惧，军队则尊敬他，对他感 
到满足。因为，作为一个新君主而论，他的行动是伟大非凡的，我 
想扼要地说明他是怎样善于运用狐狸与狮子的性格，正如我在上 
面说过的，而这两者都是君主必须效法的。 

塞韦罗因为知道尤利亚诺皇帝怠惰昏庸，便说服他所统帅的 
驻在斯基亚沃尼亚①的军队，要它相信进军罗马替那个被罗马禁 
卫军杀害的佩尔蒂纳切复仇是正当的。在这个幌子之下，他没有 
泄露出自己对帝位觊觎之心，就向罗马进军。在人们还不知道他 
已经出发的时候，他已经到达意大利。塞韦罗一到罗马，元老院就 
害怕了，便把他选为皇帝，并且把尤利亚诺杀掉了。 

塞韦罗想要成为整个帝国的主宰，在这之后，他还有两项困 


® 斯棊亚迗尼瓿 ( Stiavonia ) ，地在今日南斯拉夫斯洛文尼®附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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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其一在亚洲，亚洲军队的统帅尼格罗①已在那里自己 称帝; 其 
二在西方，有个阿尔皮诺®在那里，正在执政，也觊觎帝国。 

塞韦罗认为，如果暴露自己，同时与两者为敌是危险的，于是 
决心袭击尼格罗，而对阿尔皮诺则进行欺骟。他给阿尔皮诺写信 
说，他被元老院选为皇帝，愿意同阿尔皮诺共同享受这个尊荣，所 
以赠送后者以恺撒的称号，并且由元老院决定，加封后者作为他的 
同袍。对于这些事情，阿尔皮诺竟信以为真。可是，在塞韦罗打败 
并杀死了尼格罗，并且解决了东方事件之后，他回到罗马，就向元 
老院申诉说，阿尔皮诺忘记了从他那里获得的恩惠，正在使用阴谋 
诡计企图杀害他，因此，他必须对阿尔皮诺的忘恩负义加以惩罚。 
其后，塞韦罗在法国找到了阿尔皮诺，于是把阿尔皮诺的政权和生 
命一并剥夺了。 

现在谁要是仔细研究塞韦罗的行为的话，就会察觉塞韦罗既 
是一头最凶猛的獅子又是一只极狡猾的狐狸，并且还会发觉他受 
到每个人的敬畏，同时军人并不憎恨他。他作为一个新人物，却能 
够很好地保持这个帝国，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享有的最髙的 
声誉，使他能够始终抵消人民由于他的掠夺行为可能产生的憎恨。 

但是他的儿子安托尼诺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物，他在人 
民的眼中是可敬爱的，在军人方面是受欢迎的。这是因为他是一 
个尚武的人，最能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瞧不起一切珍馐美味和任何 
其他奢侈品，这一点使他贏得全体军人的爱戴。可是，他的凶暴残 
忍却是前所未闻的，他杀人无数，其后又杀害罗马大部分居民和亚 

①尼格罗 (Pascennio Nigro ), 194年称帝，195年被士兵所杀 a 

这） R 尔皮诺 (Pecip CJodip Settimio Albino), 年称帝， J97 年捸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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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山大里亚的全部居民。这件事使全世界都痛恨他，而且在他左 
右的人们对他也感到恐惧，以致他后来被自己军队中的一个“百人 
队” ( Centurione ) 队长杀死了。 

在这里必须 注意: 象这一类的死亡，是他人下定决心蓄意造成 
的，任何人只要不怕死都能够加害于君主，因此君主不能避免这种 
死亡。但是君主可以用不着太害怕这种死亡，因为这样死去毕竟 
是极罕见的。他只需要留意不要严重地损害服侍他的人或者在他 
左右为国家辛劳的那些人，不要如同安托尼诺之所为——安托尼 
诺把一个“百人队”队长的兄弟凌辱备致地杀死了，以后每日还对 
这个“百人队”队长加以威胁，但是安托尼诺仍然继续让他担任自 
己的禁卫队长。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是一种冒失的作法，而且招 
致自身殒灭。 

但是，让我们谈谈科姆莫多吧，因为他是以马尔科的太子身份 
根据继承权而拿有帝位的，他只要踏着他父亲的足迹前进，使人民 
和士兵满意 ，他 就能够容易不过地保有这个帝国。可是，由于他秉 
性残忍和野蛮，为了自己能够鱼囱人民，他要买好军人，让他们放 
纵 不羁; 另一方面，他没有保持自己的尊严，常常走到竞技场同搏 
斗者格斗，并且做出其他卑鄙的1同皇帝的尊严极不相称的事情， 
因此，他受到士兵轻视。由于一方面憎恨他，而另一方面蔑视他， 
于是人们合谋反对他，并且终于把他杀害了。 

现在，还要谈的是马西米诺的性格。 

马西米诺是一个非常好战的人物。正如我已经谈过的，军队 
由于亚历山大皇帝优柔怯懦而感到不耐烦，于是把亚历山大皇帝 
杀死而选举马两米诺为帝。可是马西米诺却不能长时期地保持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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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这是因为他有两件事情使他为人所恨，为人所轻。第一件是出 
身 卑贱； 他曾经在特拉恰 （ Tracia ) 牧羊（此事是众所周知的，并 
觅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非常不体面的）;另一件是，他在继承统 
治权的时候，并不立即去罗马占有帝位，却叫他的行政官，在罗马 
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干了许多极残酷的事情，从而使自己落得 
了一个非常残酷之名。 

这样一来，全世界对他的出身卑贱抱有轻蔑之感，并且由于害 
怕他的残暴而产生憎恶之情，于是非洲首先造反了，其后是罗马的 
元老院和全罗马的人民以及整个意大利都合谋反对 j 他了。甚至连 
他自己的军队也加入谋反了。因为他的军队包围阿奎莱亚 ( A q uile - 
ia ), 荽夺取它而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对于他的残酷感到恼恨，同时 
因为发现他的仇敌是如此之多，也就不太害怕他，于是把他杀死了。 

至于埃利奥加巴洛、马克里诺、尤里亚诺等人，我就不打算议 
论了，因为他们都是十足可鄙的，所以很快就给消灭了。但是我想 
就上面的论述总结一下。 我 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君主们要使自 
己政府的军队特别满意,其困难比往时减少了，因为尽管他们必须 
对那些军队给以某些照顾，可是如有任何困难很快就获得解决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君主都没有一支军队象罗马帝国的军队 
那样，同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一道根深蒂固。如果说，在罗马帝国 
时代，满足军人比满足人民更有必要，那末现在所有的君主，除了 
土耳其皇帝和 苏丹① 之外，满足人民倒是比满足军人更有必要，因 
为现在人民比军人更有力量了。 

我所以把土耳其皇帝除外，这是因为他身边经常拥有一万二 


①指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埃及的苏丹。1517年埃及王国合并于土耳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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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步兵和一万五千名骑兵，土耳其王国的安全和力量就是依靠 
他们。因此君主必须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而把其他一切事情放在 
后头。苏丹统治的王国①也是同样的。这个王国完全在军人的手 
中。因此，苏丹也不管人民怎样，必须同军人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必 
须 注意: 苏丹国家同其他一切君主国都不相似。它类似天主教的教 
皇制，既不能称作世袭君主国，亦不能称作新的君主国；因为以前 
的君主的子孙并不是作为他的继承人，依继承权统治的，王位继承 
人是由享有待权的人们选举出来的人。这是一个古老的愤例，因为 
这个君主国并没有新建立的君主国所遭遇的任何一种困难，所以 
不能被称为新的君主国。虽然君主是新的，可是这个国家的秩序却 
是旧的，而且它安排迎接当选的君主，仿佛他就是世袭君主似的。 

现在回到我们的本题吧。我想，任何人只要考虑以上论述就 
会了解 到:上 述的皇帝们灭亡的原因或者是仇恨，或者是轻蔑；并 
且还会认识 到：在 那些皇帝当中若干人是这样子行动，若干人的行 
动则与之相反，但是在每一类行动中，只有一个人获得幸福的结 
果，而其余的人则不幸以终。 因为对 于同是新君主的佩尔蒂纳切 
和亚历山大说来，想要模仿那个根据继承权世袭王位的马尔科，不 
但徒劳无益而且是要吃亏的。同样地，对于卡拉卡拉、科姆莫多、 
马西米诺说来，想要模仿塞韦罗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 
足够的能力使自己能够追踪塞韦罗。 


①此处所称苏丹统治的王国指埃及 王国。 它完全 在著名的骑兵 A( mam maIu * 
cehi ) 控制之下。 





第二十章堡垒以及君主们每日 
做的其他许多事情是 
有益的还是无益的 

某些君主为着牢靠地统治国家，就解除了他们的属民的 武装; 
另一些君主将所属的各个城市 分裂； 又一些君主则树敌反对他们 
自己；又一些君主则努力把他们开始统治时怀疑过的人们争取过 
来； 又一些君主则兴建堡垒，而有些君主则破坏并摧毁堡垒。虽 
然，对于这一切事情要做出确定性的判断，除非掌捏了某些采取过 
某种类似决定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否则是办不到的,但是我想在这 
个问題本身所允许的范围内一般地谈一谈。 

从来没有一个新君主解除了他的属民的 武装; 与此相反，当他 
察觉他的属民没有武装的时候，他总是把他们武装起来；因为如果 
把他们武装起来，那些武力就变成你的武力，你过去怀疑的那些人 
们现在就变得忠诚了，而那些原来就是忠诚的人现在就保持忠贞 
不渝，并且由属民变成你的拥戴者了。而且，由于你不可能把所 
有的属民都武装起来，因此当你把一些人武装起来，从而使他们感 
到蒙恩受惠的时候，你对于其他的人们就能够更安全地对付了，因 
为前者由此认识到这种待遇的差别，使他们对你更加感到有报恩 
之责;而其他的人们会谅解你，因为他们断定，那些冒着更大危险1 



负有更大责任的人们，获得更大的奖赏是必要的。但是当你把他 
们解除武装的时候，你就开始得罪他们了；并且表明或者由于胆 
怯或者因为缺乏信义，你不信任他 们了； 这两条意见无论哪一条都 
孕育着对你的憎恨。而且因为你不能够永远没有武装，你终于不 
得不依赖于雇佣军，而他们的性质已见前述①；即使雇佣军再好不 
过，他们也不足以保卫你反抗强大的敌人和被你怀疑的属民。 

所以，正如我说过的，在一个新的国家里一位新的君主常常在 
那里整军经武。历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事例。 

但是当一位君主取得一个新的国家，如同新肢接合于他的旧 
肢体那样，那就必须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除了在你取得这个国家 
时就是拥戴你的人在外；而且即使后者，也必须看时间和机会，使 
他们变得柔弱和 软化; 并且必须进行安排，使得这个国家的全部武 
器都掌握在你的旧国家里靠拢你生活的你自己的士兵手中。 

我们的祖先和那些被认为明智的人们常说，保有皮斯托亚必 
须利用党派之争，而保有皮萨却必须用城堡②。他们抱着这个想 
法，在他们所属的某些城市煽起纷争，以便易于保有它们。意大利 
过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均衡状态，在那种日子里，这当然是作得对 
的。但是我不相信这可以作为今日的一条箴规，因为我不相信这 
种分裂会有什么 好处; 恰恰相反，当敌人迫近的时候，那些内部分 
裂的城市就会立即丧失了，因为较弱的一派总是投靠外国的军队， 


① 见第2章。 

② 皮期托亚这个域市十多年分成两派即潘恰蒂奇派和坎切列里派，由干两派纷 
争頻繁，导致流血、焚烧房屋、掠夺財产以及各种敌对行动。其后佛罗伦萨人把两派的 
一些头头除掉或监禁，皮斯托亚才安定下来。因此马基雅维里认为，这两种政策都是 
没有珀的。参看《李维史论》第 3 卷第 2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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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余的部分就站不住脚了。 

我认为，威尼斯人基于前述的理由，在他们那些附庸城市中培 
植格尔夫和吉伯林两派®;虽然不让这些派别达到流血的地步，可 
是威尼斯人却在他们当中制造分歧，使那些市民们纠缠在自己的 
纠纷中，而不会团结一致反对威尼斯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见 
的，这样做后来的结果并不是对他们有利的，因为当威尼斯人在维 
拉战败之后，这些城市的属民当中的一部分人立即鼓起勇气，从威 
尼斯人手中夺取了整个国家。所以，这样一种方法表明君主的力 
量是薄弱的，因为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国里，绝不允许这样的分 
裂，这只是在和平时期有用，借此可以比较容易地驾驭 属民； 但是 
当战争到来的时候，这样的政策就表明是谬误的。 

毫无疑问，当君主克服种种困难和对他的反抗时，他就变成伟 
大人物。特别是当幸运之神要使一位新君主成为伟大人物的时 
候，他比一位世袭君主更加需要获得盛名，幸运之神就给他树立敌 
人，并且使他们从事反对他的战争，以便使他可以有理由战胜他 
们，并且凭借他的敌人给他的梯子步步高升。因此许多人认为 ，一 
个英明的君主一有机会，就应该诡谲地树立某些仇敌，以便把它制 
服，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伟大。 

君主们，特别是新君主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他们国家肇始的时 
候，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们比在开始时他们信赖的人们更加忠诚，更 


①格尔夫 ( Guelfe ) 和吉伯林 ( Ghibelline )， 这是第十二至第十五世纪意大利两 
大对立的政治派别。格尔夫党一般支持教会，此派以佛罗伦萨、波洛尼亚和米兰为代 
表;吉伯林派与前者对立，在意大利北部(包括皮萨、韦罗纳等地），支持神圣罗马帝国 
的皇帝^最后，其斗争抡落成为单啤的宗派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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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有用。潘多尔福•佩特鲁奇这位西耶纳的君主①治国，使用他 
过去怀疑的人比使用别的人来得多。但是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够概 
而言之，因为这件事情按照具体情况而异。我要说的只是，那些在 
一个国家肇始的时候是敌对的人们，如果他们是需要获得君主的 
支持以保持其地位的人们，新君主往往很容易赢得 他们; 而且由于 
他们明白自己必须用行动来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对他们的坏印 
象，他们更加不得不竭志尽忠侍奉君主。因此，君主从他们那里得 
到的利益，常常比从另一些人那里得来的多，因为后一种人抱着过 
分的安全感侍奉君主，从而对君主的事情掉以轻心。 

再说，由于这个问题的要求，对于那些依靠本地人的赞助而哀 
得新国家的君主，我不能不提醒他要很好地考虑是什么原因促使 
那些赞助他的人这样 做的; 如果这不是由于对君主的自然的情感， 
而只是由于他们对前政府不满意，那么新君主要很辛苦而且十分 
困难才能使他们继续成为自己的朋友，因为要满足他们是不可能 
的。如果借鉴古代和近代的事例，仔细考虑这件事的原因，他就可 
以看出，要贏得那些对前政府感到满足因此成为自己的敌人的人 
们作为朋友，比那些由于对前政府不满因此成为自己的朋友并赞 
助自己去征服它的人们是远为容易的！ 

为了更稳固地保有国家，君主们建筑堡垒，作为对付那些企 
图反对自己的人们的缰绳和马勒，并且作为对付突然失宠的安全 
避难所，这已经成为习惯了。我赞赏这个方法，因为是自古以来 
就通用的。然而在我们时代里，已经看到梅塞尔•尼科洛•维泰 

①潘多尔福•佩特鲁奇 (Pandolfo Petmcci：) 杀其继父，于1跑?年碑为西耶纳 
的统治者,1503年被躯遂，其后由于法国国王的支持苒度执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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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破坏了卡斯特洛市的两个堡垒以便保住那个国家①。乌尔比诺 
公爵圭多•乌巴尔多②回到他过去被切萨雷 • 博尔贾逐出的领 
地，他把该城的所有堡垒夷为 平地； 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堡垒，他 
再度丧失他的国家就更加困难了。而且，本蒂沃利奥回到波洛尼 
亚的时候 @ 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 ， 

因此，堡垒是否有益，要根据情势，在一种情况下对你是有利 
的，那末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对你只是有害的。 

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 样说： 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 
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 堡垒； 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 
就应当抛弃堡垒。法朗契斯科 •斯福 尔扎所建筑的米兰的堡垒， 
已经给并且将来还要给他的家族带来损害，更甚于该国的其他一 
切混乱。所以，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为即 
使你拥有堡垒，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都保护不了你，罔为当 
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时候，外人就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在 
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看到城垒不曾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只 
有富尔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罗拉莫伯爵④死后的情况例外，因 
为她使自己能够避免来自民间的冲击，等待来自米兰的援助，重新 

①梅塞尔 • 尼科洛_维泰利 （Messer Niccold Vitelli) ,保罗和维泰洛佐的父 
亲，雇佣军队长，由于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1482年收复了卡斯特洛市 (Cittd di 
CVw 纪 /fe)， 任该市的统治者。死于1486年。 

@圭多•乌巴尔多 （Guido .Ubaldo，1472— 1508? ， 乌尔比诺公爵 (duca di 
Urbino)， 1502年收复了乌尔比诺。1508年死亡。 

③ 本蒂沃利奥 (Bentivoglio) 于1506年被尤利奧二世所驱逐，干1511年童新快 
复了统治权。 

④ 富尔利伯爵夫人 (contessa di Furli, 即 Caterina Sforza) ，当她的丈夫富尔利 
伯爵季罗拉莫 (Girolamo Riario) 在 I 488 年被喑牵后， 蝌 得奔宵尔利呤扠方，真锊 
1500年该戒被切萨 * • 博尔铒占 蜩时为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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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她的国家，而且当时那里的情况是外国人不可能帮助她的人 
So 但是，后来当切萨雷•博尔贾出击她，反对她的人民同外国人 
联合起来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堡垒无能为力。因此，在当时和在 
以前的情况一样，对她说来，拥有堡垒不如不受人民憎恨来得更 
安全。 

考虑了所有这一切事情，我称赞建筑堡垒的君主，也称赞不建 
筑城堡的 君主； 我非难那种依赖堡垒而认为来自人民的仇恨无足 
轻重的君主。 



第二十一章君主为了受人 
尊敬应当怎样为人@ 


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伟大的事业和作出卓越的范例，能 
够使君主嬴得人们更大的尊敬。在我们的时代里，阿拉冈国王费 
尔迪南多 © ，即当今的西班牙国王，就是一个例子。他由于自己的 
盛名与光荣，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为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 
的国王，因此他几乎可以称作一位新君主。如果注意观察他的行 
动，将会看到它们全部都是最伟大的，而且其中有些是卓越非凡 
的。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他进攻格拉纳达;这项事业就奠定了他 
的国家的基础。一开始，他从容不迫地行事，并且毫不害怕遭到任 
何阻碍。他使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们的精神灌注在这件事业上面, 
只考虑那场战争而不考虑革新的事情。与此同时，他嬴得盛名和 
驾驭贵族的统治杈，而他们还没有察觉。他依靠教会和人民的金 
钱得以维持他的军队，并且在长期的战争中，给他的武装力量奠定 


① 原應拉丁文： “Ouod principem deceat ut egregius habeatur**, Casella 

等几个意文本均译作“ . 号了考 A 咢® . w ( M ( .. perch 6 sia stimato ...”)， 但有的金 

文本译作 “ . 要赢得声番 . ” (“per acquistarsi reputazioiie ”)。 

② 费尔迪南多〔二 ir〕(Ferdinando di Aragona, 1452—1516) ,西班牙王国的 
创建者。原为阿拉闵的国王，后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 （Isabella diCastiglia) 结 
婚，又成为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在意大利，他占有半岛的南部全部和西西里岛。经 
过十年战争 t 格拉纳达于1492年被费尔迪南多征眼，于是全部统一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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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而这支武装力量一直给他带来了荣誉。除此之外，为了更 
好地实现更伟大的计划，他常常利用宗教作为借口，他乞灵于宗教 
上的残酷，把马拉尼人 ® 从他的王国驱逐出去并且把他们掠夺一 
空。在世界上再找不到比这个事例更悲惨和罕见的了。他披着同 
样的宗教外衣进攻非洲，然后征伐意大利，最终进攻法国这样， 
他经常地完成了一件大事又安排着另一件大事，通过这些大事使 
他的臣民的心神始终忐忑不安同时惊叹不已，注意着这些事情的 
结果。而他的这些行动都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在这一行动和 
另一行动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使人们不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反对 
他的活动。 

再说 ，一 位君主，如果类似关 于米兰 的贝尔纳博③的传说那样 
作，当遇到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作出不寻常的事情——无论是好 
事或者坏事，他就抓紧机会在内政管理方面作出罕见的范例，选择 
人们必定大谈特谈的关于给以奖励或惩罚的方法。这对于君主是 
大有帮助的。而最重要的是，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的行动去贏得 

①对樓斯林和改信基督教的西班牙的希伯来人，称为马拉尼人 （Marrani)， 这 
是带有侮辱性的外号。他们在1501—150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以后并多次被赶逐，对 
西班牙王国的繁荣造成严重的损害。 

@在对北非的远征中，1509年费尔迪南多曾占领其沿岸；如前所述，他为了同 
法国路易十二瓜分那波利王国而入揆意大利。后又重新转向非洲以取得伦巴底<1501 
-1504; 1511—1512)。 

③ 贝尔纳博 (messer Bernabd V iscounti , 1354—1385)，米兰公爵。此人以残 
暴和行为怪异出名，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和敏锐性也是突出的。据故事家讲，贝尔纳博 
奇行甚多。例如，公爵曾遇见乡人掘墓》问之，据告，因旅行者已死，无遗产， 教 父及教 
堂捆墓人以不获报酬拒不处理遗体。公爵即传讯，二人 声称: “本人应取得所值。”公爵 
即说: “谁人能付汝所值？死者无钱何能付汝所值二人答道: “不 论何人付给，吾人应 
得所值 r 于是公爵说，我付给你们，你们所值即死亡。该死者在何处，即取来，埋于墓 
中 i 捕教 父投诸墓内。掘墓人何在 r 投诸墓 中》 掩埋之<>”于是公爵使教父及掘墓人与 
死者同葬后，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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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人物与才智非凡的声誉。 

当一位君主是一个人的真正朋友或者是一个人的真正敌人 
时，就是说，如果他公开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赞助某方而反对另一 
方的话，这位君主也会受到尊重。他采取这种方法总是比保持中 
立更有用处。因为如果你的两个强大的邻国相打起来的话，情况必 
定是 这样: 它们当中一国战胜的时候，你必须害怕这个战胜国，或 
者你不用害怕它。在这两种情况之中，无论将来出现哪一种情况， 
你公开表态并且勇猛地参战总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在前一种 
情况之下，你不公开表态，你将来总要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而使 
那个战败者因而感到高兴和满意，而且你还提不出任何理由和任 
何事情为你辩护，或者使人庇护你，因为胜利者不需要在处于逆境 
时不援助自己的可疑的朋友;那个失败者也不会庇护你，因为你过 
去不愿拿起武器同他共命运。 

安蒂奥科应埃托利亚的召唤，为了驱逐罗马人进入希腊①，他 
派遣使节们到罗马人的朋友——阿凯亚人那里，鼓励他们保持中 
立。而另一方面，罗马人却劝说阿凯亚人为他们拿起武器。这件 
事情就提到阿凯亚的会议上进行审议，安蒂奥科的使者在那里劝 
说他们保持中立;对此罗马的使者回答说：“这些人所说的要你们 
不介入战争，这同你们的利益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没有友谊，没 
有尊重，你们将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 。”② 

① 事在公元前192年，参看第3章。 

② 此处见李维著《罗马史》第35卷第48节。原文拉 丁文 ： "Quod autem 
isti dicunt non interponendi vos bello,nihil magis alienuin rebus vestris est ； 
sine gratia , sine dignitate > premium vie tor is eritis ” （原著与马基雅维里引语略 
有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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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总是 这样： 他如果不是你的朋友，就要求你采取 中立； 而 
他如果是你的朋友，则要求你拿起武器公开表态。但是优柔寡断 
的君主，为了避免当前的危难，常常采取中立的道路，而且常常因 
此被人灭了。但是，当君主明确地表态赞助一方时，如果和你联合 
的一方获胜的话，虽然胜利者是强有力的，你要听他支配，但是他 
对你仍然负有一种义务，他已经同你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且人们 
也绝不会这样地不要脸，作为忘恩负义的例子压迫你。再说，胜利 
从来不会那样彻底以致胜利者不需要有某些考虑，特別是对于正 
义的考虑。即使你支持的一方失败了，你仍然会受到他的忆念，在 
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会帮助你，你变成可能东山再起的命运的 
伴侣。 

在第二种情况下，亦即是当你对于现在交战的双方无论哪一 
方获胜都不害怕的时候，你就必须更加审慎考虑你支持哪一方，因 
为你在利用他方的帮助把一方覆灭，——而他方假若是明智的话， 
是一定会拯救后者的。如果他得胜了，他就得听你的 决定; 而在你 
的帮助下，他是不可能不胜利的。 

在这里必须着重 指出： 一个君主应当注意，绝不要为了进攻别 
国而同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盟，除非有此必要，迫不得已，正 
如上面说的。因为即使你获胜，你仍然成为强国的俘虏。然而君 
主们应当尽力避免处于听从他人随意决定的境地。威尼斯人同法 

国人联盟反对米兰公爵——他们本来可以避免结成这种联盟- 

结果使他们自己毁灭了。但是当君主不能够避免结成联盟的时 
候，就象教皇和西班牙出兵攻击伦巴底时佛罗伦萨人的情况，那 
么，由于上述的理由，他就必须联合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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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认为自己总是能够选择一条万全的途 
径。相反，它倒是应当预料自己只能采取完全可疑的途径，因为事 
情通 常是: 人们在避免一种不利的同时，难免遭到另一种不利。但 
是，谨慎在于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作为 
最佳的途径。 

一位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引用有才艺的 
人们，对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此外，他必须激励他的 
公民在商业、农业以及其他一切职业上，能够安心地从事他们的业 
务，使得张三不致因为害怕他的财产被拿走而不愿意有所增益，使 
得李四不致因为害怕陚税而不愿开办一项行业。相反，君主对于 
愿意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以及试图以任何方法发展他的城市或国 
家的人都应该提供奖励。 

除此之外，应当在每年适当的时日，使人民欢度节日和赛会。 
同时，由于每个城市都分为各种行会或者部族集团®，因此君主 
必须重视这些社会集团，有时会见他们，自己做出谦虚有礼和宽厚 
博济的范例，但是总是保持着他的至尊地位的威严，因为这一点在 
任何事情上都是不允许削弱的。 


①各种行会和部族集团「仞讲力‘ 0仞 o ■仿 (/入 前者指手工艺、商 业、 贸易等依宣 
餐结成的行业组织；后者則指依血统和婚姻关系结成的部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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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大臣，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的 事情; 他们是否良 
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人们对于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个印 
象，就是通过对他左右的人们的观察得来的，如果左右的人们是有 
能力的而且是忠诚的，他就常常能够被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他已 
经知道怎样认识他们的能力并且使他们忠贞不渝。但是如果他们 
不是这样的人，人们就往往会对他作出不好的判断,因为他所犯的 
第一个错误就是出在此项选择上。 

凡是知道安托尼奧•达 • 韦纳弗罗①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 
福 • 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 
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 三类： 一类是靠 
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 
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 
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 
的： 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 
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 
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 
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 


①安托尼奥•达 • 韦纳弗罗 （Messer Antonio da Venafro ) 最优秀的法学家, 
是潘多尔福 • 佩特鲁奇的干练而可靠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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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位君主怎样能够识别一位大臣，这里有一条历试不爽 
的 方法： 如果你察觉该大臣想着自己甚于想及你，并且在他的一切 
行动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那末这样一个人就绝不是一个好的大 
臣，你绝不能信 赖他; 因为国家操在他的手中，他就不应该想着他 
自己，而应该只想着君主，并且决不想及同君主无关的事情。另一 
方面，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不渝，君主必须常常想着大臣，尊敬他， 
使他富贵，使他感恩戴德，让他分享荣誉，分担职责;使得他知道如 
果没有自己，他就站不住，而且他已有许多荣誉使他更无所求，他 
已有许多财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而且他已负重任使他害怕更迭。 
因此，当大臣们以及君主和大臣们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 
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对此对 
彼都总是有损的。 


第二十三章应该怎样避开谄媚者 

我不想略去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君主如果不是十 
分审慎或者不是很好地选择，他们就很难保护自己不犯错误。这 
就是来自谄媚者的危险，这种人充满朝廷。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事 
情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他们难以防御这种 
瘟疫；而且如果他们想防御的话，他们就要冒着被人轻视的危险。 
因为一个人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 
得罪你，此外没有别的 办法; 但是，当大家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 
对你的尊敬就减少了。 

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 
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 
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 
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 
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 
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 
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 
决不改变。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 
由于主张多变导致变革频繁，其结果是，他不受人敬重。 

关于这个问題，我想引述当代的一个例子。当今的皇帝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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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利阿诺®的宠臣卢卡神父@谈及皇帝陛下时说，皇帝从不谘询任 
何人的意见，而 A 又从来未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这是由于他 
采取了同上述的相反的方法。因为这位皇帝是一位好守秘密的 
人，他既不把自己的计划通知任何人，亦不听取关于这些计划的任 
何意见。但是当他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它们就幵始为人 
们知悉和发现，并幵始受到他周围的人们反对。于是他很轻易地 
就改弦易辙。结果，他今日所做的事情，到了第二天就推翻了；谁 
也不理解他想的是什么或者打算做什么事情，并且不能够信赖他 


的决定。 

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 
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另一方面，对于他不征询意见的 
任何事情，他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但是，他必须 
是一位经常不断的征询意见者，而且关于他征询意见的一切事情， 
他必须是一位耐心倾听真话的龄听者。如果他了解 S 任何人不论 
出于任何原因，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应该赫然震怒。因为许多人认 
为任何贏得英明之誉的君主，其所以致此，不是由于他的本质，而 
是由于他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毫无疑问，那是误解了。因为这 
里有一条从来颠扑不破的一般法则：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 
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除非碰运气，他把自己寄托在 
某一个人身上，完全由后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个极为英明的 
人。在这种场合，君主可能过得很好，然而日子长不了，因为那个 

① 马西米利阿诺 （ Maximiliano ，1459—1519), 1486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 
帝，但从未加冕^ 

② 卢卡神父 (Prete Luca Rinaldi) 是马西米利阿诺的大使，1507年马基雅维里 
出使时直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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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者在短促的时间内会把他的国家篡夺过来。但是，当所賂询 
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够获得统一的 
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些顾问每个人都想着 
他自己的利益，而君主却不能矫正或者洞察他们。情况不可能是 
两样的，因为除非某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对你忠诚外，他们总是变 
成邪恶的。 

因此必须得出这样的 结论： 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 
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 

中古 

必、口 0 




第二十四章意大利的君主们为 
什么丧失了他们的国家 

上述各项事情，如果能够审慎地遵守，就能够使一位新君主宛 
如旧君主一样；并且立即使他在国家里比立国久远的君主更加安 
全、更加坚强。因为人们对于新君主的行动，比对世袭的君主更加 
密切注意;而且如果这些行动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它们比古老的家 
族更有力地贏得人们，更紧密地把人们维系在自己身边。因为当 
前的事物比过去的事物更加吸引人们;如果他们感觉现在好，他们 
就心满意足而更无它求；只要新君主在其他事情上没有什么缺陷， 
人们将会竭尽全力保卫他。这样，由于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君主国， 
并且以好的法律1好的武器、好的盟友和好的榜样，使这个国家繁 
荣昌盛和强大起来，他就会获得加倍的光荣。反之，一个依世袭当 
君主的人，如果由于不审慎而丧失他的君主国，他就会遭受加倍的 
羞辱。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在意大利丧失了他们的国家 
的那些统治者，象那波利国王、米兰公爵 ® 以及其他的人们，我们 
在他们身上首先发现，由于上面已经详述的原因②，他们的军队都 

~^ i 波利国王是指阿拉冈的费尔迪南多（见第！章)。米兰公爵是指鲁多维科* 
莫罗（见第3章)。 

②见第12、13、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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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共同的 缺点； 其次，我们看到，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者是被人 
民敌视，或者是，尽管人民对他们友善，他们却不知道怎样使自己 
免于贵族为患。君主们如果没有这些缺点，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力 
量能够保持一支作战的军队，他们就不会丧失他们的国家。 

马其顿的菲利普①，不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而是被蒂托 • 昆托 
(Tito Quinto ) 所战败的那一个人，如果同攻击他的罗马人和希腊 
人的强大相比，并不曾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他是一个勇武的 
人，他知道怎样结好于人民，怎样防止贵族为患。因此他对他们的 
战争维持了多年，尽管最后他失去了某些城市的统治权，但是他仍 
然保有他的王国。 

因此我们的这些君主们，如果曾经享有王国多年而后来丧失 
了国家的话，他们不应咒骂命运而应该咒骂自己庸碌无能。在气 
候好的时候从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变化（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不想到 
暴风雨，这是人们的共同的短处），到了有朝一日恶劣的气候来临 
的时候，他们就只想到逃跑而不是考虑自己怎样进行防卫。他们 
希望人民在惨遭征服者凌辱之余，召唤他们回来。如果再没有别 
的法子，这个主意也是好的。但是寄希望于此而忽视其他补救之 
道，这就糟透了，因为，任何人决不应该因为相信有人日后会使他 
复位，而自甘倒台。再说，那种情况或者是不会出现，或者是即使 
出现，它并不给你带来安全，因为这是一种懦夫的防卫之道，而不 
是依靠你自己。而只有依靠你自己和你自己的能力来保卫，才是 
可靠的、有把握的和持久的。 

① 马其顿的菲利普 (Filippo Macedone ) ,是指菲利普 五世。 他在公元前三世 
纪初和二世纪末曾两次同罗马人作战多年，终于在公元前197年被战败。 



第二十五章命运在人世事务 
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样对抗 

我不是不知道，有许多人向来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世界 
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以至人们运用智虑亦不能加以 
改变，并且丝毫不能加以 补救; 因此他们断定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 
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这种意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就 
更觉得可信，因为过去已经看到而且现在每天看到世事的重大变 
幻远在每个人的预料之外。 

考虑到这种变幻，有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他们的这种意 
见。但是，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为，正确的是 :命运 
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 
们支配。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 
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 
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抗拒它。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 
能因此得出结 论说： 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 
做好防备，使将来水涨的时候，顺河道宣泄，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 
泛滥成灾。 

对于命运，情况正复相同。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 
运的时候，命运就显出它的威力，它知道哪里还没有修筑水渠或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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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用来控制它，它就在那里作威作福。如果你考虑意大利——它 
是这些变动的所在地，并且推动了这些变动~^你就会看到它是 
一个既没有水渠也没有任何堤坝的平原。如果意大利象德国、西 
班牙和法国那样，过去有适当的力量加以保护，这种洪水就不会产 
生象今日那样巨大的变动或者压根儿不会出现。关于一般地谈谈 
抵抗命运的问題，我想这就够了。 

但是，我想还专门谈谈特殊方面。我要指出，我们看见某个君 
主今日幸福不过，明日却垮台，而役有看见他在性质上或者其他特 
性上有什么改变。我认为，其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我在上面已经 
长篇地讨论过的那些原因①，这就是说，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 
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我还认为，一位君主 
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 
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因为，人们在实现自己所追求 
的目的，即荣耀与财富而从事的事业上，有不同的方法：有的谨慎 
小心，有的急躁鲁莽，有的依靠暴力，有的依靠技巧，有的依靠忍 
耐，有的与此 相反; 而每一个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达到各自的目 
的。人们还可以看到两个都是谨慎小心的人，其一实现了他的目 
的，而另一个则否；同样地，两个具有不同脾气的人，其一谨慎，另 
一个急躁，都一样成功了。其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作法是否符合 
时代的特性。由于我已经讲到的原因，结果，两个人虽然行动不 
同，却取得同样的效果;而另外两个人行动相同，一个达到目的，而 
另一个却失败了。 

盛衰的变化亦由于这个 原因: 如果一个人采取谨慎、耐心的方 

①例如第7章、第24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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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行动，时间与事态的发展情况说明他的行动是合适的，那末他就 
获得 成功； 但是如果时间与事态变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改 
变他的作法。没有一个人如此谨慎小心地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 
况，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离开天性驱使他走的路子，还因为他走一条 
路子亨通已久，他就不能说服自己离开这条路子。因此一个谨慎 
的人，到了需要采取迅猛行动的时候，他不知所措，结果他就毁灭 
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随着时间和事态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性 
格，那末命运是决不会改变的。 

教皇朱里奥二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迅猛；他觉察时代 
和事态同他的作法是那么协调，所以他总是获得成功。请看看在 
焦万尼•本蒂沃利奥还活着的时候，教皇对波伦尼亚进行的第一次 
出征。当时威尼斯人是不赞成这件事的，西班牙国王也不赞同，朱 
里奧就同法国商议这项计划。然而，由于他的刚强和迅猛的禀性， 
他亲自发动远征。这一行动弄得西班牙和威尼斯人举棋不定，呆 
若木鸡，后者是由于恐惧，而前者则是由于想要重新取得整个那波 
利王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教皇把法国国王拉过来跟着自己。 
法国国王眼看朱里奥已经行动起来，并且盼望教皇成为自己的朋 
友，以便使威尼斯人俯首贴耳，也就自己 认定： 除非公开得罪教皇， 
否则不可能不给他提供军队。于是朱里奥以迅猛的行动完成了一 
项事业，这是任何其他一个教皇以人间最髙的深谋远虑都不能成 
功地做出的。假使他象其他任何一个教皇那样行事，要等待各项条 
件都确定下来，一切事情都安排好，才能够离开罗马，他就绝不会 
成功了，因为法国国王会有一千条推托之词，而其他的人①对他会 

①指威尼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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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无限忧虑。关于他的其他行事就从略了，它们全部是属于这 
一类的，而且全都是很成功的。他的生命短促使他没有相反的经 
历； 因为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 
了； 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天性使他偏爱的那些方法。 

因此我得出的结 论是： 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 
地坚持自己的方 &时， 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调协，他们就成功 
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确实认为是这 样:迅 猛胜于 
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 
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 
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 
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①，但是比较凶猛， 
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 


①此处译文根据 M . Casella 和 M . Bonfantini 等校订本；伹 G . Mazzoni 
校订本作“(他们）不是小心谨懊”，与此不同。 



第二十六章奉劝将意大利 
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 

现在考虑了上面讨论过的全部事情，并且自己 思量： 意大利此 
时此刻是不是可以给一位新的君主授予荣誉的吉日良辰，是不是 
现在有某种要素给一位贤明的有能力的君主提供一个机会，让他 
采取某种方式，使自己获得荣誉，并且给本国人民带来普遍的幸 
福；我觉得许多事情合在一起都是对新君主有利的，我不知道什么 
时候比现在对君主的行动更合适。而且正如我所说过的 ® ，如果为 
了表现摩西的能力，必须使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隶，为了认识居 
鲁士精神的伟大，必须使波斯人受梅迪人压迫，为了表现提修斯的 
优秀，必须使雅典人分散流离；那么在当代，为了认识一位意大利 
豪杰的能力，就必须使意大利沉沦到它现在所处的绝境，必须比希 
伯来人受奴役更甚，必须比波斯人更受压迫，必须比雅典人更加流 
离分散，既没有首领，也没有秩序，受到打击，遭到劫掠，被分裂，被 
蹂躏 ，并 且忍受了种种破坏。 

虽然最近在某个人身上可看到一线希望，使我们认为可能是 
上帝派来赎救意大利的。可是后来在他的事业登峰造极的时候， 
他被命运抛弃了。②于是意大利仍旧缺乏生气，她等待一位人物将 

① 见第6章。 

② 当指切萨雷 •博 尔贾，参看第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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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能够医治她的创伤和制止伦巴底的劫掠以及在〔那波利〕王国和 
托斯卡纳的勒索，并且把长时期郁抑苦恼的恨事消除。我们看到 
她怎样祈求上帝派人把她从蛮族的残酷行为与侮辱中拯救出来^ 
我们还看见，只要有人举起旗帜，她就准备好并且愿意追随这支旗 
帜。现在除了在你的显赫的王室之中，她再找不到一个可以寄予 
更大希望的人了。这个王室由于它的好运和能力，受到上帝和教 
会的宠爱，现在是教会的首脑，因此可以成为救世者的领袖。如果 
你想起我在上面谈到的那些人物@的行迹与生平，这件事就不是 
很难的。而且，虽然那些人物是希世的、奇迹般的，但是他们毕竟 
是人，而且他们当中每一个人当时的机会都不如今日，因为他们的 
事业比这件事业并不更加正当些、更加容易些，上帝对他们比对你 
并不更加友好些。伟大的正义是属于我们的，因为“对于必需战争 
的人们，战争是正 义的； 当除了拿起武器以外就毫无希望的时候， 
武器是神圣的。” ® 在这里，有极其伟大的意愿，在具有伟大意愿的 
情况下，只要你的王室采取我已经作为目标推荐的那些人的方法， 
这里就不存在巨大的困难。除此之外，现在我们还看见了上帝所 
作的绝无仅有的奇迹:大海分幵了，云彩为你指出道路，巉岩涌出 
泉水，灵粮 @ 自天而降；一切事物已经为你的伟大而联合起来，而 
余下的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去做。上帝不包办一切，这样就不致于 
把我们的自由意志和应该属干我们的一部分光荣夺去。 


① 指摩西、居鲁士、提修斯。 

② 见 李维： 《罗马史》,第九卷，第】、〗0节，原文拉丁文 ： “iustumenim est 
heli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 0 ” 

③ 灵粮 ( manna )， 旧约圣经》称 ，以 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所食神賜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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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从来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我们 
希望你的显赫王室可能做的事情，如果在意大利的多次革命和许 
多战役中，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似乎总是被消灭了，这并不是什么怪 
事，因为它的旧制度不好，而且从来没有人懂得怎样制定新制度。 
因此，要使一个新近当权的人熊够获得巨大的荣誉，莫过于由他创 
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这些东西如果有良好的根据，而且本身 
有其伟大的地方，它们就使他贏得人们的尊敬和 钦佩; 而意大利现 
在不乏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表现的材料。要是头脑不贫弱，四肢就 
有巨大的能力。请注意，在决斗中或者在少数几个人的搏斗中，意 
大利人在力量、机敏和智力上是多么优异啊 i 但是当他们到了军 
队的时候就毫无表现。这一切都是由于头头们软弱的结果；因为 
那些高明的人们不服从他们，而每一个人都自认为高明，因为迄今 
没有一个人由于能力和幸运这两方面出人头地，能够使其他的人 
们折服。因此，在那样长的时期内，在过去二十年进行的许多场战 
争中，当一支军队全是意大利人的时候，它遇到考验，总是失败。 
关于这一点，主要的证据是塔罗之役，其次是亚历山大、卡普亚、热 
那亚、维拉、波洛尼亚和梅斯特里诸战役®。 

因此，如果你的显赫的王室决意效法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拯 
救国家的优秀人物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自己的军队，作为任 
何一件事业的真正基础，因为没有比他们更忠实、更真诚、更优秀 

① “上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当指藓朗切斯科 • 斯福尔扎和切萨雷 • 博尔贾 
(见第 7章），可能也包括教皇朱利奥二世在内（见第11章)， 

② 塔罗 ( Taro ) 之役在1495 —1513 年； 亚历山大 ( Alessandria ) 之役在1499年》 
卡普亚 ( Capua ) 之役在1501 年; 热那亚 ( Genoa ) 之役在1507 年； 维拉 ( VaiU ) 之役在 
1509年;波洛尼亚 ( Bologna ) 之役在1511年;梅斯特里 ( Mestri ) 之役在15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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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兵了。而且，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受 
他们的君主的指挥并且由他授勋和款待的时候，他们团结在一起 
就变得更加好。因此，为了能够运用意大利的实力防御外侮，必须 
筹建这样一支军队。 

虽然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被人们认为是可怕的，但是它们两 
者都各有缺点，因此，第三种部队 ® 不但能够对抗他们，而且确信 
能够战胜他们。因为西班牙人不能够抵御骑兵，而瑞士人一且在 
战斗中遇到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步兵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感到害 
怕。所以经验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西班牙人不能够抗拒 
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虽然这后一件事到 
目前还没有看到整个经历，但是在拉文纳战役中®，已有了一个证 
明： 当时西班牙步兵同采取与瑞士人同样战术的德国军队会战，西 
班牙人靠他们身体敏捷和圆盾的帮助,潜入德军跟前，在德军长矛 
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安然地袭击德军，后者无法招架；假使当时西 
班牙人不是受到骑兵的袭击，他们定会把德国人全部消灭掉。因 
此，如果看到这两种类型的骑兵的弱点，就能够创建一种新型的骑 
兵，它既能击退骑兵，又不需要害怕步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 
择武器和改变战术。而这一切就象新制度一样，会给一位新君主 
带来名誉和伟大的地位。 

因此，这个时机一定不要错过了，以便意大利经过长时期之 
后，终于能够看到她的救星出现。我无法表达:在备受外国蹂躏的 


① 第三种部队 (uno ordine terzo ) 即第三类型的步兵。详见马基雅维里 《兵 

法》第2章论武器、军事训练等问®。 

② 拉文纳 ( Ravenna ) 战役在1511年4月11日。 





第二十六章奉劝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 


125 


一切地方，人们将怀着怎样的热爱、对复仇雪耻的渴望、多么顽强 
的信仰，抱着赤诚，含着热泪来欢迎他，什么门会对他 关闭？ 有什 
么人会拒绝服 从他？ 怎样的嫉妒会反 对他？ 有哪个意大利人会拒 
绝对他表示 臣服？ 蛮族的控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臭不可闻了。 
请你的显赫的王室，以人们从事正义事业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和希 
望，去担当这个重任，使我们的祖国在她的旗帜下日月重光，在她 
的指示下，我们可以实现诗人佩脱拉克@的话语： 

“ 反暴虐的力量，将拿起枪， 

战斗不会很长！ 

因为古人的勇气， 

在意大利人的心中至今没有消亡。” 


①佩脱拉克 (Grancesco Petrarca , 1304—1374) 意大利诗人，具有强烈的爱国 
主义思想。他和但丁曾经宣称，一个共同的意大利是她所有儿女的最崇髙的奋斗 目标。 
(见： 布克 哈特：《意大 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 化&第 10章。）下面诗句引自佩脱拉克的诗 
篇，原文拉丁文是： “Virtn contro a furore jprertderd Varme ; e fia el combatter 
porto , / che Vantico Valore / nelV italki cor nprt i gncor mor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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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典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1 卵 5 年 4 月 10 日，； J 匕京 




